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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藤隆太親自開着 r 積架 xJsj 房車，在调布機場的濘車場泊好位子，走出 
車外抬眼望天，眩目地瞇起眼睹，嘴角浮現滿 . t 的»笑。 

五月十二日星期二，上午九點半的東京郊外 • am 的萬里晴空，只有高處幾 
朵薄雲飄忽。 

雖然有點兒風，但是問題不大。開小型飛機的最佳氣象炫件是 S 的限度夠 
高，甚至風勢强一點的話，操縦時手的反®史有趣。 

檐盡過人的隆太走進乳白色平11上建着控制塔的機場亊務所。 

每次到調布機場使用私人飛拽時，都因好天氣而充滿活氣，心曠神怡。 

首先到氣象室調査天氣。因爲琅使迢裹氣候良好，但是路途中或目的地天氣 
不好的話，也是不能飛行。 

隆太在氣象室入口遇到 I 名相嫌的駡嫌人士，同樣五十多歲的年紀，好像也 
是公司的*亊。 



「白藤先生，好久不見。」對方親切地打招呼。 r 最近似乎不常看到你……」 
r 兩個月沒來了。」 

「那《稀奇……」對方突然想起似的眨眨眼。「對了 •我在報上凟到令弟逝世 
的消息，眞是悲痛啊！」 
r 謝謝你的關心 。 j 

「眞不幸•他還那®年輕……已經甬個月了嗎？」 

「其實昨天剛結束尾七的納骨……我想《換心清•所以跑來這裏。」 
r 原來如此。今天打算飛邾兒？」 

「從富土五湖飛去名古屋一帶 •《 個圈回來。」 

「我打算往北飛行•今天各地天氣都畏好嘿 ！ j 
跟對方吿別後，隆太踏入氣象室。 

四方形的房間-中央的牆空上貼着氣象圖，全國主要機場的氣象表示在上 
面。右手邊的圚文傅眞機正在鍮送各地氣象條件的資料。左手邊的木板上，乃是 
表示有視界飛行可能的 「 VMC 」 。私人飛機全是有蜆界飛行。 

隆太確定了名古屋、八尾、大阪各地的氣象。由於天氣是從西往東改铤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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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，常識是先調査目的地以西的區域天氣。 

每；處都出現 rcAVCKJ 的字眼。道個名词蕙味若天氣良好，視程十公里以 
上、雲高一千 H 百公尺以上-沒有®電、地择等等最佳飛行條件。 

他在檢査了氣象的記錄 h 簽名•然後走向記錄飛行計畫的事務處。 
r 眞不幸•他還那麽年輕……」 
m 才驗到的話突然掠過》際。 

背後被稱 m 「薄命而狂妄的天—」的弟弟白藤起人，今年1£月二十四日遭遇慘 
死時•剛剛度過四十八歲生日。 

也許由於性格不覊生活方式故浪的緣故•起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， 
甚至令人慜覺他像多愁赛感的靑年特人。 

他本來可以活得史長命的…… 

隆太摔摔頭，拂去這個念頭。 

「沒法子。他自作自受……」 

隆人的喃語中，抹殺了自己虧疚的。 

他向航務科提出飛行計寳。出發時刻是十點十五分•距今四十五分鏟後。預 






定十二點十 H 分回來。兩小時的空中敗步。 

得到 CK 的簽署，完成了飛行前的手》。 

隆太離開機場亊務所•在体 K 廠和飛行 m 樂部的建築物附近，利用公共電話 
打回去東京丸之內區的公司。 

白藜逢太是「盧高 j 亊務自動化商品制造 * 的 M 亊長兼社長•主要商品包括電 
子計算機、亊務電独和個人窀。 

蘆髙是從六十年代後期飛躍發展的企業-五十五歲的隆太擔任社畏，二弟是 
五十二歲的興二，專務 M 亊。大部分的董亊部由親*擔當 ，* 於家*企業公司。 

降太打給女秘害 •» 她報吿了甬三個從外面打來的電話內容後，向她指示了 
幾項工作。 

收線後，發現手上33有幾個«幣-就因道純的理由•他想打個電話給女 
人。當然是妻子以外的女人。 

腦中浮起銀咴和赤坂的酒女們艷 R 的臉孔。想到她們可能還沒睡醒時，不期 
然地想起姪女千野透子。 

正確地說•透子不是他的姪女。 



今年二十-歲的千野睪，裘私立大學學生，乃 i 太的表兄弟的長女。 
廬卨公司在社長和專務*事以下•另有兩名常務 M 亊，其中一個是比隆太小 
五歲的千野宏，透子就是他的女兒。 

隆太沒有兒女•非常疼愛透子，休假時帶她去夏威夷旅行，到處遊覽。向人 
介紹時，就說是 r 姪女」•不知不覺間把她當作眞昀姪女看待。 

隆太撥 K 去中目黑 K 的透子家。 
r 喂。」》來甜喊 K 的5音。 
r 透兒嗎？」 

r 呀’大伯父。」對方馬上 H 出是他的轚 音。 

「還沒去學校？」 
r 今天下午才有課。」 

「好逍遙嘛。現在敗些什 *?J 
r 現在？我正在洗頭 啊！ 」 

「每次都說同樣的話！」 
r 因爲我毎天早上洗頭 呀！ 」 



r 每天早上？這樣洗下去，小心铤禿頭哦！」 

「我又不是大伯父！」 

自從隆太的頭頂開始 3 K 薄以後•公司的人把頭 II 的話題當作禁忌，可是透子 
並不理會，照 i 常。奇異的是隆太 ft 了也不生氯。 

「大伯父正在公司嗎？」 
r 不，我也下午才去。現正在调布典 場。 」 
r 又是飛拽：：：」 

「什®又是！兩個月沒飛了。通常是毎個月飛兩次的。」 
r 爲了起人叔叔的 亊吧！ 」透子的 S 音低沉下 來。 

想起透子在起人的喪禮上從站哭到尾的情形， a 太覺得莫名地煩躁◊因爲透 
子從高中時代開始，突然對起人產生愛慕的蕙念…… 
r 大伯父 ，今 天還是別飛了 。」 

「爲什麽？」 

「因爲我……昨晚夢見了起人叔叔。」 
r 怎樣的夢？」 





r 仿佛是黑雲打漩的暴風天空中•起人叔叔站在那爽……」透子的語氣呑吞吐 
吐的欲言又止。 

「運有呢？」 

r 沒有了 ，只 有這些…… 」 

r 今天非常晴朗，乃是絕佳的飛行條件。」隆太望望腕表。距離出發時刻還有 
三十多分鐘。 r 我要走了。說不定在 SS 間遇昆起人叔叔哪—•」 
r 一切小心……」 
rps 。 再見了！」 

&下話简後，隆太大踏步往前走。出發之舫•必須再檢查機身一次。 

出到跑道時，明镅的隔光仿如 * 日般璨«。他再一次仰望天空。 ® 眼的光線 
使他輕泶 * 眩。 

r 說不定在雲間遇見起人叔 sg ——」自己爲 W 說出這句不吉利的話？ 

莫名其妙的悔*令他嫌然愁眉不展。 






仿如草原的*袤佔地中央•一條八百米長的跑道貫穿其間。 
機場間圍袪*絲網環繞，可以望見外面的往宅。這一帶保留了相當綠?,葱 
鬱的樹钵依稀可見武藏野的風貌。 t 
幾年荊 S 駐留的美軍軍人建立的軍*餚舍•乃是水泥雙《建築物’如今變成 
衮逋丢在那裏，有點恐怖氯氛。 

«太穿過陽炎游動的草 II, 走向泮機坪。 

幾十架白色的小型飛機以•-定的距離間隔淬故着，他一眼就找出 e 白澄相間 
的 r £ 高號」來。那是他十八年間愛粱的 ysh.craft Bonanza 機。 

他上前愛 m 地撫撗一下榉身，取出駕驶席旁的檢査名¥。包括檢驗方向舵、 
天線、副翼，然後用手旋5螺锭器。 

飛機油辟藏在主翼的油箱興，打開下面的活栓放掉稹水，也是檢査項目之 
I ,但他通常省略掉。由於毎次飛行完舉 ， s 慣上必然裝滿汽油，從來不操心油 



箱之間的隙縫會檳水。 

外圍的檢査五分鏟結束太坐進舄駛席。靠着喵墊，握住操縱捍杆-充滿 
熟悉的高昂感。 

他的視線淺從左到右巡視一趟•確認液器額，接着喊一 srswitch §」，發 
動引擎。 

發動的状態下•再看一眼锻器。 

油箱指示器 t 果然表示「滿」。他開了燃料活栓。 

確定前後無人之後，學起中指锭轉一下•作出試開的訊 K 。實行停止狀態下 
的試開。 

等候油的溫度上升。螺锭器岛速陡轉。 

戴上頭盔裝置聆氣象現況銀吿。這是無棟機能的檢査。 

1切正常。 

rif/r: 離陸！」他對控制塔說。要求誘導離開跑道。 

終於擭得控制塔的指示，「《商」眯忭動了。 

另一部小型機起飛後，他來到跑道邊端待槲。控制塔的起飛批准下來，他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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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i 句 r 准備雔陸」-引擎全開。 

機身發出 A 嗚 a ,全速起飛。 f 
在跑道的一二分之二造 t - g 然墨 • W 時速一百二十里的速度上升。 
i 平肀加上1八年的 Mi ® •小飛機無驚議的快速 t 升。 

I 和 S 山 JS 1 MR 。雷窃 WS 光’ SIP 

2離陸後沒時間即裂1色。尤其是漠好 ® 件的睹朗天 . i 運有 .ff 
多飛機在飛翔’他得不濘地 I 別人的動向•忙着操作»縱捍扞， a 要捕捉3人 

的通訊。 

他在五里的地點向控制《報吿。 3 kni 
從這裏睨離 in 布機場的管制 ffl 。沒有典務跟控制塔通訊，亦 B 自由改 « fs 波 
數 •, 不過隆太依然路鰻靠近的 a 布**保持聯辂。 

皤陸三分*後，*«速到三千英呎-飛》改爲巡航。 ， L i ,,、 
i : 升時梭使有點搖晃，一且到了巡航時 « tt 十分 s 定’甚至可說 ir 車 還安 

® 。强太終於舒暢下來 • i i — 的視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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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奧多摩到奥秩父的關東山 «- 巳經隨 a 雄偉的更山之色。車子的行列猶如 
小小的镅角仙，在蜿蜒的山据道路柊動。 

左前方的相換灣在發光，货船和油輪矩成 * 點四散。 

從三千呎的高空望下來，車子、綸船、島嶼全都铤成小不點兒。 

降太重新有 r « 惑。對於現在»縱飛機在高空飛行的自己，他有說不出的充 
10 

從高空往下1•世亊就*照自己的 . t 思活動一般 C 

當然只是 V 純的緒《•然而對於费織過人豁遠傲慢的白藜 S 太而言 ，那 M 感 
覺實在充滿刺激的快慜。 

他覺得篤駛小型槐機的_«非常適合自己。 

距今十八年前•三十七纊那年•他巳取得私人飛贐師的執照 。接 着立刻到调 
布機場確保停後位，再花一千萬圓瞬霣道部 Bonans 機。 

當時鼴髙股份有限公司經已没立，企菜規換跟現在相差懸殊，甚至有 人背地 
裏批評，社長的嗜好太過奢侈了。 

其實擁有小型飛機肱不如世人 i 的褥要花货大1金錢。只要支忖最初的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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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費和登記费•以後每年一次的定期檢驗和修理货是每個月十萬圆左右，保險費 
是每年五十萬•其他的只是婷機费和飛行時的使用費而巳。 

隆太認爲•比起玩高級外®_或玩遊艇•這 ffl 的嗜好一點也不昂貴。 

加上公司發展到今天的規換•這點黄用根本不算什麽。 

他對這部小型機有深渾感情•即使也册續使用，不過也想過，不久以後 
另外換一部運動型的月光！？飛機。 

a 高公司於一九六八年創立，並於；九七五年發笆劃期性的超小型電算掙之 
後，公司進入茂躍的發展期。一九七六年在磺須«市久里浜建設現代化新工場， 
第二年在東京丸之內 K ,十五1高的 e 社大1落成。 

追溯從前 • 驪阑不過是三十名從菜 A 的小工場時代•簡直像敗蔘一般的改 

铤。 

一切都嫌功於天才硏究家白藜起人的劃期性開發 —— 

隆太的思考突然中斷。 

起人那雙有着智慧的眼睛、尖銳的下顎及瘦臉在眼肋掠過。像 wli 才一樣-他 
慌忙摔頭拂去念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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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人的 k ’ 乃袭 s - 奈问的不幸。 

隆太握好換縱捍’機首稍》轉向西南方向。 

出 I ®®— 。 I 四 1風。 

1是翌刻消失了。罢走幻影。天蕃 

lg 覺 • d 睾 — 己 .：：. 

耳邊 U if e 人—要 ..；-」 I 1 
「說不定在 ea 間脣起人叔叔娜！」 

自己說出的括’帝着不祥的険影投人他的、 U 房。 

u ^» r B 1 u — 靠— • al®I • 止了。 

I - %太 K 忙把 If i — 動引笨。 

動。升 g — 和引 if — 。兩次 …… 三次 …… 完了 。 I 







利那間有細 It 穿心的惑覺，接着毛骨悚然。 

「 MAYDAY 、 MAYDAY !」 他幾乎無 i 的向控制塔發出無線電呼救訊 

號。 「這裏是 JA395 9 ’ 引擎故陬 . J 

「請說出現在位 H 。 J 控制塔悠閒地回覆。 

「调布市西南三十五里附近。」 

隆太覺得管制官的口氯 R 常遲铥。那是爲了使篤 W 者31定的緣故•反而使他 
心焦如焚。 

隆太依照指 1/1'* 按了通知控制塔的笛遠礴找他的飛機位置的鈕，再度操作升壓 

器。 

r 還是不行……無法再發勦 r 。可能結«了……」 

「那麽馬上進入枚援状態•不要慌張-首先场找緊急迫降地點——」 

不錯。故陣時唯有雎持滑翔速 *, 檐&向下降落一途。 

隆太還沒有迫降經驗。自己 R 要》定，一定辦得到—— 

隆太把機酋傾斜四十 S 度。一旦引擎有故陣，無法自動稞浮，只能依靠自然 
15降落，祈求平安着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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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走下面全是山•沒有平地。 

不，下面是湖。這：带乃是富土五湖的上空。 

隆太的眼睛很勉强地凝規山中湖。 

「這裏是 JA 39 59 •降落在山中湖水面 h !」 

樹林和湖水急速迫近眼前。那個接近超過他的控制®圍。湖面在他的規網犋 

裹擴大。 

沉入«暗的湖氐以荊，隆太仿佛見到起人的容烷。 



小型螺啶*墜落在山梨縣東南准的山中湖北岸附近，巧是五月十二日上午十 
點三十二分的亊。 

最罕知悉意外發生而趕到現場的，乃是最靠近的窗士 K 湖努察署署長，以及 
五名 S 貝。 

這宗意外有好幾名目擊荇。由於當天是五月的小陽#好天氣，湖面飄着幾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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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桎，岸邊還有垂釣的人。 

其中好幾個人親眼看到從柬北方向飛來一部小型飛機，墜落湖面時 ij 擊的情 

形。 

在旭丘旁邊約蠢人 II 巴士 i 站.打 W 話到富士五湖暮—。由 
於费署位於山中湖和河口湖之間的公路邊，大家很快得知當時亊發淸況，禺上 P 
絡山梨縣 sffl 部，同時準備趕去現場作搶枚行動。 

: C 就當富±五湖螯署和縣费班部通話中時•總部收到調布機場的急報。內容是 
說 ^ 調布起飛的螺珑檐 J A3 9 5 9 發生故® -最後是收到降落山中湖 的無 線軍 
辟絡，沒有了回應•希望派人到附索。 

縣费 ffl 部立刻出勳特別捜索除•指示富士五湖5署確保現場，间時負责救助 
»者。 

宫士五湖 i 的署長是四十 H 竣的中里右京 sfft 。五年 rl 還是署裏的刑亊課 
課長-但 i 丘的—大藥品公 I 菜件 . II 司和名門家 
庭鬥爭的嫌雜案淸，中里右京巧妙地破案立功•榮升禺縣內大费 -« 的刑事 課長。 
三年後成爲1視，再調回富士五湖當1及。 



18 —現崖離湖中突出的小 # 角二十米不？由於 iw •一部分支解的機 
體 If 出水面。 

11 印有白底格色槲誌的機 M « 到串上的 »)» 中.四闳 K 落了-些碎片，其 
他部分推測是沉入湖 K 去了。 

中暑長等人抵講，已經有二三十名老閲的人聚在 S . 幸運繁地面 
沒有人受害。 

「喂 •!! 面好像有人！」 

中里凝目看到突出水面的機體時，緊張地吿訴部下。 
r 開船去救人出來！」 

附近就有一部孿托小艇，中里和兩名 1 ft 坐了進去。 

飛隧的駕皸 « f 部分 iffitf 岩石突出水面， I 名五十多歲的男人閉起眼睹靠著率 
铂。乍看之下檢部比較沒有損«。 

三人企圖打開毀®的門，可是做不到。 

窗框的玻璃打破了，而且 彎曲 不成形。他們 _備把男 人從窗框拉出外面。 
白藤隆太的上身被中里的餺壯手«環抱蕲’終於慢慢拉出一點 時， 中里聰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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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嘴脣澉乎其微的動着，用瞅弱的 》 普說： 

r 起人……起人他……」 

在富士五湖5署的 ifl 求下-出動了消防團和自衛联，確保了現場有足钩的救 
護人員。 

另一方面，在調布的機場亊務所•分別向運輸省航空局、羽田的捜索救8協 
调璁部報吿慧外。 

航空局運行課向運«雀常設的蕙外調査委线會請求1^•査。這裏經由首席航空 
意外15査官决定負資主苷調査官•他在一小時後前往現«!。调査官是飛機師或管 
制官出身的專家。 

另外•次席調査官主要負寅跟警方聯絡。向睽曹總部或苷辖區费署査詢後， 
確認蔥外的狀況和位置•指示恰當的《理辦法。 

山梨躲 s 總部派出的搜奄二課特別班和鑑課員一行人抵逹現場時，己是惫外 
發生一小時後的十一點四十五分。 

那時•白藤隆太的遺體巳從中里等人手中，移到岸邊松樹下舖着的席子 t 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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臥。 

II 太出到機外時 • 曾經發出幾句 mis 的 St, 然 後完全失去知 * _ 移 到陸上 
時-已經21。 

ftssljE 的®部刑事拥5官*新驗 K • 確認*太的 死亡。 

' r 乍看頭部外—少’ & uil 出血。救出時 II , 
可稱奇蹑！」 

圍覲的人 S 出《»的嘆.&。嘆息》中涅*了些杵非縝的6情’表示《以了解 
這些不額正業、罵駛私人棟«四《3險的人-等於自尋滅亡云云。 

「乘嫌的只有 -名 SS 。」 中 里者看 特別班的班 S 見 一二 耶裏 •提 S 他一 

句。 

r 是的。他 I 高公— •五十五 歲。 f 八 年飛行經歷， 
屬蠢 老手。」 

«見清晰地答。他從 M 布的機哄亊務所搴先收到情報.詳钿淸形相當淸楚。 
五年前的新年’在旭丘的別生和辻 * 品會長被刺殺的亊件’後來演*成 
社會興 alsTW 的悲劇」搴件時-從縣*總部派來捜》的特捜班 ft ’就是比中里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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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_ 一一^ »»! a *=« B 査一課的高級刑 w ’ 現在升 is . 在拽？課擔當課長要 
職。 

「聽說塗落之舫，死* t 跟 J 5 布的控制坏通訊。」 

「不鍺。因此才能4刻宵定%落現場。暹次好«有目擊者哪。』 

直性子的1很快.13。 』 BIEIC 
「可是……墜1,5的厣因是什*?天氯如此《定…… J 中里眩0地瞻望在靖空 II 

l ^ a ^ si 山。 

「根 !* 通訊 ffl 形•死者表示引擎有故»,無法再發動•可能是結霜了云云。」 
r 哦？」 

「然後改成滑翔，尋找山中湖迫降時失敗的樣子。從機首向上的情形來看， 
ST 能是着水時尾部失速造成的 。 J 

鶴見以爲中里不明白，大致 t 銳明一 a ’其實中里相當理解筒中情冴。 
目前奎 b 市曾1的一名1里的离中■•拥有私人飛機’ 
在郊區獻身 S 務。曾經在伊豆大島發生突發症和雔產事件時’他用飛機把 病人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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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東京的大 H 院急救，因而九生一死的事例，一時》爲美談。 

沒有緊急事態時•鄆位 B 生®經®! S 中里坐過|次。6•愔遇到氣流，飛機搖 
ft 得很厲害。中里表面上保持平內心卻決*不 6 再有第二次…… 

「結霜而造成故®是怎 S 回亊？」 

「起飛之前，沒有將 《* 的樓水放掉吧—」 

«見在捜*二深負#航空機等《外的战故.所以 RM 一般的航空知識。 

「可是•出發前打開典 K 的活栓把漬水放掉，不是非常基本的準讎工作嗎？」 
「聽說不少人怠慢這個步 W 的 «( 査工作。 W 於捕有多年 * 行捏驗的 老手而 
S , 通常性格 ffl s : 比較大》馬虎。 W 找死者毎次飛行完擊着 陸之後 • ga 上必定 
裝滿飛機油.從不擔心#«水什 S 的……」 

飛®的汽油《存在主 K 的油10興。 Isto 沒有装滿的話•油箝內會有陳璉 ，由 
於裏面的溫度比外面*，隙《就禽* rn 水，產生結 S 。 

結霜產生的水比油电’就#«在下面。因此在 e 飛前’必須打開油箝下面的 
活栓•將堉水放掉。假如不這樣败 •《 水躭#流進引擎。插鏔洱了不能着火’導 
致故障。插鎖 I 旦弄洱了，很《再使引擎發勖：：： 





中里乘搭 K 生朋友的螺陡機時，曾經逐一狗問每-個步驟的理由 ，所 以記得 
這些悄形。也許天生的好奇心作粜，希爷《着多 r 解一點飛機的機能，減少對飛 
機的恐懼。 

r 對白藤而 S •他在起飛前®該確定過，油箝有沒有裝滿才對呀。」 

「我想是的。」 

r 但是怎«會發生結霜的事態？」 

r 這點唯有等候專家的调査了……」鶴見集中思考的说線，由驗屍的刑事調査 
官身 t 移向湖面的機》。 

r 依我推測，打油也是人的工作。雖然一心想打滿它，但是留下多少陳 S , 
因此結霜了。另|方面•白#只是«到镀器上頰示滿油的訊號，就這樣妓心出發 
了。」 

r 唔 OJ 

r 但他的意識總是有所記掛。因此在上空發生故障時，首先想到可能是結霜 


23「他不是習慣性的在飛行後打滿汽油嗎？」中里沉吟地說。「在這以前的飛行 





是什麼時候？」 

r 我沒問到這點。不過-起碼适一個多月都沒飛。自從那件事以後……」 

「唔。我想也是。」中里點积頭。『盧高公司之能有今天•歸功於白藜起人。 
他慘死之後•白藤隆太大漑不會有心飛行。我想迢是發生不幸 U 浚的第一次飛行 
吧！ j 

中电的視綠又投向突出湖面，沐浴在强烈阐光下的殘骸。 

驗屍是 S 察的X作，》體則要等到主管调 S 官来到才能»。 

萬：這宗«外是有犯罪動機_€產生的話…… 

中里立刻打消突來的念 MC 怎* ST 能 I 

他之所以唐突地想到這個疑問，也許是因對荦的旭 fe 斜坡地上茈排的別墅 
中，其中一塊尙有記 * 的白糖壁閃閃發光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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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。站在 II 邊的布—吿的千 5— 到有人喊她的 I . 轉過身 
田久保嘵的頎 f 影.正從激呀的走廊奔 f 。 

fItII 衫和牛 SS 阿 # . Ill— .蟲喘地走到 

「好久不見。那件亊很辛苦吧 ！ J 

。 ®If ®II 的事。 

r 新學期後•有沒有來學校？」 

「常常來呀。你好堠沒來嘛。 j 
「對……我去敍祭職 TOJ 

_pl: 見 PIPIJ 

由於二年扱以前他們常在一起上猓，餐融洽 . 在外人眼中他們是一對固定 



的情侶。 

r 今天文學史休猓啊！」透子的視練回到布吿板。 

「是嗎？」 

阿曉下 . t . ltt 地望望椀表。透子也受影響看了一下。十二點五十分。今早接到 
r 大伯父」的電話，吃過簡擊的早餐•墁慢螯 K • 十二點前離開住家。 

「不如找個地方兜兜电好嗎？」 

「阿嘵，你不 tIK?J 
「算了。 8 得在這裏遇見你。」 

二人並肩走出校舍。 

透子身高一百六十公分•阿嘵高她十五公分•身材高瘦，稱得上瀟灑 I 可 
是璁覺得不太相襯。 

阿曉走路時猱£髩曲，重心在後，雖然不算壞 Sim ,卻給人奇怪的印象。也 
許是他小時候幫忙棰田的關係…… 

田久保咦的老家是山梨縣的農家。 

透子從來沒有把自己的想》說出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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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午飯呢？」 

「我在家典吃過了。」 

阿曉點點頭•表示他也吃了。 

阿曉的黄色小型車 Mirageff 在校園外面的濘車場。相當殘》了，到處漆料 
斑剝。 

當他提出找個地方走走時•通常是離 wdlE 出郊外遊車河。他不喜歡擠擁的 
鬧市，比較喜歡田園風光。 

透子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，但是對於逃課去玩來配合他的興緻，她肢沒有反 

對«見。 

「想上哪兒去？」透子側俩傾問。 

阿嘵想了 一下。「去狄斯尼樂 ffl 好不好？」 

他的提議很蕙外。記得十涸月前，他們路朋友一起去過。那天是遇末，非常 
擠擁，阿嘵似乎玩得不很開心。其後«乎不提狄斯尼樂 a 的亊。 
r 好哇。 j 透子卨興地點點頭。她對遊樂場有特殊的愛好。 

車子出到街上，從西神田轉上第五號商速公路。很快進入環狀線，路上擠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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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，前進速度緩谩。可是阿嘵絲毫沒甸煩躁的神色。 

「我打過幾次電話到你家，你& i 不在。」 

沉默片刻後•阿嘵有忌地銳出來。 

「幾時的事？」 

r 白藜起人先生逝世的消息 a 段之後的第二天起。」 

「啊，那時我去了江古田的白藜家守靈。」 

由於白藜起人的遺體需要解釗•所以延後一天守 * 。 

二人 一時噤口不語。轵本 二人約 好打開天宙說亮話，無話不談，可是現在稀 
罕地不自然，空氣沉默。 

透子也覺察得出，阿蝴正在遲疑著，不知想該狗問她的親政不幸的死因，還 
是不要問的好…… 

「報上大致說是病死的……我卻涊爲他是自段……可是 •«. 覺得那是爲了他 
最後的缘联……」 

透子主動說了出來。心典覺搿把一切坦然相吿，感覺比較舒眼'點。 
r 自殺？」阿曉慢慢反問一句。險上沒有十分驚訝的表情，大溉因爲新聞界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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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作出&種臆測的緣故。「你是說，瞀如服用過 ■: 安眠藥？」 

「嗯。聽說他最近時常喝酒和服安眠藥•心臟非常衰弱。假如再多服用的 
話……雖然不到致死的數置，可是推也不知道正確的數 置 ’縱使解剖也無法斷定 
出來。」 

r 有沒有遺 軎？」 

r 不-沒有頊似的東西。」 

廑高股份公司 s 問白藤起人，®自住在練馬區的 il 古田 :. 一一月二十六日早 
上-被人發現他的屍體。一名隔天去软家亊的》點女餹在他的睡房地上找到硬冷 
的屍 eifn 報5的。 

驗屍結果•起人死後經過三十多小時，推算他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半夜死亡。 

解剖後，在他體內驗出大量安眠槊。 

最近的白藤起人•時常出現在練馬區西大痕的研究所，也常去丸之內總社 II 
檢。比較近身的人表示，他常喝酒和服安眠藥，顒然過着身心放縱的生活。 

長期服用安眠粲»致心臟衮弱，引起心臟器苗性病铤。鹜方下此判斷後，以 
病死的理由噬理起人的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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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新聞界膊測，起人實際上可能是意圖自段。連盧高公司阓遭的人都傳說 
紛紜，一時成爲八卦雜誌的話《。 

在六十年代的最盛期，白藤起人；度被餐爲天才發明家，因他不僅靖通霣子 
工學，還有*泛的科學、 K 學和藥畢知*。最近十年，他因各湩理由而過着越出 
常規的生活方式，結果導致身心哀竭云云。 

後來加上酗酒和吃安眠蓁•選揮 r 使生命產生危機的協力作用。他死得很孤 
濁，雖然無法斷定是自投•實筲上等於自殺的雎測，莫衷一是。 

「我跟你認識之後，曾經讀過《离的亊迹，雖然不很淸楚•不過盧高之所以 
發展到今天的大企菜，主要是靠白藜起人先生的硏究和開發。」 
r 我想是的。」 

r 那麼，起人先生即是重要功臣，何以選擇那種死法？」 

車子終於穿過阻塞地帶•進入首部高速公路离岸線。描出山型的高速公路下 
面，塡海地的新興住宅櫛比林立。前面是海。喑空下•東京灣閃燦着無數的銀 
光，對岸的工廠煙囪冒着白煙。 

透子的視線從車窗外的風录移向自己的指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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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


起人的死•使她的心往下沉。爲了向阿嘵說出原委，她慢 ts 拾起頭來。 

突然，擋風銳前的唷空 II 出現一道黑色的積亂 S 。 

透子嚇得屏息•定睛一者，又消失了。 

看來是眼睹的錯覺•看到 S 的幻影。 

透子躉地想起昨夜的夢。躭如刚才一懞推起黑索，起人站在暴風狂作的空 

像枯木似的瘦削身影•輪扔深銳的驗.披铀敗髮•卻是透子懷念的人。 

「起人叔叔！」透子大 S 喊0起人 R 出奇異的漱笑。 

「看着吧•透子。我會贈达一些«物給大家。」 

「疆物 ？ J 
r 是的……」 

剛才跟隆太講電話時，透子不知何故無法說出口。 

夢中的起人最後這樣回答：「我要在 * w ,將死贈送給大—」 






「盧高的前身是白■作所二九四八、四九年左右，强太伯父的父親削立 
的4公司。 J 透子說。 

r 我在窖上讀過。那時好像是承包車林和機 W 加工的分工瘢。」 

「工瘀 在 « 下•我父親也常去 。釗菜 初期 .隆 太伯父 is 是高中生•下面 
二伯父| •起人 I 刚進小 V 而已。 J 邊——下雰興 

其後十幾年，白藜製作所經*多少浮沉，但是 W 化不大的熬過來了。 

’以及—1大學 i ▲不同的公 
司就莰。大家同是含理科的•興二卻到銀行软*。 

lw ' e 小的起人大 I . R 時 f 的電機理論研究室當助敎•卻 
跟敎授處5 • iatls . 變父两的公 E-Misi 工作。 

. SI—1—i. 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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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. — ilK — 研究。 
1_世°» i 裝 I 生了。一九 I •用 I — 

爲了大最生產新製品 ’ M 始*手段立新公司。 

H 商— •決定在一九六八—作所•成立新的 

H 作 ㈣ 1 IiI“I 1 1 I 的 

» gli II - * - 

■» ~ 1 原來如此。那*你的父親* * 時加入的？ J 阿壤一 41F 电； 

2_歷1|11|| 

「從那時 * 六十年代末期，不是白篇人 ®— 的時代9?世人把 他—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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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發明家吧！」 

，「是的。總之聽說他毎年都開發新產品-最在*乃是『超小型军萆機」的發 
明。」 

白藜起人在 I 九七四年，》明了世界第一 8 n 個人* JZ 霄算機•第-一年以超小 
型電算搜 (supermini) 的名稱》售。憑此成爲爆炸性的熟門商品 .« 高公司的名 
稱也天下皆知了。 

在那之前， I «的霣霣《«走》公室用的大型 WW 。五十年代的 ^sJglt ® 
現在的大型文字霣3!播一 s <8« 。 

過後使用了羊導 H •也有電赵 « 的 大小 。 r 商界的 人從來 32 爲 _計》機是辦 
公室使用的商品《器，並非可以 «* 帝在身上的道具。 

第—新的碧 • I 電 SIW 小而 i ’可供個人使用 • 
並且成功地 * 現這個想法的，躭走白*起人。 

他 s 當初墨利用 011 作 8 S 宇宙開發和*亊用途的 rsl 致力研究. 
成功地製造了劃時代的小型電*機。 

嚴格地說.「超小型芸機」不是8明，只是 B 著驚人的技術進步而屢格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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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化。 

最初其他苽機製造廠败出的霣算機•一九六五年時一部要霣五十萬圓。以後 
每年都有便宜的新產品面世，到了 一九七三年春，已經落到五萬圓一部。 

可是超小型電算機面世時，霓以1萬二千圓的儇格發售，震驚當時的業界。 

不僅是國內 ，連® 外的反®也大到令盧亮本身困惑不解。 

隆太和興二沒有放過這 ® 典會，正式着手對»美出口，在國內則以電視媒介 
爲主力，展開徹氐的宣傳作戰。 

走運時當眞凡事頌暢。到了一九七六年三月，公司的營業額已比前一年增加 
1百六十巴仙。其後業績年年飛《•盧高被指定爲鲠京 IE 券交易所的第一部排名 
1流企菜…… 

「可惜很諷刺的 ，隨 著新 H 廠和大 * 建成•從業員增加•公司壮大之際，起 
人叔叔的處境卻愈來愈不妙。」 

「後來不是陸纊還有新發明嗎？」 

「嗶。不過，我上卨中時聽父親說-自從超小型電算機面世以後，起人叔叔 
突然對奄算機失去了興趣。也許有到遠枨限的感慨吧！公司裏面也栽培了好些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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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的硏究员，其後的新產品町能是他們努力的成果，但是借用起人叔叔的名字 
做宣傳……」 

「不管是學者或藝術家，《正能夠從亊釗作的時期並不長啊！」阿嘵有點老氣 
潢秋地感溉說。 

「是啊！所以起人叔叔應該什#也不做，逍遑自在就好了。可以環球旅行， 
罵私 人飛機815 翔，像隆 太伯父 那樣…… 」 

想起今早隆太從調布機場打霣話來的快活聲音，透子不由*望謨前的天空。 
五月的碧藍啃空*入眼簾。她在規野範圍內到處搜场，當然不可能看到「盧 
高%」的機影 p 

右手邊的東京*海面反照正午的 S 光。過了荒川的*嫌，已經接近狄斯尼樂 
園的所在地浦安了。 

「電算嫌之後•起人先生作 r 什麽研究？」阿嘵有點顧忌地問。 

因爲近十年來，有關他的 X 作和生活都盡 a 避免公開。 

「我也不太淸楚，據說目漂枚在新能源革命。」 






r 好—把|的當液到®小限▼而能力 I 到最大限—理論，譬如 
181 個家庭只要裝 一 個電池 •就有二十年的 1一一 源供應之類 …… 我 II . 叔叔說.典一 
成功的話•就是人頌歷史的劃時代能源革命 • ft 定 Kffsg 貝爾燹 云云。 . 

小 •能力 3 K 大•…：跟超小型電算供的 W 念不無共通之 I 。」 
r 說起來也是。不過那項硏究據 S1B 要 «大的費用。先建個大工廠_裏面_ 
角好各霪®縮化學物 K * 忖到*限的 《 R 和分解合成裝5……近十年來，他就埋 
首於各《設耩’改了一次又一次……」 
r 終於找到成功的苗頭了？」 
r 在這之前，*說沒有资金援助了……」 

起人從 I 九七七、七八年 {€* 手那項訢的硏究。 

起初«太和興二等人 I 典的出》-作爲公司的硏究費。無 I ,宝 
高之能有今天•嫌功於起人的 S 明，他 In 期待再有超小型 i « l 門商品 
II 生。 

可是這次的硏究似乎不能用-般的辦法應付。 

筆、牵過亨.業5究謀 S 用 . sf 式的膨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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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着沒有成果的研究’起人開始表现性格的* 一面。 、，、 
曾經《他*»、做他忠實助手的年輕研究負們•也因起人一*孤行，從來不 
I 人 ft 見的*斷姿 i 到*綏，失去研究興《，一個一個離開了。 

到了最後’位於練馬 E 西大泉的 m 大研究所’ R 刺下白》起人一個人做研 

究兩年前 • 5究黄的委超過十温•當起人向公司要求新設備的黄用時，隆 
太在 S 事會上雜詢•條件是由公 B 1* 管起人持有的投票作爲檐保。換言之，公司 
不再列人硏究霣。若是需要的話，公31以*»的形式借»給起人。 ! I 
起人不 SS 條件。他急«@珥人新的設 M 。 他的%海全被研究的亊佔據，.迫 
次更是發奮和隹一慮的關頭。 

可是•再花 *1 一*圓的新 aM , 沒有使他的硏究有所進 S • 反而陷人泥沼 
般的 S 亂。 

他已步入四十*後期，也許到了硏究*的》限。 

想到蜃-季霉心如 KS 般—::: 6=目、 

r 三年前 W 始-起人叔叔的酒 i » i 增加•而且大 i 用安眠藥。他一個人 




住在江占田•身邊沒有親人照顧，誰也不會注意他的健康。」 
r 他太太呢？」 

r 叔叔還做學生的時候，躭跟一名比他年紀大的女人結婚，很快生了一個兒 
子。 » f 說是奉子成婚的。不過，他太太巳在十年前病逝，自此沒有正式結婚。」 
r 哦？」 

r 不過 • e 說私生活相常褰瀾•女性 W 係複雄。世人那樣批評他，其實他是 
個隨和單純的人•不懞得怎樣圆滑敏人而巳。」 

透子的語調 e 是有慧無蕙的庇獲起人。 
r 孩子怎樣了？」 

r 母親去世後•由租母撫餐成人。現在祖父母都離開人世了。起人叔叔的兒 
子叫秋人，高中時代钍美留學•：直住在外國。我也整整十年沒見過他了。」 

「可是起人先生逝世的亊……」 

r 當然立刻跟他聯絡了，據說他出外旅行去了，一時通知不到，所以趕不及 
回來參加喪磚。」 

秋人是在喪禮過後幾天回國的，透子邇沒碰見他。 




42 起人去世以前 ， |定很想見兒子最後一面…… 

想起起人那拥有詩人氧*般的容烷和他的孤®之死，透子不禁一陣 1 L - 痛-淚 
水盈眶。 

手上持有的股票被公 IF 收明後 . 起人月外又向公 B ] 要求過好幾次研究 S ,可 
是已描不被接 ： S o 

硏究》»不前•私生活！壙糊由，起人逐 * 不再出現在西大泉的硏究所。《 
而一時興 e ’到丸之內的總社 Kn 祛-旁人卻開始 B # 地表現疎遠他的態*。 

終於，他從常務 M 事 a 格 SSW 。 

* 太和興 I i 向起人提出好幾次忠吿，叫他關閉西大泉的研究所，交還給公 
司•再到久里浜的硏究所跟其他 RM & 作級研究，51是起人置若罔闉。 

«太他們也對起人的亊心灰惫冷，採取不聞不問的®*。 

r 大伯父他們並非*石心 W 的人。但是作 S 公： s ■的領導人，身負®任-因此 
沒有多餘的心淸去關心起人叔叔的事。關於 I . 我父親—」莩似乎欲言又 
止•不過終於坦白說出來。「他是起人叔叔的表兄弟，父親比他大兩歲•自小一 
起長大•說不定是親友中*»心他的 ——(_ 




I ° T 野 ！■1 一.屬於益的—翥 ’ I 方面通常太的 

造 IteII il ss * II 太和興 "I 薦次 I - 也常 

「結果一事無成，什麽也幫不上忙。 J 透子 說。 

「那眞遺 ® 。你父親的心意•起人先生應該有所領悟吧！」 

父 的是 •栗 i 人 I 終的•他 —太伯 

阿咦有點吃驚。「再何你有這檐想法 ？ J 
「我……昨晚，我敎 r ~個怪夢。」 

不路 7ft°Allf?IIisslls?i 來 ’ II 口 

*f 7 i**J^^.mu 遷。依—裏 I ’ nil 高空飄忽 。 

透子扭開收|基的繁。 FM 電台正在播醤聞和音樂 f 。 




1 對男女愉快的交談著時•突然停 ©Ift . 傳來一個緊張的男 S 。 


透子和阿 IMS-. * 子巳1安的 A 1 路出口前。 
透子立刻下車’打*話回去中目黑的家。 

母親佐知子在家，似乎還不知 is 拥宗*外的樣子 • 

「怎麽可能？3兒 .* 不會醚期了 ？ j 
r 可是’我確實 If 到足 X * 的社長白轅《太……」 

P 頭這樣說-透子卻希望自己 «*«» 了。 

「那我待會打去公81和伯父家看«’月外通知媽媽好了。 J 

透子慌忙裝.雪打 — All 甲 il 中„ 


沒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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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只好再打霣話回家。 

佐知子也很不安地說：「總之你先回來再說。萬一眞的發生什麽•你爸爸一 
定會有聯絡 的。」 

阿嗅的車子只好調回站走灣岸遒路。市區內非常阻塞，回到中目黑時已經下 

午三點 鏟。 

「看來陸榷#有混 XI 的亊 S 生•你要小心。」阿嘵說。 
r 好。我會打霣話給你。」 

1向阿曉揮揮手 . 衡進家裏。佐知子狳色蒼白。 

「剛剛看到電視新 M 了。你爸爸也來了 * 話•看來 It 畏的飛機墜落山中湖的 
亊不金有錯0」 

r 怎麽……那麽伯父……」 

r 烊細情形運不知道。」佐知子拼命搖站’似乎想拂去悲湛的消息。 
r 我去西获看看。在那裏比較容易收到詳钿消息。」 

「也好……我留在家裏等候消患。」 

透子轉身就想出門時•佐知子喊住她。 






r 透兒，你想這副裝扮出門？」 

1子身穿1衫•白1 .眞上 —1 本的大 吊袋。 

rffl 得換過！件沉色的衣服才好去……」 

攀震平曰栗@心的雷.也裏幕心的時候。 

3子換上米色 B 衫和1子後.佐？ MI 3 子 f i 站。 

四 Jgs ^«0 J 手—嫌 I . I 站前換 sf II . 1 

圍縳白 II 寺池附近的#1 一角.西式洋房’當 I 庭院 

夫嫌沒有生 i 女 . ® 虐住篇子杲大 .西—瓦的屋項閃着 I 
— 5 CJt sj * tLl « ef 。尖 塔似證 i 分 ，令人甚到 K 色雪的稱號。 

的性|8&1*^在1曾蠢+予人曾的蓄.票了蠢1 

'58 子在門前下了計蜃，利那閱被；股栗出的 f 情 si 运。 

- C - 時候’睪和父親不知來 f 少次 . S 子—中以後.她就很少機會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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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裏了。因爲隆太更喜歡把透子帶去銀座、輕并澤甚至夏威夷玩。 

紫 r 香盛開的前院興•隨便的亂序著四部車子，說出這裏剛剛發生了突發事 

故。 

透子小跑步走向玄關•車子 W 面角落上的圓形草坪和沙地映入眼®，禁不住 
發出小小的嘆息。 

二 十年前，透子出生前後，當畤隆太熟衷於高爾夫球，那是他在家裏設計的 
沙坑和草地痕迹。凡亊搞到徹底才罷休的隆太很快躭成爲高爾夫球專家，接着興 
趣移向私人飛機，家 II 的練習場就蝴成》通的草坪和沙地。 

幼年時代的透子把這!|翥作遊樂場。大《是三四歲讀幼推圃的時候，每當隆 
太把她帶到這 II 玩要時有一名比她大六七*的少年隨著起人出現。 

起人®自進屋裏去了，少年則不經爨地走到沙地來。 

那時•透子正在播仿%太家的外型•用沙製造城堡。少年蹲在旁邊，幫忙透 
子造沙城。他的手比透子靈巧得多，很快做好尖塔，築好城門。透子樂極了，拼 
命運沙。 

可是，眼看坡堡快要完成時•少年突然伸手把它推毀。建設中的沙城立刻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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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無影無，少年似乎甲有預謀似的， 

透子證尖— . I 少— ISIJI 快步走進 i 去了。 

I 1 HP 2:! 蓮層的雲 。 

*l!i:li1 11 a I?pllpl ! 走 ？ i 對 
在連’文到 i ®— 了」 ®! •現 
i ㈣ MHHH ㈣ 後消失。 

時 ’ ill — 靈 

r 啊-爸爸！」 
r 是你，透子……」 

今年恰好五十醆的干野宏.中—材.看銀色的頭露成七三分界，1 





就如他的性格一般柔和。 
r 你聽到新聞報吿？」 
rpe., 所以……隆太伯父怎樣了？」 

千野宏賅起眉頭，搖搖頭。 r 就 (ft 祈聞所說的。」 

「啊 …… j 

「興二伯父趕去現場了。多半今晚或是明天，遺«就會運回來。」 

「大伯父……」 

r 爸爸要去I趙公司。很快就有新間紀者淆上門來問東問西•你先陪一賠涛 
子伯娘吧！」 

透子 j 句話也說出不來。目送父親的汽車出到馬路外面後，她才開門進去。 
玄關袠擺著好幾雙鞋子，空氣涼習習的。 

透子輕蛵走過走廊。寬敞的客 H 秃着燈，不昆人影。 

面向庭院有兩間舖草稍的房間 C 透子打開其中一道拉門•但昆隆太的套男子 
側身坐在那裏。 

49壽子比隆太小兩进，枸趲溫柔。沒有兒女的棵故-她和谨太一樣疼愛透子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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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生女 c 

透子奔上前去•.把 抱住壽 子放轚大哭。 

「伯娘，怎« 辦 ……怎 ® 辦 ……」 

透子嗚咽 着喊 些無* 義 的話，耳邊 W 到壽 子喃喃钿語的話時 ，心與 大感 II 

驚<- 

r 沒事的•透兒。伯父快回來了。別人可能會墜你的伯父絕不會做出那 
般失敗的亊。他是不死之身。埂在正準鎘回家哪！」 

透子不由抬眼望 看獬 子的檢。她的領上沒有淚痕 ，睜 眼凝視某個空間 ，嘴角 
浮現一絲激笑。 

獬子小相！ 5 丈夫的死。不，縱使 * 巔疚《知道 ，心裹 卻拒絕接受 事實，藉以 
支捭自己〃…： 

「那 51 不一定。即使》通人坐飛機 •# 定總有遇到爨外的時 候！」 
e 到身後傳來別人的 SHE ,透子驚两地回頭。 
i 名四十多歲的婦人，站髮染成金褐色，在蹲子對面坐下來 C 
輪廊深銳而冷艷，細小的身體裹在銀灰色的昂 *： 和眼褢 ，第 一印象是親屬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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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奔喪 o 

r 阿隆奸時常誇口•他絕釣不會出銪，不會遇到意外-這捶道理怎能說得過 
去？太有自信的人 m 飛機•以再世事都在自己的箪掴中，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 
了。危險對任何人鄗一視同仁•公平襲擊的哪—•」 

女人用刺耳的金屬 S 和®特的抑播路鋼滔滔不絕。 

「 S 飛典本來就比普通玩慧危險。作爲企業的縝導人，其實不應該輕«的関 
着私人飛機亂尺。假如他有想到，萬一自己有什«意外時将會殃及大家的話’他 
絕對不舍去冒險。我不知向阿降哥忠吿多少次了 …… j 

對於拥個滔滔不絕的||舌5•透子有一股衡動，很想大 S 打斷她•不然就塞 
住耳朵。 

到底道個女人是誰？ 口口聲聲叫「阿隆哥」，還傲慢的說「不知向阿隆哥忠吿 
多少次」…… 

從「阿隆哥」的叫法，透子*地朽所醒覺。 

她會不會是除父親以外的另一名常務 fit 攀 m 轵彌榮子？ 

現在想起來了，在起人的守*賧式上•她坐在公司董事的位子上。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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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無 . t 中瀨口說 出的話也在心 頭浮 t c 

r 彌榮子原本是銀$俱樂部的媽媽生•曾是起人叔叔的 m 婦。後來起人成爲 
公司 的麻煩人物•她立刻見風轉舵，搭上了(%太伯父-社長受她迷怒，提升她 m 
董事，最後擊 h 常務*事席位 哪 ！ j 

也許覺察到透子輕視和抗議的視線，彌榮子依然嘴巴不辏人地喋喋說道： 

r 簡單地說•阿隆哥也許不是經營者的忖料。這點个容分辯。他敗事太優柔 
寡斷了。想想•白藜家的男 r 全都有點瘋 ««* 的血。就說起人吧！他是百年雜 
得一見的天才，卻死得那 6 不 M 面 …… 阿 !% 苺說他是自作自受，現在他自己 
也…… J 

走廊上傅來人的動靜，透子求助地望一望。 

傲暗的空問裏出現一個瘦削的黑影，靜悄悄走進來。 

長髮、高奂梁、粗眼眉。眼眉下面的深凹眼發出銳光，形状美好的薄脣•尖 
尖的下顎，容猊囅着西歐色彩。 

起人叔叔 —— 

大槪是败蔘。权叔巳經死了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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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子*地回過神來’睁大眼 W 。必須沉着.否則 « 自己也砷智不淸了。 

S 彩來到房間 入 P 站 着不動。覘棵在獬子、透子和彌榮子身上馒慢轉 一圈。 
「說白藤起人死得不«面的是你'<|?」 

他用奇異的平 stt - g 問彌榮子。剛才她那把金囑似的嗓5大银薄出走聍？面 

「誰有資格批評別人的死法？速你自己也不知道什 K 時候會怎樣死去！|_ 

彌榮子居然 SR 似的沒有開0反《。 

r 那穠死法適合不適合自己 • 只有死者本身知道。至少我想我父親會知道。 
說不定現在他正站在《間 • 嗤笑着你 IPI 5* 留在》間的人琊！」 

I ;到他提起父親 > 饲 . 那遙遠的 -* 再* ae 在透子眼前。 

他是那個殘忍地推毀沙城後 . 9 R 也不回地離 M 的 ft l ? 少 ** - 白* 秋人。 


£卨杜長白*隆太的密#,於*外發生的第二天 A 月十四日下午一點 a ,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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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家附近的赛蝠寺擧行。 

他的遺體於十 I •日晚上九黠多•經由富士五湖警署的殮車送回來 。第 二晚守 
S 。十四日密葬。預定兩早期後在靑山甯場舉行杜葬 C 

五月卜三日以後•多 H 的啃朗突然«蜓-天色陰» •刮起强風，不時下着傾 
盆大雨。 

假如天氯早一天爭壞的話太伯父可能斷念•小去飛行……透子重樓想着這 
個念頭。 

名義 t 是密葬•其實盧麻的幹部和交易客戶的董事都有出席，場面非常盛 

大。 

下午三點出殯。 

涛子抱着隆太的骨灰•人 in 從火葬場回到善蝠寺時 ，恰 好六點鐘，， 

其後在寺院的後面客艷単行聚《食 • 包括死者親睃和盧鹿關係者.大約三十 

人 O 

親®方面，包括喪主苒子、-一弟副社長興二夫婦以及出嫁的兩個女兒和家 
人、起人的長子秋人、千野宏夫婦和透子等等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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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是常務董事市原彌 f 、她的季市 ® 光夫嫌 ’ U 及從白蜃作所時代 
置。|之 1®. SW 成額外和 ㈣ 再 I 

面。 liif - iii*pi 4— 、判—铳 

g _li • 1— 一 t / 

這 fssi # 明 S ® BK 蠢要了 •祭综來會什 e 人繁他的位子？ 
1将0下一任装 .1 E 代— 的能力 f 1.、„ 
大家§ 一名五十 wi 年故人的死.加上失去他的悲 ®. 蠢了動搖3 

—uMg^E •一间 I • • i— 工。 

• £ ii — 人。 

S 高一族 • 是否被不祥的命運附身？ 

ilpy -. 11 . ,1 
日後的樣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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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二今年五十一 ：《 •樣貌很 fss ! 太’外形窄强’馅體來說比%太小了 一圈。 
他活用了在銀行工作的經驗，主要負貴處理黎務。有關企業經營的便《•外界的 
批評是他沒有自己： E * 見•大致上聽從*太的見解去败.， 

爲了® E 大家對於他處理大咼的勛搖-他把話埋集中在隆太的蕙外詳博。 
「««)«社收到通知.乃是《天 t 卞十點四十七分的亊。調布機場的事務所 
打*的電話。恰 W 我在公司•所以時間記得很清楚。於是我立刻趕去現場 I 」 
聚*以前須要表示 I K*a •於是興 ' fiftf I 次«外的淸形。 
r 我抵達現場=四十分鐽«,運蠔*常設的 . ft 外调*委貝 t 主管調査官等人 
才來到=他捫立钊拍《現場明：：片，檐 2 E *!» 的* H 各部分，着手査明厣因。他們 
* 備在拥 II 住三； KS ® •進行 *« 调査。我也个泮地致電充當捜《«部的富士五 
湖#一署，詢問裡過《形 • J 

r 調査有 W 進展？」市职光探前身*問。 

彌榮子的兒子市厣光•年方 _ 十四五崁’托母親的®光’就任* 高公司 宣薄 
部次畏的位子。油光 **!£ 的«額下•败了 一剷金邊眼两’處亊爲人不夠圓滑的年 
輕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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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還沒淋到決定性的結論，畢琀鱿如當初推測的•晚料箱內因結霜 Ifn 引起故 
陣的樣子。」 

「社畏本身不是有跟控制塔通訊，表示可能是結筘嗎？」 

「是的。通訊錄音带留在控制塔内。」 

r 換句話說.®於不可抗拒的力黴造成的蔥外？」 

「是不1:不可抗拒的力 ft 造成的，有供今後的调 t 才知嘵。」 

當然每個人—關心意外酱車的 I - 目前收到的造，巳從興二口中轉述 

次起初爲了向他表示软 . t ., 人們也 M 耳恭 W . WI 後閜始上菜吃餐，問圍開始箱 
竊私語了。 

透子一個人坐在#近走晒的位® =父親跟公司的人坐在£ .母親在奮幫 
忙女職負 M 嫌系水 o 

透子很想進去|1绔幫忙，可是身心 « r > 覺得疲«不堪，連跟人講話也覺得痛苦 

雔受。 J 

前天早上隆太從調布機場打電^來的轚昔’似乎已經是很久以前的車，蠆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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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在耳邊復甦 C 

說不定，自己乃是控制塔的管制官以外，最後一個跟他 
記得自己說過：「今天運是別飛 r!J 
爲何不强* I 些阻 It 他呢？ 

)^話快結束時’ @太說：「可能在遇到起人— T 」 

太不 IlslliriglsIIfiggigig !。* 
男—喃 II .不知 if 覺間佔摊透子的—。 

眼&不 Mfijtenu 擎.見—在 I 的 #1 霞上.沒— 

_%食物 Ais • II . Iisl _ 去的 

前天傍晚•因白#;£人 S 外的出現 . 打斷了子神譯典专 
「連你 I 也不—装1^1。1|7|。 

私事 f I ’潭一時不敢 f 。 I 反而 S 他—1 •反過來質問他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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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是起人的 itE 秋人吧！起人過世時，你在外國 ia 遙自在’聯辂不上’急 
死興二啦。結果 e 不及參加喪禮對不«?到底你在什*地方？4_ 

起人死後幾天，秋人才回@ ’彌《子«孩在過後的法亊^遇見他’說話語琪 
卻«問陌生人似的冷*無淸。 

r 起人的晚年過得很寂寞-你胲留在身邊 PS 陪他亨是。到氐在外國救什 S 來 

着？」 i 
對她奄不客氣的 SW - «人《若罔閬，沒有回 s , H 是不 ii 煩地《緊菅頭. 

又消失在幽暗的走栢與。 

;—秋人一定是聽到®太的*竓才 e 來的•不會馬 h 回去外國-說不定他一直在 
徘®，追*遙一 ja 的少年時…… 

透子臻地產生一股 (*!» •很想跟上去追人。但她終於忍耐着 • 趙繽坐在 
W 裏 . 

今天又聽到彌榮子到處繞 «£;•»# 是非。 

昨晚守«之後，天亮時彌榮子先回去自由之 fn 的家，換了一件沒有®紋的喪 
服，左手無名指上嵌若一«別致的黑珍珠成指 ，¥•!: 十點左右又出現在西获的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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藤家。 

透子的喪服於隨後跟來的佐知子帶來換上 ，所以 一直留在西荻 ’幫壽 子接待 
來賓•發出守 * 的通知等等。 

「這《«指？阿隆哥送我的呀。他說 wtt 在鋇座的珠寶店發現這®罕有的笔 
珍珠，》動的買下來-還 K 一定很«台我 *! 這是阿隆哥慣有的作風•我也笑納 
了 •想不到這 8 快就戴在手上參加他的 《«.:… J 

* ; ^的金 VSS 又 (9 進透子耳朵。坐在秀間中央的彌榮子 • 正 在向 阉圍 的親 
友嗓嗓不休。 

r 說不定是起人*畀寂寞•把哥哥叫去陪他 r 。」 

re 說他 r 兩兄弟 SW 很好……」 

「對呀。比曾通兄弟的好上|倍喲。 R 子和小弟•年齡相差一大® ’阿 
II 哥十分疼愛起人的哪！對於二人來說，都*英年早逝，尤其是起人’他是不折 
不扣的天才 s ^ 

這些話會不#« 怒秋人的神經？ is 子迅速巡視 118 限成 3 形的《桌 。果扶 ；不 
見 秋人❶ 






誦控期間’秋人一 ia 靜坐在親友之 w - 從火葬場回來後，好缑只是來到房問 
門口，轉眼不見人影。從他的表情和動作可以看出’他不》歡跽大家在|起。當 
他沉默地坐在那裏時，願然是個異霣的存在。 

幸好彌榮子那番話沒有被他》到…… 

受到過分*擊和悲哀之餘•透子的心比鉛還遲鈍，奇抄地十分在意秋人的情 

褚。 

r 那是很久以前的亊了。大家 K 年吗•公 B 1 也是草釗期，，當時我在銀 * 開店 
敗生 *, 大 K 是 I 九六八、六九年肪後吧！阿 S 哥把起人帝到店裏……」 

薄榮子的 st 突然中斷。她的位子和透子在同一排•其間 ni 着好幾 ® 人 ，透 
子無法直接看到她的檢。 

發出一串奇異的呼吸聲後-彌榮子又我下去。 

r 那時阿 ® 哥三十五六歲•起人1不到三十 . 阿逢哥說’起人不久以後就 

會有了不起的發明 . *«的將來有領於 a 個天才硏究家的 t 能…以及他的…… 
對不起，失瞎一下 •：•： 」 

61彌榮子突然站起來•走—子背後•出到走廊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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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那懺細的身體穿着緊綁綁的貼身喪服，走路時雙手輕微擺動 ，似 乎在平衡 
身體。左手的無名指上，引起話理的黑珍珠在閃閃發光。 

其他人以爲彌榮子上洗手間，沒有發覺異樣。 

透子卻有所感覺，下 . t 織地站起來。 

彌榮子推開盡頭的.道門。那是無人使用的空房間 n 
彌榮子走進裏面，關—門。礅續在畏長的走廊往前。 

透子跟上去，推開那道門。 

彌榮子在長長的走廊 - U 走肴。太阐 W 下山•左手邊的寺院照出樣锿的燈光。 
石燈賄髡了燈，燈萷開着不知名的紫花。 

彌芡子在走廊旁邊的轉角《«穹，0步_點凌故 c 

9 T 9 T 曲曲的走廊還在雄榷。面向挟窄的中轻途中，一名穿喪眼的男人®自佇 
立在那裹。 

秋人 —— 看到他的側檢，透子蛵蛵嘆息：， 

秋人緊潘眉頭-抿緊嘴角•凝砷注蜆鞋院的»暗。也許滿强子被父親和伯父 
的死佔據•竟沒發覺女人們走近的腳步«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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彌榮子的步伐愈來愈不規則。 isfm 換糊煳的 3 d 起，走廊深處有個洗手間和 
化妝室之頌的小垮間。 

難道彌榮子覺舟不舒服，想到別人》不到的地方休息一陣？ 

可是•眼看彌榮子走到秋人後面兩_£步時•秋人同時似的轉身過來 ，突 
然彌榮子的身體搖搖欲筚。 

向前仆倒的彌榮子很自然的想捉住秋 人 •秋 人糸忙 伸前雙手扶持她。 

可是支持不住，彌榮子的铉頭摊下 • t 身攢落，陏面倒在地上。 

「伯母！」 

秋人和透子同時喊答，»上前去。從左右窺望那張笔在地板上的小瞼。 * 色 
異樣地呈赤里{色。 

秋人搖凴彌榮十的肩耪•伸手貼在她的額頭上。 

「非常熟……」 

「眞的 ？ J 

透子也握住彌榮子的右手，感«到她 R 常的熟《。 

「必須馬上叫翳生—— J 透 f 的話沒銳完，又再吸一口氣。「有血——」 




秋人的視線也濘在透子注視的方向。 

j 彌榮子的左手癱在走廊上 C 從她歟蔚.^珍珠的無名指根部|帶’ j 條血痕商 
到地面。 

r 她受 i « 了 ！ j 
r 怎會在這個地方？」 

血淋淋的手指 h - ,直 S 兩公分的 * 珍珠 ，看 起來好像發出說不出的陰隳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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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十六日，星期六下午兩點 鍬。 

面向靑梅街道的茯汴 5 署典•署 ft 、副署長 、刑事 猓長 、刑亊課主任等四人 
齊集在署長室內。 

從十三日起開始的連锞禺兩終於過去，今天宛如初1一般陽光普照。 

「今天中午接到監察 BW 院的報吿•向各位簿述市祺彌榮子的解剖結 果。」 
昨晚碴班的刑事主任若尾副9部一邊看紀錄•面說 。 

「市頃彌榮子’四十五叆•盧袖公句常務董事。前天在善 I 强寺爭行因私人飛 
掙失亊死亡的白藤隆太厣任社長的密#時，她也有出栴。當喪螬結束，開始聚餐 
不久的傍晚六點二十分左右，她突然離黹•在走廊途中®闵，當時有兩名白藜家 
的親戚目睹一切 。 J 

彌榮子即刻被救*車达去附近的并草 B 院。跌倒時幾乎失去蔥識，而且發高 

埦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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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懞持續 了！ 整天的高蟯和 .tlt ill 濁-於五月十五日下午五時濘止呼吸。 

「根據主治 B 生的意見說-她的病 m 跟敗血症的症狀十分相似，但有幾個可 
疑點。特別是當 S 院收容時，病人的左手無名指手背的根部流了一點血。雖然觴 
口很小，可是翬倒時扶起她的兩位目擊者-以及救 (» 隊負也發現了。換言之，她 
在失去 t : 通最倒以前，無名指巳經受海了。」 

若尾從記錄簿旁邊放若的 fs 爿 K 取出一隻砹指•然後瓶在桌子中央，大家都 
看見的位置。 

r 死者於那天戴若這個黑珍珠畋指 • 海口恰好在手指接觸的部分。經過 S 院 
凋査結果，發現白金农指台的內側有個小突塊 ，因 而推測突塊擦觴手指的表皮， 
造成出血的海口。不饉如此，邇在道個农指上發現奇異的東西。」 

其餘： 一一 人探前身趲 • «峴那顥大珍珠 o 

r 鑲上货石的哎指台下面，有道細小的陳 W 。道個成指亦不例外。那個空間 
嚕滿軟資似的東西，就像使用薄薄的蠟 W 塞住的形迹。可想而知，隨着體溫使蠟 
溶解後，襄頭的軟資也流出，然後從 mp 浸人腰內。 H 生憑這點發現市原彌榮子 
的死因可疑，所以通知本署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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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尾昨晚已跟署長取 f 9 聯絡’將通 H 轉送去 K 察 K 務院•採取解剖楢施。那 
隻戒指也 aK 體一起送去檢査。當然 * 先取得遣族的箱«。 

今天上午進行解剖•若尾前往大塚的監京 B 務院-從監察 S 生 口中問 到剖屍 
結果。 

「解剖結果如下。」若尾抿«嘴脣練投向纪錄簿。「從*口驗出了 M « 子 
白； y 。《指內側還有少 *« 入白眨的軟資留下。 KK 方面從症狀來推 #!• 認苒不 
妨斷定市頃的死因是中 S 身一 J。J 

「 M * 子白 s ? j 副署長 fisis 個*不憤的名！£。 

「關於這點 . 作爲法 K 學敎授的 E 京 B 生曾經辱求同大學的生化學敎授協 
助 • a 才作出以上的結論。——所 nKR 子白 S , 乃是製 i&MK ff 油的蓖《«子 
痍所含的蛋白8毒索。》說是世界上五大劇毒之| • S 性 £?!)• 極羝最就能奪 
命。它的*性特 a 是投藥以後至少經過十小時以上才慢漫發作。此外 ， M 麻子白 
It 的中毒症状是 S 冷、8高熳、 * 撤®濁等.路敗血症的症状酷似。 J 

「致死1:是多少？」署長問。 

「!«體重一千克的致死1是笨： S 零三毫克的樣子。*如《重五十公斤的 




69 


人-致死 8: 就是一點五 * 克。通常 s « 子白 * i 是當作白色粉末收存之故’勝說等 
於用挖耳勺的先端舀一勺的分 *。 J 

r 市®彌榮子的«重是多少？」刑亊課長**部插喁。 
r 監察 B 務院計算過了。」若尾得 ft 地回答。「她非常 S 小， R 有三十九點八 
公斤。》咋四十公 fr 好了 •她的致死 * 是一點二毫克。不過 .M 麻子白抚的致死 
a 因人而異-投藥時的 HR •也#影 *» 力的樣子。揀說因睡眠不足或受刺激而疲 
勞的話，更少霣也足以致命 。 J 

「無論怎愫，只要把少許的 *• 溶進軚資.然後逾到《指內測•鲛非不可能 

的事-對不？」 - 3' . 

署長說着’首次搶起《指，移近眼睛和頻窺看。 R 有珍珠般大石和台之 
間有道縱横 I 公分、*五米 a 的空 M •內脷《着《似軟資或乾蠟的東西。 
此外，那道跟手指接«的白金台一部分’仿如倒«般突起。 

署 ft 嵌進自己的_指。«指 R 能戴到途中，但他已 K 起盾尖’馬上拔出來。 
他的尾指中間巳有擦過的 ffi 痕。 

r 原來如此。若是長時間戴 * •不斷地搴》手指•也 n 最後就會出血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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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換句話說 ， 雖然有點痛，但是並非不能忍受。如果雄禳戴下去的話•蓖麻 

子白杬的劇毒就會從海口俊人體內 . J 

r 我想’今後有必要向死者阕圍的人錄取 n 供了。酋先我要發表一些愚 
見 —— 」若尾用天生喜愛窮根究理的箝调表示意見。 

r 五月十四日早上，死者戴着迢個呋指離開篆門。就如署畏所言•雖然覺得 
有岛痛 • S 是撤續戴下去。可是到了滂晚六點多，她無.?譫的按了 j 下戒指，海 
口裂開了。通常退時會把玫指退出來，然而幾乎同時的開始發高燒，覺得不舒 
服，可能想作堪•於是起身去洗手間。當然在這以舫巳挥發埔•不過 I 直强忍， 
直到喪 ft 結束。後來忍受不住， & 刻離席•結果在走廊上®倒——我想經過情形 
應該是這樣。」 丨 

「說起來，毒藥從戒指造成的钿澉高口浸 Aflf 內而致命的事態，實際上可不 
可能發生？」壤衮部似乎不太理解地問。 

r 不能說完全不可能。市県彌芡子是因 M 麻子白^中$而死，乃是不容分辯 
的事實。雖然無法斷定她沒有樫由口忮喝下去，可是從手指的海口皮入而致命的 
想法並不出奇。這是監察 K 生和生化學敎授的！致見解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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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保加利亞亡命作家，在倫敦 


發生過。.一 

若尾把亊件梗«記》在簿。 

- ^00 

n 賴 i 回 ㈣㈣ pirlIr 

米厘的小白毒。—蠢用菜住的小孔•—在 B 內雲時 • i ® 東西就 
裏出來。後來很快判明 - sli 子 —。 J 

JS ^ S ?!4 Tli 的—中’忘 人物被 I ® 中 1 S ° s @ F ® attx «玟 
i # 件一 k • I 內取出受 ®? 白翼金 1 。 I ， i 子白 i 
S 8 tm ^ 使用的奮’許多文歙也 w 引用 1 賀例。可能本 f 手讀势才模仿 

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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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尾初次使用 「 w 手 」 I 飼。 

?nn:'Ji」illi 。證？九—刑—長’說—有東北地 
ufwioJ! 。「我不覆市 K 彌季栗是女間謀’但若這歲段案 S •祀手何 
以選揮如此— jjtirs 手段？大 S-R 篮1不蠢利落？」 

anf I ■ II 析法 •：••• 」？：窮霞— 

頃 9* 驗 tint 司說。 

「具«8地說，怎樣的立場？」 

「呢……若尾一時窮於 S 1 S - S 不出來。 


& i 「 M 麻子白杬乃是世界五大劇*之 I • *性猛烈無比’其中包含製造 M 晓籽 
@1? 。蜃油的用—泛•用作 i 用油—料 I .可想而知’ 
這些工廠—— s - 菜羞 I 棠料。大 e 上 .1— 雲的 ® 
性會比 — I 性 if 1爲 I .篇篇 ftaus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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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倍 ，等於 肉毒杆菌的十诹倍。換 3 之，一點點 ft 就足以殺人了。」 

荻窪努署刑亊主任若尾副菁部發表剛刚得到的知識。阇圍有 H 名召集前來的 
男女， n 出惶恐而意外的神 m 聽他的《見。 

五月十七日•星期日中午過後。地點 是 B * K 自由之丘的市原宅， 四圍籠罱 
着沉痛的氣氛。 

靖緻的板»上掛着黑白味幕 L 一樓的檐間»出賴蚊香的味道。 

盧高投份有限公司又失去一名死於興常的* 事。 

彌榮子原本與白藤家族沒有血緣關係•但是她跟隆太和起人的關係早已傳了 
出去，最近讎然像一家人似的公然出入•於是造成一 _印象， r 她是白藤家的一 
負 J o 

彌榮子在隆太密葬的會場 * 倒，還未恢愎惫激就逝世了，而且死因又是無法 
以蕙外解惲的不自然死法。 

世人猜疑，盧商一族會不#遭受不祥的命運_身？ 

於是盧髙的幹部們盡1:不鋪张彌榮子的喪禮。 

解剖後的遺髖达回市原家，於 K 月十六日守霣•第二天在家裏舉行密葬。 



74 


然而幹部們依然無法阻止 S 保出現在會竭，到附近排徊査訪錄®口供。 

到了十七日早上， af 方認爲彌榮子的死是谋殺的成分居高-於是在获窪鬌署 
設立捜査總部。 

* 氣風發的若尾副*部於密始的|小時以 M ,造訪彌榮子的治 喪處。 

死者的親 K* 乎全 «r> 到《。若尾在衆人妬疑的税綠下提出要求，請興 I- 副社 
長以及彌*供時在身邊的甬名进人到別的； e 間聚*。 

在座的毎個人都唉色《* •經過 一 *«« •結果足五名白*家的親®集台在 
玄關旁邊： E 小*間《0 

若尾在此簿述彌榮子的死因，推 S 提及有關 s« 子白杬的毒性。 

他的話®人*得亊件的**性 • 祖且 SB 引出合作性的証詞。況且■他 e» 
向外人陳 w 自己的*見和知 a 。 

「故此•天然毒多數具有非常强烈的《性，但是不容易大置生產，不會廣泛 
上市 - !« 說多用於間謀戰。只要*一少* « 足 wfie 目 W 人物 致命！ 」 

接着他又引用了九年前發生在掄教和巴黎的暗殺事件，後來發*沒有必要， 
中途打住了。 



他用舌頭潤澗下臀，巡視一下阳圍的人。 

I 我們不是 * 疑市取女士有間諜的檐疑，不過認爲有必要調査一下她的背 
?現在想當面向諸位 S 5 敎的是市 g 女士置倒之前的 W 形。因爲 S 麻子白 US 的中 
毒症狀必須蓮 I 段時問才會出現.在那期間 WM 她的1,可能潛審命 
案的線索也說不定 。 J 
「……」*人焦語。 

r 從火 i 再回到善«寺以後，主 f 你 In 幾位陪在她的身 邊吧！ 」 

電？興二的妻子春 u 、 S 畜香以5彌榮子的雄播 S 士子三人。 
i 子利用地 i - K 的分•從 i 的 Kif i <,1 s 事 - 

intll 的職位 。 f M 始菜篇 iil 一一。 

聚 K 時 - K 榮子夾在興二的饔子和女兒之間•娘1在 i ,正好說出她們 
之免的»妙關係。 

三人聽了若尾的話•有點緊張地點點頭。 

「她的樣子從什 ® 時候粜得占怪 ？ J 
三人看來看去•結果由春江代表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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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也不太淸楚。彌*子就如平日一樣 Bis 喋喋不休。不過後來回想| 
下•她看起來很疲好«不時粗聲呼吸：：：」 

r 還有似乎不太有胃 P •對了’爸爸不是在背地 K 夹她 • K 她大吃 ffi ? J 二十 
七歲的阿番添 I 句。 

「街，當時《乎沒有學茌吃*西。我也有 K 奇怪……」 
r 她是否很介*戴戒指的左手無名指？」 
r 有一點。」三人 W 時》頭。 

「她不時用手《勳《指•不過當她*着軎歡的《指時 • « 俞有這個勛作的 。 」 
「她特別炫 CWS 黑珍珠戒指似的’從早上 M 始就一直*識它的存在。」 

「原來如此。因爲那是她的9« ’所以你們不太在*吧！她於十四日天亮時 
先回家 I a •渙了衣服’戴了那個《指再去白*家的樣子 。 W 是幾點左右的 
亊？」 

若尾尋問不太 M 口的富士子。年杓二十四五*的她，看起來比丈夫市厣光大 
幾歲。 

r 我不知道。 j * 士子冷淡地銳。 r 因 S 我和外子住在八 S 的公寓大《 ’沒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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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奶住在一起 。 J 

「原來這樣啊。那你奶奶一個人住在這裏？」 
r 是的。不過•有名鏺點女 (» 毎星期來五天。」 

「那人今天也來了嗎？」 
r 當然，剛才還在《房幫忙。.一 

若尾覺得有必要向那名女餹錄 U 供。如果彌榮子是一個人住的話，想要全面 
挛握她的生活就蘸了。 

突然發現 .1 迈點跟起人的淸形十分酷似，不由得產生輕激不安和焦薄。捜査 
上转手的不安。 

「回到戒指的亊上。在善福寺聚餐時，彌榮子女士的左手無名指有血流出 
來，有人留意到嗎？」 

S 個 …… 1 _ 

r 談到戌指的話题，她頗爲感«地表示，那是隆太先生的禮物……」 

「假如那時流血的話，我們應該發現枣是……」 

這時-若尾才轉向另外兩名坐得稍遠的男女。 





「白藤秋人先生和千野透子小姐吧！聽說彌榮子女士在走廊上 * 倒時，你們 
恰好在身邊。」 


「千野小姐，你爲何亊出到走啪？」 

r 也不算什®事……」透子一時不知如何措詞。「我看到她突然離席出去的背 
影，覺得有點異樣，好像身«不太舒明……」 

「0步很亂？」 

「大《是的……」 
r 手指有血流出來？」 

「她最倒之後，我才發現她戴玫指的左手下面有血流出來。」 

「當時•你已經站在走廊了吧！」若尾轉向秋人。 

「是的。」秋人用低沉而険鬱的8昏說。 i 困太拘束了，所以走出去抽堙。」 
「你能記得淸楚她暈倒時的樣子嗎？」 
r 是的。翥她來到我時，我才回城轉身去……」 

秋人簡潔地說明當時伸手去扶她•但支持不住她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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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我立刻發現她在發高埯 。 j 

「你幾時留慧到她的無名指出血？」若尾問。 

r 透子小姐比我先發現的，她銳 r 有血 j 。」秋人用尖銳的眸子深深注規透子。 

透子點點頭。 

「联來如此。換句話說，彌榮子女士走到半路時，《口愈來愈痛，而她一直 
忍跗，直到出血爲止才支持不住。你們兩個是最先發現她有異常的人。今後如果 
想起什麽，請務必通知捜查 e 部。」 

秋人蛵輕頷首，他的眼睛再一次移向透子時，透子覺得一股說不出的緊張感 
软然湧上心頭。 

自己和他共同携有'個事實。同時見証彌榮子的異變發生。接著，透子發現 
另外一樣亊實。 

起人叔叔之後是隆太伯父，然後足彌榮子相遒死亡，連磧的不幸令人陷入悲 
哀裏……可是，透子覺得自此以後，自己的心開始以別的節奏呼吸着。 

得悉隆太的意外而趕到西荻的傍晚•在走廊上出現一道瘦削的黑影時，利那 
間以爲是起人叔叔。 



80 自從那天開始，透子比平常早镅 • K 來的瞬間，心裏因某種的預感而顫抖。 
那是什麼？ 



彌榮子的遺«火化之後 • 骨灰從火葬場带回自由之丘的住家，接着«行頭七 
的法事。 

其後是餐俞。鼗然己成憤例•可是毎個人都不期然地想起隆太密葬時的不 
幸。這次會不會又有什®發生？ 

人們被莫名的恐灌捉住。 

公司 和遺族方面都希望盡快結束喪禮。因此，不少人連餐僉也不吃就想離 

開。 

透子的母親佐知子拉拉她的黑裙子衣袖。 
r 透 兒-你 想回去就回去吧！ 」 

「媽媽呢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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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廚房方面人手不足，我要 @ T 來幫 SC 忙。 J 
「也好。對不起！」 
r 回到家裏-好好吃！8柬西吧！」 

II • f 的| 了下來。佐 - s 子擔心她的 i 。 

透子離開彌榮子的家，走向東《練的東站。 

剛剛暗下來的天空 M 始 S 光閃灤。 

«道起人和*太也*成宇宙中數十《個分》的星鏖中的一個？ 

一個人時*得莫名的 S 寞，不期然地想起田久保嘵那張八字@往下垂的狯 

來。 

降太的惫外8生之後•一直沒見過阿嘵，而他隔天就打軍話到家裏找她。 

在閑靜的斜坡旁邊找到蕙話亭 • a 子走上前去。 

阿#的家 s 在山蠢的1市•他在東京千代田藍查的大*■附近屢 

子 o 

將近七點鑊了。假如他沒有出去败療嗛的話，應該在家。 

「我盡量自己做飯。因爲媽拽時常把米呀菜呀濰肉全郁寄來給我。不吃就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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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.總是*得內心歉疚 。 j 

阿曉常常這樣說。他的老家是專*格農表 庭。 

WHI 裘去阿 ® 的祭。 ® 裘呼— . TI ’對方拿 

15 SM 在同時.背— I 窣 . W 在 I 亭外 • S — 上的男人糞側 
起人叔叔 —— 

透子异息的同時•耳邊傳宋阿赛的「哦喂」 S 。 

上規^2^|靡.|1泛白。他1|的窗框 
S 不起•阿嘵。我有點— 

透子不知道對方有沒有聽見•放下話«躭推 M 出來。 

1 " A 從車窗探 M 出來。「我 8 到你的#影。 如 S 可以的 話 . 想 i 一程。」 
「嗯 . 好-謝謝你 。 J 

秋人爲她打開前座的电門。 I 迅速纘進去。她蓄到 .秋人早就知道她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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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裏了。 

汽車音 響飆揚着 輕柔的音樂。 

「你住在那兒？ j 車子開動後，秋人問。 

「中目黑 C 在目 * 道和玥澤道之間 C 」 

「那麽出到吕黑道就行了。」秋人立刻打出右轉的指示燈。 

「你長年住外國•好像很熟悉東京的地理嘛。」 

「這||是我住到初中的地方也猜得到。況且，家父死後，我回到日本也 
半月了，毎天都有到處跑動。」 

「這是你的車 ？ J 

r 怎麽會。公司的車子。興二伯父 m 給我的，他怕我不方便。這是二伯父自 
己選瞒的公司用車。」 
r 邇很新嘛。」 

隆太和興二似乎都對起人的死有所虧疚的樣子，所以才對秋人顯示親切關懷 

嗎？ 

星期日的緣故，沒有阻塞現象，不過路上車子依然很多。秋人十分技巧地擺 



動 M 駛盤。 

「我家在那間鰻魚店前面左轉。 j 透子指示。 

「回去一個人吃飯？」 

「 pg 。」 

r 何不找個地方一塊兒用 98 ?我也還沒吃鈑。」 

透子還沒回答以前•隼子巳經從鳗魚店前飛馳而過。 

「 I 秋人哥•現在是否住在江古田的家裏？」 

「«而住酒店。江古田是家父畏年期居的所在，凌 fIL 得很。而我不習 憤榻描 
米房間。不過璁要找時間整理他的遺物，调而也住一住，1沒整理出什麽頭褚 

來。」 

「大«很不容易吧！我纪得滿屋子都走®和資料。」 
r 對了 •你喜歡吃什《?」 
r 無所謂，什《都可以。」 
r 白金酒店就在附近。去那典可以嗎 ？J 
r 好的。」 



車子穿過目黑 _ 站旁邊，很快就轉進泊店的濘車場。 

「你住在這兒？」 

「不是的。不過，今晚住道兒也無妨。 J 
二人下了車，走向酒店的地下室。 
r 吃意大利餐如何？ j 秋人問。 

rpf. …… 」 

走進微暗的餐醣時，發現輿通十分宽敞 • *壁和天花板上全是七彩的風景 
竇，看起來燈光十分柔和。 

筅輿邊的舞台上，外國吉他手正在演奏。客人也以西歐人爲多。 

侍®引他們到I * 點《趣致紅®的桌子上。 
r 透子小姐喝不喝酒？」 

「啤酒或葡萄酒的話 ，能 喝一黠。」 

「那就叫辛瓶葡萄 ffl 吧！至於菜式方面，我不知道你的喜好，逐一朞試|下 
如何？」 

透子在秋人的說明下，挑了规道不太熟悉的意大利食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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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菜是生火腿和無花果。 W 食走茄汁味的手製意粉。主菜是米蘭式的 肉排和 
眞鯛烤魚。 

冰凍的蔔萄酒嫌來了。 

秋人學起 S 杯 ， a 子也模仿他-然後二人的坏子® 輕»«邊沿。 
r 哎•喪— I 人二秋人銳。「本來我不須要出席市 W 女士的 I 的，可 
是因後—吧 ■ i 在她 i 的利那是在1人’形成必須出席的。」 
r 我也有同感。不過.降太伯父出亊 I ,你不|西获的住家見—了 
*? 那時你說得很不客*哪。」 

「……？」秋人不解地看*她。 
r 你不是說 ’* 也不知道什®時候怎 * 死去«?」 

1啊.我有說過道徵話？」秋人似乎*的忘了。 

ra 句話•竟然在兩天後實現。光 S3 個’我躭覺得我和你都有必要出席她 
的喪|§了。」 

「 I 。好— I 看1的。$ . — I ? 人 e 外 
就是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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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兒是透子的暱稱，非常自然的從他口裏溜了出來。大概秋人記得所有親戚 
都這樣叫她的亊吧！ 

前菜端來後•二人拿起叉子。透子邊吃邊問。 
r 秋人哥，你在外®敞些什《工作？」 
r 噢……败點陶瓷啦。」 

「你是陶藝家？」 

r 沒那麼》大。我在巴黎郊外有間啕器*，在邾II埯！些東方色彩的陶器。」 
r 隆太伯父帶我去過巴黎 • f 到西«的寒布«,參觀過陶器工場，是不是在 
那涸地方？」 

r 不，更南：點的鄕下•一個叫馬瀹的市縝。」 
r 什麽時候到那裏去的？」 

r 去了不過三年左右。我於！九八一年從哥淪比亞大學犋菜，然後到紐約的 
窀子公司工作了兩年左右……」 

說了 I半•秋人有點難爲情地噤口不語。好朦不願 .€ 把自己的私人經歷特1: 
向人表白似的。 





r 然後呢？ j 透子用熟切的眼神 (% 促地。 

秋人終於說下去。 

r 離開公司後•一個人堆搶匹馬到曼哈領亂闖，跟各種關籍和驗業的藝術家 
混在一起，後來就受陶瓷吸引住了。」 

「哦？」 

「總之•大槪是對千篇-律的理綸和計*工作厭沲了，很想用自己的手敗點 
東西 . 」 

「我可以了解你的«思。」透子不知不覺地用大人的語綢說，連自己也覺得奇 

抄。 

「不知幸或不幸’我沒有學父親那樣成爲天才研究家或技術者。於是祭去公 
司的工作，最先是到英 H 去。」 

「起人叔叔不反對？」 

「後來我才從英國寫估吿訴他。先斬後赛•他不得不同意啦。何況八三年是 
家父埋頭研究能源革命的時期，他的魃海中，规乎全部都被那件亊佔據了……」 
秋人在英國西南部的康苹 阐海邊 陶器*學了兩年陶瓷，後來決定搬去法國， 





在巴黎郊外住下來。 

他在馬倫锇建了一個小型陶器* ，迄 今第 H 年 r 。 他的作品逐漸出現在巴黎 
的溥統性展示場所…… 

透子悄悄計算了一下，秋人今年應該二十八歲了。 

鈣食上來後•二人把它平分在自己的*典。敢以置信是第一次在一起用瞎， 
不覺間形成一股融洽的氣氛。 

「起人叔叔有沒有去過你的富場 ？ J 

「不 • 一次也沒來過。我 R 是逢年過》寄 K 卡給他 - «爾彼此打打電話而 
已。」 

r 那麽•叔叔的晚年生活光聚…… 」 

透子 ® 下想問他知不知道起人臨死前兩三年，過着酗酒和吃安眠藥的生活的 
念頭。 

r 我和他都是男士•即使是父子也沒什《_通。」 

秋人似乎知道透子想問而沒間的話•有點寂寞地礙視眼前的空間。 

89「我們彼此虚张《勢-不壤灼方瀟穿自己的弱點 C 在電話中，我 R 知道家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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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研究進行順利，再盖一點點就耵大功吿成。他一直强網只差一點點，反而使我 
覺得懷疑，但是又怕他碰锘太多•覺得還是不要見他的好，免得挫折他的鬥 
志。」 


r 說起來是我不好•我太不 W 心他了。假如阓圍的人向我透 S 多一些有 W 父 
親的状況就好了。他去世時，我在西班牙旅行•也許靳絡不上。其實只要問問家 
父， ». 該可以馬上找到我的枒辂地址和電話於 K 的——不，大家一定 Is 爲這是我 
雄獲自己的藉 口 •因爲我是一個在外 H 任惫放《了十多年的 人。」 

秋人搖搖頭•將麵餘的葡萄酒：飲 rfn 盡。然後平靜地說： r 現在我想設法知 
道多一點家父生前的情況。我想多了解他一點。這是我目前唯一能敗到的 
亊……」 

秋人®抑惑情的淡然態 * •反而使透子心 Rtt 受。想起意志旺盛的起人，袞 
放磊落的隆太，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。 

秋人一直沉默不語•直到透子將手帕收回皮包爲止。 

「透兒，咱們的親戚們似乎不太賊惹談起家父的事。包括隆太和興二伯父， 





以及你的父親。每當我一提起他-大家就很坐立不安似的，不然就轉移話題•然 
後跑掉。」 

r 那是……大槪太痛心了 吧！ 起人叔叔死得那麼孤《，我想大家都會有自责 
的念頭。現在說起來 •* 太伯父多少該負點賁任。無論作出任何重大的決策，好 
像都是大伯父一個人決定的嚷！」 

「這方面的事，我也逐顯了解到的。」秋人笑一笑，檢上表情改變。「今晚我 
m 你吃飯的理由之一，是想可能你俞比較坦白的將家父的亊吿訴我知道。希望是 
快樂的回*。我想從你的談話中追*家父的笑瞼。」 

「沒 W 題。 j 透子又哭又笑地銳。 r 因爲起人叔叔一直對我出奇的呵護備至 
啊！」 

「他對透兒！定會這樣的。」 

r 我念小學二 三 年級時，你不是去美國的亮中留學《?其後的起人叔叔在研 
究之餘，不時抽空带我去遊樂場玩•不然就吃冰淇淋……快樂的回遘太多了，不 
過-其中有一個特別®下的深刻印象。」 

91 起人死後，透子曾經多次回 * 邾件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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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 I 點也不知道-銳不定那是自己在他的人生經 K 上 《 到的最 S 重的部 
分 . 

「記得是念中三的秋末，我在銀座後巷鹘然遇見起人叔叔。我和朋友看完室 
展回來的路上，走路去新撟搭霣車……」 

一九八 .一 年•透子念中三•起人孩是四十二歲了。那時新研究停滯不前•起 
人的容貌開始«着頼發的彩子。 

可是郓時他穿者期身的西裝，跟-名三十出頭的美貌女性走在一起。 

遇 t 後，透子馬上想離 M •卻被起人拉着；起到餐 e 去。 

三人走進一間氣氛沉靜的俱樂部。 

起人喝醉了•最後握住女人的手說出道樣的話 - 

「透兒，這個女人很快就會從我眼前消失。我們分道播鑲。但是透兒，你好 
好給我記住，我們的 8 魂絕對+俞分 M 的。」 

那位女性有張溫柔的檢，服裝《索 C 她•直畎默低頭垂 «?. 起人的話，終於眼 
淚盈睫，沿着白晰的險明 mR , 而下。 

透子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-看到成年女性有切身之痛似的離別之淚。 





星期日的晚上，获窪霣署還在召開氯氛緊張的捜査會議。從璁瞀察聽派來的 
十名探負也加入會讓。 

r 首先是報吿 M 麻子白呒的出處。」 « R 的湛駔斟警部第一個發言。 

「根據負貴剖屍的監察 B 生和生化學敎授的蕙見，研究蓖麻子白呒的原料到 
處都有。使用 MIK 子的場所主要分再兩煩。一是各大學的 B 學部、農學部、理學 
部、藥學部等生物化學敎室•其中萬麻子是作硏究用。另一個場所是以蓖麻子用 
作原料的工瘢•或是公司的硏究室。我 In 今後的捜査方針，首先是逐個地方撤氐 
調查，看看 M 麻子的保管狀態•從業 A 的背後關係，以及最近有無帶出外邊等 
等 。 J 

聚集在會滋室的三十名捜査關係者一同點细表示明白。一旦捜査對象有了限 
定，大家的呼吸聲也輕鬆點。 

「不過，這裏遇到幾個麻頌的問題。」瀑原似乎想破壞樂觀氣氛般巡視一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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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㈣ 麗 n 限—如 

bust 料油？ •用途十分 w 泛。因而使用的工® 一定會比雲中還 


• L 

f 此外•據說對藥學和生化學有 多少心得的人，可 1 UM 其 «5 lil^^gl 

ssiIurli- 1|^”_| 11 I 

lMfieMSS ° T 」—— 人•就 II 」抽 

了。」「££^|和常。大盖用 g ■可想而知， ® 於—的|必1略 

r 不僅是 w 子•蜃？霞本身也不會太虐密保甚 
空板對黑驾1太過漂.假如子慶也 f ^ 
” I 一樣。 I . !祝當作窒粉末0存各 ㈤ 
夠’有人擅秦出外面也沒人知 I 。」 i 脣君要一點點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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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回溥來嘆息«。看樣子，從 M 麻子白朊的出《査出兇手這條路不太容易行 

得通。 

湯原副警部坐下之前說，無論如何•當前的捜査方針是逐一查出蓖麻子白杬 
的存在場所。 

在署長的 ftt 促下•刑亊 課長壞 曹部接着站起來報吿 e 
「接下夾是有關行兇時使用的里|珍珠呋指 I 那是受害人從前兩天死亡的重 
髙公司社畏 白藜* 太手中接受的 饋皤品 ——J 

身高一八 o 公分，有外國打里風采的壇警部用慢吞吞的東北口#發莒0 
r 在這之前騁說道件亊的包括死者的兒婧和女餹-以及公司好些成負，當天 
的餐會上死者也提過。 

關於隆太先生贈达成指給死者的時期，則是去年十月左右。在公司的創社紀 
念宴會 h , 死者戴着黑珍珠农指出現•還向社負吹嘘那是社長达的幢物。在那之 
前沒有人見過黑珍珠戒指。因此，我 fn 集中供 I 點在去年九月至十月間，到銀座的 
珠寶店逐一査詢。因爲好些钲人記得死老說過，那是隆太先生偶然在銀座的珠寶 
店看到而衡勦地霣下來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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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« 人輕輕點頭•好*在 ffi 促他講快一點。 (8 
「 I ,位1座大街的【南十—一珠 II 承 —elm 
出的 was •甚且記得 K 太先生 nH 時的情形。我 fnIf 他査過底银•原來是去年的 
sr «卜、 QaaawlKiWFSi 。！他和名！女子| 門 S — 的樣子，後— 
的來了 ’他們 i 進到店內•女的貢了一 i 石成指。之後降太先生的視 S 留 
在里一珍珠上 • W ® 非常老 •** 了下來.用私人豪付款 i 把珍珠成指收進自 
己的口袋*走——」 

r 假如裹I了 • slif |了 二 
轾丫®®搜查 H 的話，壇驚部苦笑•-下。 

「此外’白藤先生似乎很 SS 珠寶送給女人•時常光額『南十字星」。 

每大都不一樣，店典的人全都知道他是 2X 痛公 H1 的 ftft 。」 

「那麼’戍指的出處就可以1了。邇有，關於白金台內側的突起部分- 

署長 ^^階§ ’我用繁裘的照片.後來 棗到出農店時•我把賁物帶 '* 
了。店長和畜店負要定 i 店的 I ,至於白金台的突起部分，他們矢口 € 


對手 


•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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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那是本來躭有的損*。不過’很可能是手巧的人利用鎺鉗或小銼子之類的切® 
一部分的白金-效成那樣起找刺狀的突槐.…：」 

「換句話說，《太先生亊先败了手®……」 

什麽人在小 S 低筘 ，壇 af 部稀罕地立刻反® 了。 

r 不會吧！假設是他在玟指 t ss-* 了 M 麻子白 ?i»IM« 害市® 女士， 他當然 
不會*人知道《指是他送的。 t 先是她第 I 次載《指時，》該會有異變才対’可 
是在去年的創社紀念窭舍上•她誼沒有特別改《之處。當然 • 假如他在過後才效 
手0則月當別論 - 」 

「我看》竟走 I 開始抚败了手 0 才《。因爲把吹指送給她之後不容易敗手 
0 ……不過’我想不是送禀西的主人政的。 J«R 來的 B 部插入 .* 見。 

「這樣說來•我們得集中*點在*時、什 * 人在戌指上败手0才是。」署長作 
出結論的話。 

«警部 ffi 續說下去。 r 我想是受害人的近身人士-或是有機會接近她的人政 
的。兇手有辦法暫時偷出那 S* 珍珠’製造金*的突起物 • K 在陳縫間塞 A.Mlt 
子白 K, 然後又把成指放回去。黑珍珠乃是法亊或正式場合才有機會戴的* 西。 






假設兇手決定在五月十 11 日隆太的葬 if 之後行事，表示兇手期待她金戴黑珍珠出 
席葬禮 。 J 

「#不金在更早以前就做了手腳？」署》問。 

「當然也有可能。 Msi 子白： W * 先溶人軟資裏•塞進寶石內側的陳 a 間•再 
用薄薄的* R 封起來的樣子。可想而知，«指被收存在®餽箱朗間，一直保持那 
鑪状態。當她戴上《指 •KIS 使 *« 化，因手部昀震動而使裹頭的東西開姶溶 
解。另一方面•對兇手而首•她«時死都無所！5。只是事先®好手 B . 等她戴起 
來的機會。這個想法也說得過去吧 ！ J 

「再進 I 步討論.問 8 里什®人能》暫時把*指》出來软手® 了。」 

「M 於道點 • 資 .5 査受* 人身邊事 淸的 若尾君《吿 一下 。 J 
壇* 部把 SS * 交給 a *» 下若@698 部。 

r 有關受害人的家 S 環壜和日常 生活， 査訪結果報 吿如 下。」 若尾用烧理分明 
的語調說。「受害人市 ® 彌榮子，從兩年前起*居在 S . S 區自由之£。在那之 
前.她跟長子市原光住在一足•後來他結 r 婚’啪後八異的公离以後’變成她一 
個人。不過，有位六十五®的女《枝塚常 - 一«期去她家 K 幫《五天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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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個人住？」 

「是的。因此她生前的生活方式不容螃笨握。她每天搭公司指派的出租汽車 
到丸之內的公司上班。阿常嫂在职則上從遇一做到遇五•下午一點做到傍晚七點 
左右•幫忙打描洗衣，必要時準 M 晚鈑的樣子。向她的兒媳夫稀及阿常嫂錄取口 
供的結果，首先知道彌榮子很离歡邀捅客人到家裏。不饉是遇末•連平日也愛請 
工作上交往的對手到家裹喝酒長聊。好堠是各褕人物鄞有，頻頻出入的撗樣。」 
r 必須撤既調査彌榮子的交友 W 係啦 。 j 

r 我想是的。這裏，讓我轉述從阿常嫂》來的一段極富暗示性的話。」 

若尾等大家都很慜》理的留 . t 時才脫下去。 

r 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共假期，下午一點左右，阿常嫂如平日般去自由之丘， 
彌榮子還在寢室睡覺。 e 說她在前！天到熟海參加高中同學的女兒的婚蠼，留宿 
一宵.第二天弔上才回來。阿常嫂開始收拾客《時，不久彌榮子就起身了，說出 
一番奇抄的話 。 j 


r 她覺埒寢室窗口的鎖被人開過，似有人到過的迹象。原來那個窗口的鎖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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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靈光的•只是形式上的鏔住。後來留 *. 到 r , 發現巳經鬆開。她懐疑昨晚不在 
家時有盜賊來過。於是二人在 MK 檢畜一遞，沒有什®東西失去。彌榮子把收在 
寢室壁橱中的首飾箝窣出來檢査，也沒失去戒指或其他。結果當作是彌榮子心理 
作用，沒有報 S 。第二天，她躭叫人來家裏修好 W 個鋇頭了。」 

衆人«竊私語，紛紛討綸那番話的《歲性。 

r 其後，阿常嫂在寢室裏吸罐，從牀 e 下找到一支男性用的黑色粗網筆。發 
現時是二十九日過後幾天•也不淸楚是什*時候掉在那裏的。不過•她肯定在二 
月氐換地氈時並沒有翔篆的存在。檢起來看時•發現筆軸上刻着金字的姓名。」 
衆人吞唾液沉默之中•若尾即興奮又沉重地說下去。 

「那個名字是白藜起人。」 




r 透子……透子！」 

在校舍的瞰下走着的透子聽到叫》•濘下來回頭看。唂噠嗒噠地奔過來的田 
久保嗅進入眼簾。短播衫牛仔褲•腋下挾着 xld 簿，走路的姿態依舊是膝蓋 IT 曲 
的老習慣。 

r 透子•怎樣了？叫人好擔心。」阿嘵走前來後，》起八字圃說。 

自從五月十二日隆太出亊以後，阿嘵隔天就打電話找透子，可是一直找不到 

她。 

r 對不起。其實前天傍晚，我從電話 <<—」 

透子想起那天電話接通後•邇沒說什 * 就忽忽忙忙掛斷的亊，慌忙噤口不 
語。她覺得那天的情形很難解 ff 。 

阿曉看出透子含糊其饲，假裝不在霓地問： 

「市原彌榮子的喪禧結束了嗎？」 




103 


「昨天在寺院典舉行正式丧禮……」 
r 那就吿一段落了。」 

「可是『命案 j 刚 BIJ 開始哪！而且沒有兇手的盾目……」透子憂愁地說。 

阿曉望望手表。 r 透子，有沒有 課？」 
r 已經結束啦。」下午只有 |電 言箱 學。 

「那就去喝茶好嗎？」 

「 pe OJ 

初夏的陽光«滿校团•來來往往的學生看起來0步悠閒。運動場上溥來尖銳 

的喊聲。 

「是不是有探員來問口供？」 

r 昨天到我家了，前天»行密葬時也問了很多 。艷 爸爸說•他 n 也頻頻出入 
公司。」 

「深員問些什*?」 

r 主要是問我彌榮子伯母暈倒時的情形。問媽媽時，則是問她知不知道最近 
什麼人跟伯母來往密切。」 





r 報紙的看法是說，兇手可能是彌榮子近身的人。」 

「兇手是個«1以暫時觖出黑珍珠、下了 #、又把戒指放回她的首飾箱的人 
物…」 

r 她的首飾箱摒在那兒？」 

「聽說摒在寢室的坜櫃興•沒有特別收在保險箱。」 

二人沿若懸鈴木夾道的林蔭大道走出校門時•阿嘵提議去.間叫「愛利加」的 
咖啡專門店。 

r 假如單純地想，她的親政或《人最多»會接近她。」 

「除此之外，懸說她很好客•時常 £ f 不冋的客人到家興。她之所以喜歡» 
鬧，可能是太寂寞的緣故……」 

透子想起彌榮子那强焚*的檢，不由一陣心痛。 

「戒指的毒藥是幾時安裝的呢？」 
r 這點成爲最重大的問理……」 

其實，昨天傍晚探員又到家 K 來，使透子心裹產生恐懼的疑惑，而且有沉重 
的 S 迫感。 





^道件事還沒向新聞界發布的樣^ f . —你知道嗎？昨天刑»向媽媽問起起人 
叔叔的事。」 

二人不由自主地在「愛«加」的巷子入口站住。 

透子接下去說：「他們問媽媽•在起人叔叔逝世以前，有沒有跟彌榮子伯母 
恢復交往的迹象……」 

「费方向新聞界 I 1. K 的是什«事？」 

「聽說起人叔叔的播筆掉在彌榮子伯母的林 & F 。」 

「什«時候？」 

「女《在五月初找到的。不過摊銳一•月在換地氈時沒有發現，表示是在那之 
後掉的。起人叔叔是三月底死的，距離 • 一月莰有二十天左右……」 

「那支鋦筆還在彌榮子女士家裏？」 

r 不。女鱅檢到後，瓶在林邊的小 / lt 。费察«她說出來後，在屋褢四處找 
過，好 * 沒找着。」 

r 這樣的話……會不會是彌榮子又還回給起人先生了？」 

「刑笮也這樣認爲。換言之，這件事意味着起人叔叔去世之前，二人起碼碰 






106 過兩次面。一次是叔叔在她垮 《 神了阐筆那天 ，另 一次是她把銅筆歸還給他那 
天 I 還有一件怪亊。摊說四月二十八日的晚上•彌榮子伯母不在家，可能有人 
聞空巢。不過警方認爲是她心理作用。因苒沒有遺失東西，玫指也沒被偷……」 
二人走到咖啡室門口時•折門正好推開，濃濃的咖啡香味携鼻而至，同時有 
三四名學生走了出來。 

r 咱們先喝杯咖啡再說。」 
r 好 。 j 

透子喜歡妓很多奶油的雄也納咖啡。阿嘵通常电牵_或£山咖啡。 

阿嘵的手很自然的繞到透子背後。 

就在那時，背後 * 起輕快的喇叭《。 

透子覺得®內一陣閃電的感覺。就在那•利那，她已知道那是誰的車子發出 
的喇叭聲。 

透子戦戦兢铳的轉過身去。那隻择畏的手又在車窗上規則地敲着。 

秋人輕輕側一側頭，深遼的眼睛往上凝蜆她。 

「記得你的學校在道一带，隨鲠彎過來着看，沒想 01 的看到你 c J 




透子覺得滿臉通紅，在秋人和阿嘵之問看來看去。 

「嗯……道位是田久保曉君，商學系三年級學生。道位是白藤秋人先生，我 
的表哥，職莱是陶藝家。」 

秋人輕輕點一點頭，嘴邊浮現一個不算和»的澉荚 C 透子還在吃驚的睜眼望 
住秋人•沒留意到阿嘵的表情。 
r 待會……上那兒去？」 

r 回江古田的家。剛刚接到获淨5署的電話，要求捜査家父的住所。當然得 
到我的同意•而且需要我在場。 A 是緊張。」秋人說。 

「搜查叔叔的住所？什麽目的？」 

「對方提出各 S 理由•璁之我答應 r 。假如這樣可以消除疑惑的話，更是我 
所希望的。」 

透子不由點點頭。 

「因此我要趕去江古田。假如透兒能夠在場的話，我想更有( I 値。」 
ril 値？」 

r 家父的住所依然保持生前的狀態。雖然整理 f 一些，但我離家多年，也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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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出頭緖來 C 家父過著怎樣的生活方式-那些遺物比較 # 重•縱使鹜察問起來， 
我也不能作滿意的答覆。因此希望透兒也在場……」 

透子想•自己也不了解叔叔的生活方 式呀！ 不過 ，口 II 卻說出 |番連自己也 
驚訝的話。 

r 好•我陪你去。我也想看1起人叔叔住過的地方——」 

( 2 ) 

從倒震蠢阿#1他們離去的身影，莩不由在心 wfli 詞：對 
不起，因爲這個理由不得不去。 

«察到起人家進行家宅搜査。所謂的緊急亊態，相倍阿嘵會原諒自己的行動 
吧！希望他不會受》才好…… 

看不見阿嗅的影子時，透子才 W 口對秋人說： 

「前天晚上，謝謝你的軟待 。 J 

「那兒的話。达你回去以後-那晚我典的投宿白金酒店哪 C 準筛一直住下 





r 江古田的房子 …… J 

「正如剛才說的•邇沒整理出什®頭緒來，況且這個黾期開始，有位法國朋 
友在銀座的1軺舉行陶醯作品桟。我必須時常 n 面幫忙……」 

一個念頭像冷風般突然掠過透子的心頭：秋人摩籣在日本待到什麼時候？ 
r 你有聽說有筆的亊吧！」秋人問。 

「 PE 。 警察是否想在叔叔家把它找出來？ J 
r 大溉有這個目的吧！也許還想知道別的……」 

白®起人臨死前住過十幾年的家•位於西武池袋繚江古田車站以北數百米的 
住宅區一角。溥統的木造雙 V 房子•庭木相當茂®。 

由於沒有車 ® ,秋人把車子勉勉强强地泮在大門和玄關之間的空地上。 

「轚察邏沒到的樣子。」 

秋人拿出門匙•打開玻璃格子門。 

起人的家有 •- 股令人緬懐的期特風味。 

秋人先進去，拉開走廊邊的谀簾。接近初 X 的黄昏，沁人的涼風吹了進來。 






r 透兒，你不是時常來這裹玩嗎？」 

「直到高中爲止。秋人哥•你也在逭裹住 過吧！ 」 

r 我念小五的冬天搬來的 。在 W 一年家母病逝’我被寄 養在蹩岛圍的祖父 
家-家父覺得 ia 裏比較靠近•所以從 0 白 E 撤遇来 。 」 
rKesls 有 » 回*了。」 

了—「去議之 s 大 II 住 ri 。當 i 母阐 f 不久 i 父天天去研究 
所——回來.我常：個人在家， I •很少快樂的回？ S . 自己的 
芒家 ffi 是懷念的 e J 

然後他 I 子 1— 去 W 。#下 了兩間 相連的 WS 米房間外，還有法國式 
窗子的客 IB •客人的 Is 埽 . | 個衣断房 M 和工 人房。 

§薄上有~間洋室 . 兩閣和室.似乎用作起人的—和工作室•毎個房間— 
滿害籍和資料。 

二人沉浸在回憶舆，不覺時問雜過。 

就在這時，玄關溥來宏亮的呼 S 。 
r 打攪 r c 我們是获窪警《的人 I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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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人和透子從樓梯下來時，四個男人 e 描睨掉硅子走了進來。一名穿西裝， 
其他三名穿着藍色作業服，戴着手套。 

「麻頌你啦。」穿西裝的是若尾副 II 部，向秋人打招呼後•發現透子•有點意 
外的瞪大眼睛。 

透子在彌榮子家錄口供時見過若尾-所以涊得他。 

四名探負分爲兩組•：組上二攥•若尾那組從樓下的客褰開始捜索 C 
秋人上樓去了。透子在樓下，鵰遠地旁®若尾等人的動作。有時拉開装飾架 
的抽靥，有時窺望桌上時鐘背後，忙得不亦樂乎的樣子。 

從客鼸走進去•進到夷铀的»房。睡房旁邊的隔門拉開後，有個小小的儲藏 

室。 

剛才沒留慧到，這裏也有很多 S ,還有轼作品之®的計算機和機械零件，擠 
成一堆。 

穿作菜眼的年蛵探員擠進小小的空問逐：檢査。 

若尾從後面指示什麼，探負柊動那一山的 窖。 

原來書堆後面擺了 一個木製的小畑饋。遠遠觀望的透子也有意外的惑*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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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手套的探貝用手拉開從中間分開的兩窮門。 

裏面襯了四個十公分左右高的藥瓶。 

他全部拿出來，带到若尾舫面的桌子放下。 

四個之中•有三個瓶子是乾的，有收一檗粉黏在玻璃瓶內側。剩下的那個瓶子 
的底部装了一些白色粉末。 

若尾搖動一下。粉末有動。他打開瓶 fi ,嗅嗅味道，擰了 一下頭•跟探負四 
B 相投 C 

r 叫他來一下。」若尾說。 

探負點點頭，忽忽跑上二僂去了。 

不久•秋人跟在探員後面走 f 進來。 

「白藝先生，你對這個藥瓶有沒有頭播？」若尾問。 

「在那兒找到的？」 

r 番本後面有個晰懨。在那裏找到的。」 

秋人驚訝地望望翊 ffi ,好像第一次見到的愫子。「我不知道那邊有坜櫃。因 
我還沒動手整理這個房間。.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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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千野小姐知道什 S 嗎 ？ J 
「不。」 

「那«,爲愼重起見•能否瓖我保管迢個？」 

秋人瞼色略帶蒼白，凝視那個裝 f 白粉末的藥瓶。 

「也許只是普通的防 fl 劑。很遺 W ,我本身分辨不出是什*。」 

(31 

家宅捜査前後花了三小時•始終沒找到那支刻了姓名的鋼筆。 

若尾把那四個藥瓶全部疳走，作 n 最大收棰而退。 

秋人和透子疲俺地坐在客艷的沙發上。庭院己被夜色包圍。 
r 他們在樓上仔細地査君 f 家父的記錄和圔形類’那些全是硏究資料，結果 
無所*的樣子。也沒問我什 ®。 J 
r 問題就在那隻瓶子而巳 。 J 

透子想起在車上時，秋人說過 • S 方除了找網肇之外，可能還有別的目的。 



114 想不到…… 

「那不是普通的粉吧！ j 秋人笑著搖搖頭 C 一旦亊先預測的念頭變爲事實，總 
是雄以 S 信的表情。 

他揚眉望望*上的時鳙。六點五十分了。 

「轉換心情•去吃飯好嗎？肚子餓了吧！ j 秋人說。 
r 好。在這之前•我想看一些柬西……」 
r 什麽？」 

r 起 • A 叔叔的相簿。刚才找到 * 瓶的裹•不是播着四本着相簿嗎？說不 
定裹面有那一位的照片……」 
r 哪一位 ？ j 

「前晚在酒店的餐鼸輿，我提過從舫在銀座遇見起人叔叔，跟他在一起的那 

位 . J 

在銀座的俱樂部喪，起人搌住女人的手喃喃說道：「透兒，你給我好好記 
住，我們的靈魂絕對不會分開……」 

那番話一直深深刻在透子的賊際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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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中三的透子而言-那是太過刺激性的台詞。 

那段期間，起人軎愛閱！ 5 堀辰雄的小說和中职中也的詩。他 I 方面是電子學 
的天才研究者，一方面有文學靑年的浪漫氣質，一度使透子爲他傾心。 

當時起人喝得相當醉了。透子相信-那番話包含了他純潔的眞情。 

「這樣說話也許對你不禮貌 —— j 透子很自然的用大人的語氣對秋人說。「起 
人叔叔不是在學生時代跟嬸母結婚的嗎？可是自她病逝以後，叔叔沒再正式結 
婚……」 

「噃。」 

r 取而代之的，卻跟許多女人親密來往……」 

r 不妨說淸楚些。」秋人苦笑。 r 我也聽到不少有關家父的惡評。他的異性關 
係近乎嚴調。尤其最近四五年，過著傾廢的生活，跟風月場中的女人氟搞關 
係 …… J 

r 說不定其中有！位是《心相愛的，躭是我所遇見的那一位……我覺得那次 
叔叔對我留下的一番話•可能是出乎闺波的銘心回 * ……」 

「假如眞有這麽一段美 K 的回憶-我也想知道。」秋人平靜地說。「記得你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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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念中三的秋末發生的事。即是五年半以前，那時我在紐約，無從知悉了。」 
r 我對她的印象很深，迄今仍記得很淸楚。」 

r 如果有照片留着就好了。我也想一邊看相簿•一邊 K 你敍述你對家父的回 
tf. 。」 

秋人站起來•輕輕扶著透子的腕蚜，穿過(%暗的客褰，再向 II 頭的臥室走 

去。 

起人生前就睡在這間房的拥被牀钴裏。三月二十六日早上•隔天來的鐘點女 
傭發現他的兄在桷被裏。據說當時阛圍敝亂著成士忌瓿、玻璃杯、安眠藥的 
瓶子、煙灰盅和堆積如山的烟褥，以及外行人看不懂的數字和記 W 。 

現在當然收拾整齊了。林墊旁邊播了一張紫壙木桌。桌子和泛黄的描榻米上 

潰了一墙薄鏖？ 

想起起人死去的光景-透子忍不住閉起眼睛。 

秋人抱了四本相簿出來。 
r 是這些吧！我也想好好看一遍。」 

第一本是起人小時候的照片 。父 母和少年時代的隆太、興二也在裹面。 



117 


硏 敗 


女 


第二本是 i 典片。赛起人—學一 i . 跟一名|一一| 歲的高 ® 
同—婚。同 I 年秋人出世。——垄 Id — 一一蠢高班 
r 秋人哥的母親好漂亮。1_透子由衷 a 歎。 

溫柔的綸廊•長 ft 的®毛•眼眸又*又亮。 

的 S «* A 1 以前的蒸年代排列.而悬上拍昔期.其 ii 得鬆 

is 

她再跑近 ifi 看一次右«那强檢 • *!# 

「缴極了……我想就是她 。 J 
秋人也探前去看透子所指示的女學生。. 

「這般年輕？」 


_ »勖悸„ 


r 當然比我見到她那次年輕得多：：：那時叔叔四十| 


1*, 對方看起來三十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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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的樣子。年齡之差不是恰好嗎？叔叔是念完兩年研究所之後當助敎的，大槪是 
二十五歲吧！那時•這位女士可能念大一或大二•…：」 

照片中的女學生有張圓險•眼眸發出健银的光輝。臀形優美，露出一點稍激 
外突的大板牙，予人淸潔的靑春感。 

r 三十多醆的險孔也不 * 有多大改《……我想畢竟是她。」 

透子開始覺得，那位女性的嫌型很 * 秋人的母親。 

「可能還有她的照片。」秋人興緻勃勃地翻閱相簿。 

其他相簿的照片似乎未揮整理•有些只是挾在中間沒有貼上去。 

起人在酒吧裏跟女侍應相倀的照片 C 穿上味館的睡衣跟女人的合照 C 跟艿外 
一個女人在車前靖數的快照……就是沒有透子記*中的女性。 

「也許不是太深交的女友吧！」秋人有點失望地說。 
r 是麼？我倒是覺得相反。愈是重規的對象 ，起 人叔叔愈會保持距離……」 
透子«地發«,自從跟秋人交往以後，自己突然快速成長起來。 
r 還有，假設起人叔叔跟她相撖時•乃是助敎與學生的時代 ，嬸 母不是還在 
人間嗎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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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家母病故時，家父剛滿三十歲。」 

r 至少在這之前，叔叔跟道位女士之間什麼也沒發生過，對不？」 

透子由衷這樣想，不僅是對秋人表示蟓重。起人是因爲深愛秋人的母親，在 
她死後才沒有隨便再娶，她想。 

「嬸母逝世之後，叔叔可能在什麽情形下既那位女士重逢•然後培養了愛 
情……可走又因什麽理由跟她分手了。我在銀座遇到他們時，應是他們最後的約 
會。所以叔叔才會說出 W 些話 I 道個女人很 快就舍 在我眼前消失……」 

透子感覺到秋人從近距離注说自 d 的規橡，突然產生一種錯覺，好像是起人 
在凝規自己。 

也許自己從少女時代開始离歡起人•所以不知不覺間對那個女人產生妒 
「愈是重蜆的對象•愈會保持距離……」 

秋人喃喃低語着。他的手指蛵蛵»一»透子的瞼嗯，拾起她的下頚。他的脣 
輕輕碰到她的額頭，就像親吻的惑* —— 一切動作輕盈無聲。 






在白嚣人的馨進行壤的第二天•音二十星期三中午過後，若尾副 
警部從新宿區的大學回到荻窺菁署。 

署長、壇刑亊課長、《9察 R 的山口*部和湯來副聱部等數人已在捜査®部 

一室等候。 

r 已經問出檢查結果了。」 

若尾從手上的大倍封取出裝白粉末的玻明瓶，播在桌面。 

在起人家的轚«式喵褫》現那個藥瓶後，若尾首先打電話通知捜査《部的專 

案小組。 

壇费部立刻跟負資驗屍解剖市职彌榮子的川北監察 S 生取得聯絡。川北同時 
是大學 K 學部的法 S 學敎授。 

若尾從江古田回來的路上轉去大學’將藥瓶交給川北，委託他檢查那些藥粉 




r 今早經過生化學敎授的檢驗，結果不出所料——這些白粉的確就是 Mft 子 
白朊 。 j 

沉默之後是輕激的嘆患 S 。 

「這麽一來，道個薰味着什®?」 

署長的狯移近桌 t 的玻璃瓶，好*是向那些白粉發問。 
r 昨天的家宅捜查乃是依據我們在道裏形成的一項推論而行•依我的愚見， 
這件事意味着那涸推綸籩得進一步的钲實。」 

若尾迫不及待地開始陳述自己的我法。 

「換言之•這宗罪案有 ft 於一般情形，兇手不是皤*在活着的人 S 中，而是 
經由故人的手在生前安排的結果。不用銳•那位故人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白藜起 
人了 。 j 

r 白藜起人的死很激眇，不知是病死還是自殺哪！」1長 說。 

「酗酒和安眠藥導致心轘袞弱，因而當作急性心囁器質性病甾處理他的死。 
可是他有學者特有的冷傲，說不定他可以正確的推算自己的死 期。」 

「電視雜誌等也認爲是實《性的自段哪。」 



r 那就是在完成實質的自殺前-他所安排的復仇痗前啊！彌榮子原是起人的 
情嫌，後來公司疏速了他，彌榮子立刻搭上降太•最終攀上常務董事之位。聽說 
起人要求硏究货時，她第一個喁反调 。 j 

r 具體地說•起人趄死前，表面上跟彌榮子|1斷絲蓮•到她家輿去時，趁機 
會偷走那隻黑珍珠戒指，是不？|_湯原問。 

「他把戍指帶回家•在玫指內侧下毒败手籾，再找機會去彌榮子家，把呋指 
放回首飾箱內 C 可是第二次造訪時不留心掉了刻上名字的鋼筆。另一方面•一無 
所知的彌榮子戴欢指參加隆太的喪禮•因此發生命 — I 」 

r 在那之前舉行過起人的喪禮，那時她沒戴玫指嗎？」1長喃喃地說。 

「因爲那是隆太社長的01贈品呀 ！ JaR 的费部輕描淡寫地反駁。 

「無論她是多 S 粗心大爨的女人 • 恥不禽败著污外一個男人的贈品參加起人 
的喪 Vi 吧！大家都知道戒指的饋主是雅。」 

r 依我所見’這點不算什麽 SKt 的問埋。」若尾又再得慝地發表他的「愚見」。 
r 對兇手而言，幾時發生薄發亊件都無所謂。縱然彌榮子戴了那隻戒指參加他本 
身的喪禮而死亦無妨，說不定史能速到他復仇的 t 顆。只要彌榮子败上戍指，毒 



性發作，就算達到目的了。」 

壇警部联起眉頭，沉思地說：「假如能夠斷定兇手是白藜起人的話•確實無 
論彌榮子幾時戴邾成指，對他都不太甫要……」 

r 如今找到起人在屋裏藏起 MII 子白朊的亊實•又有出入彌榮子寢室的形 
迹，縱使不能斷定兇手是他-但是他犯罪的嫌疑性卻很高 。前 幾天課長不是說 
過-兇手何以選揮道般迂 ii 的殺人方法嗎？假設起人策轚在自己死後殺人的話— 
那懞迂遇的辦法盥不 a 明了那個推理？ 」 
r 動機的慧圚是什《?」署厌說。 

r 正如剛才所說的，從各《状況可以推測洱出•起人對彌榮子懷恨在心……」 
r 不光是針射彌榮子 I 個人吧！」壇警部自莒自路似的說。「對盧高公司的幹 
部，起人不是同樣懷恨在心嗎？憑他所開發的超小甩電算典等商品，處高公司才 
有飛薄性的發展。那個時期對他當然阿腴奉承，可是一旦他的研究觸礁之後 ，馬 
上遭受冷酷待遇，對他陷入孤濁《廢的生活也視若無睹。」 

「盧髙公司的幹部是些什®人？」 
r 白藤隆太、興二、市啄彌榮？以及千野宏。」 





「可是隆太已經死—」 

署長的聲音立刻被漕警部打斷。 

「隆太是在起人之後死的。」 ， 

在座的十個人，自然而然的把 IR 線集中—險上。 

「你的 « s 是•白 *« 太的死並非 M 純的*外？」 

r 假設大家認同若尾君的*見的話，道種看法不是很自然的產生 b 
衆人的檢一同加人 R 的雲•各自努力回想白蠢太 li 外」^由 

idT - 靠 .！ f I — iil 

「燃料箱內因■而引起故 s 。目前只是道樣明導。」看回答。 

査1會向 w 幟大臣提出一份 11® 。不過那也 

需要半年左右的時 M 。」 

「在提出報吿前沒有公式發布®?」 

「專案小祖應該是設在*士 K 湖 S 1 。」若尾說。 



r 是啊。還不到一個禮拜•也許粗 A 調査 #, 最詳細的情報大槪集中在那邊 
吧！」湯原說。 

「要不要問問看？」若尾回頭問署畏。署丧即刻同1;。 

「壇君，由你去打電話聨格者看。」 
r 好的 。 j 

年輕探員找到山梨縣富士五湖警署的竃話號«•交給瀆费部。 

他潑铕 R 接通之後•先向對方銳明自己的身分，然後要求跟螺锭機墜落事件 
調査的 ftll 人說話 C 

不久簿宋：個洪亮的8音。 

「久等 r 。我是中里署畏 。 J 

「啊，你是中里右京费说……」漕笞部不由喊一 S 。 

雜誌報章上報溥墜機亊件時，提到最先 e 到現場的管轄署署長的談話。 m 到 
那篇報薄時，墩 S 部知道署長就是五年前解決山中湖畔別 S 的和辻藥品會長刺殺 
案的中里右京警視。 

「主管調査官們結束三天的调《後-先回東京了。目前璁部正在檢討階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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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門調査官已經不在這裏了。」 

「不•不一定需要專門負《人。我 R 想知道凋查委員會的見解如何。」 

「這件亊跟市原彌榮？《段案有關連？」 

中里一聽說是获渑警1,立刻察覺到是怎 S 回亊。 

r 坦白地說•目前的事態發展是死者的戒指可能是白藜起人生前敢手®下過 
毐的。因此想到•白蕓9太的 * 外#不會足亊莉败過手腳的結果？我們想知 •! 有 
沒有這個可能性，所以致電 It 教。」 

r 原來如此。」中里的 S 音依然沉著蠓定。「目舫幾乎可以肯定的是•墜落的 
直接原因是機油內部結霜引致故障。 W 於這 K •機師本身在發出求救訊號後這樣 
說過•通訊錄 t 留了下來。琅使本人不說•但從飛典離陸後突然有故潭 的状況來 
看，也能推測出來的樣 子。」 
r 那麼結霜的原因呢？」 

「結笛原因是主翼的汽油箱內有陳罅•由於 91 面溫度比外面高 ，那個空間 m 
了露水。通常飛行之前•機師必須打開活栓排掉埔水。道是 ffi 基礎 的檢查 項目丨 
可是怠慢不败的人居然不少似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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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哦？ J 

r 有些人在結束飛行降陸之後•習 m 上把油箝灌滿，這就不怕會有積水，因 
此省略掉出發前的排水項目。後來的调査發現•白藜逄太也是這棰情形。」 
r 他沒把水排掉？」 

r 從調布機場的其他機師口中瘦悉•通常他都沒有那樣敗就起飛的。」 

「可是，中里5規，緘如所言，假 to 隆太在飛行後打滿油的話•那就 T 怕陳 
罅*水了啦。」 

r 是的。不過從這點產生*種推測，凋査委員俞1沒逹到明確的結論。」 

「能否請敎中里警榥的看法 ？ j 

中里沉吟一下。 r 其中一個推测，乃是上次飛行後，逢太氏違反往日的習償 
沒有加油。玎是馬上被否定了。上次的飛行是這次 * 外的兩個月前，三月十四日 
星期六上午十點到十二點。其後他照習憤到败場內的汽油站打滿油，這件事已從 
汽油站的發货單-^確認 f 。」 

三月十四日星期六。壇5部立刻想到，那是起人死亡之前十 U 。 
r 即是說，那次飛行之後，他也打滿油了。那麼爲问油箱内會有隙罅？還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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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得到其他可能性嗎 ？ J 

「並沒有漏油的形迹出現 C 1就是其後加油有紕漏’沒有完全打滿 。那一點 
點不滿的陳罅產生的結霜。可是篤|¥席的谀器表沒有表示不足的指示，(1太氏不 
留董就離陸了。這锺淸形的話•現在無法得到 St 據啦 。 J 
這回輪到壤3部沉吟。他的語调樂成愼重的 ft 板。 

-會不會是人爲的 6 tI « ? 從；； I 月十四日到五月十二日發生 .t 外爲止 •飛掙好 
淥 '直停在露天的濘«坪裏•任漉都町靠近……不過，我是外行人’無從想摩& 
技術的點上能不能效手籾 …… J 

「我也是外行人。」中里荚了一下。「不過，我再說一遍 ，- t . 外調査委員畚;? 

@出篇。 g — 可能人焉溢引蠢 i 點 • 11 査官查 

詢過 。 J 

「答案是什麽 ？」 
r 技術上是町能 的。」 

「怎樣做手腳？」 

r 說起來很簡單。先把一杯分 t 的汽油排掉-装人同最的水 就是了。這涸情 




形下•燃料器上依然指示打滿 f 。」 

「十分多謝你 。 J 增 贷部由衷的慜谢 一番。 

正要收線時-中里說：「你是灃耷部吧 ！ J 
「是的。.一 

「_才你說，市厣彌榮子的致命之《•可能是白釀起人生前在砹指喪做的手 
籾 。這是怎 麼回亊？ J 

r 昨天傍晚•我們派人到白藝起人故居拽索過了。」 

壇费部毫不炳豫地坦然相吿。道件亊運沒灼新聞界發布•但他不擔心中里倉 
向外部洩漏出去。 

「我們在儲蔵室的 [$ 蔽式埂 ffi 裏發現装了白粉末的瓶子。送去％化學敎室檢 
査的結果•疔定邾是 M « l 子白找。」 

「嗬……即是起人氏的故居«了厍«|子白杬 T ?」 

「不錯。」 

「換句話說，起人氏生前在市陬女士的戍指典下毒，進一步又在隆太氏的私 
129人飛機衷做了手®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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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中里警視，你不那麽認爲嗎 ？ j 

「站在你的立場，單竟會 il 樣想，可是……太不可思激 f 。」 
r 怎麽說？」 

中里右京帑着感溉，酋次表示自己的感想。 

「在白蓽起人的故居發現 MliiL-f 白 2 X 的$藥•我總是覺得不太對勁. 







外 Jgrai 暗斜坡 J 的元 R 布陡坡上•有一 W 不顒著而氣氛乘特的咖啡屋。 

那 I 帘有幾間外 E 的大使館•且是各國 n 交官 fnx 居的所在，隨處可見閉領 
式的洋房。 

那間木造的咖啡屋夾在甬 M 石 a 的磚瓦洋樓之間•乍看很 * 普通住家。 
店子位於從馬路播進去的凹 caa • «栗明材加落地玻璃的明朗設計 ，*# 從 
三角屋頂攀到外！•上部，形成一《典雅 R 格。 

透子小跑步走上前時•見到»在店的的»色保時捷跑車’突然*得全身起了 
波動似的«覺。 

店內的地 16 也是睡洱5«#的《栗明村 • 《大利作曲家雄活蒂的「四季」正在爨 

揚。 

下午-1:點多的薄*天。店內客人不多，秋人坐在》裏頭的位子，向她輕輕掲 



r 對不起，讓你久等唞。 j 透子上前去 c 
r 是不是迷路了？」 

「不’很快躭找到了。你怎知道這裹有道 》 j 問播雅的咖啡室？」 
r 我有位巴黎的朋友-現在銀座舉行個人陶 e 展，他就住在附近。法國人的 
朋友家輿。我來找他，路過時發現的。」 

二人無言片刻•望向玻珥窗外 。 街站人影稀 少。 «而一些光鲜的外國車黾馳 
而過。 

侍®准著秋人的咖啡來了。透子叫7榱也捫咖啡。 

「前天家宅拽査的結果，枕如我昨天在宽誌舆說的一樣。」侍隳走遠後，秋人 
辟酤盾開口說 C 

r 那此1白粉眞的是 Mtt 子白怃？」透子的 SS 1 也沉下來。 

這件亊還沒對外公布❶ 

「嗯。昨天滂晚又有刑警來 ifi 店找我，閗 f 杵多。 !-- 
「雔道 S 方價疑起人叔权……」 

r 誠然是的。他 n 厣本躭是根揀那個疑感—進行捜索的，找到了是*料中 




「怎麼會 …… J 透子不序地重嫌這句括。 

當然我不認爲是父親做的。」秋人斬釘裁瘅地說。「當我除說那是 M 麻子白 
I , 我總覺得貢•接養深切的蕾不是父親做的。」 

「哦 . J 

r 假如家父！ s 的策畫在死後愎仇，怎*可能留下証物在家裹？若把毒蕖狡 
戌指裏-剩餘的®該 SH 掉彳對。」 

「不錯 。 J 

「故意_榜自己罪行的犯罪者很少見。也許有人認爲邾些毒蓁留在家裏，乃 
是家父的犯罪喜。不過我想他不虔2型的人。 W 使有這個基•他會選擇 
更明顆的死雲明自己是自殺的，然後留下蜃.說出復仇的墓才是。」 

r 我、也有同感。叔叔大概無法忍受世人 S 爲他是研究受阻而自殺的想法。他 
的自律心使他不能承認失敗。因此，禹一他想報復的話—」 

透子慌忙 e 口不語。秋人卻得意地 f 4 點頭。 

「就是啊-透兒。假設家父策宙復仇•他絕對不留 II 據，而把謎底留到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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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-完成所謂的『完全犯 E 吧！憑他的頭敝一定做得到。他不會那麽隨便讓人在 
家裏捜一捜就找到毐藥的。」 

雄也納咖啡送來了。二人望着侍應的手部動作。 

「爲何那個地方會有蓖麻子白呒？」透子好«是對咖啡蒸氣說話。 
r ;定是什麽人放進去的。」秋人淸晰地說。 r 不可能是從前就有的。因爲毒 
藥不是家父的專長。|_ 


r 家父逝世之後•爲喪禮和法事而出入那間房子的人不少。透兒也知道的， 
那房子舊了•趁無人時跑進去非《事。」 

「你是說有人潛入•爲了讓人發現而故 . t 將蓖麻子白杬放進去？可是爲了什 
麽？」 

r 最自然的看法•即是某人爲了*段死彌榮子的罪名嫁禍給家父。」 

「這樣的話 • 噬太伯父的意外《是*外？」 

昨天的電話裏•秋人吿拆透子， S 方開姶懷疑隆太的墜機事件不是意外。 
r 怎麽說呢？譬如……」 





r 譬如兇手取代起人叔叔完成復仇，钨了向世人顋示那是叔叔的 t . f . ……」 

秋人吃驚地望着透子。「你 iis 樣想 ？ J 

r 我也不太淸楚。我不是吿訴過你，在隆太伯父出事的前一晚，我夢見起人 
叔叔的亊嗎？他站在風霣之中說： r 透兒，我要送•件嬗物給大家，就是死的禮 
物 。 jj 

「«……」 

「我想，叔叔是在夢中 •* 心靈感!«般把自己的心«簿達給我。」 
r 也有另一«說法。那是因你心典頭讫定家父希望後仇而產生的心理作用， 
不是嗎？」 

「我騄人家說，有些人死後會在親近的人夢襄明現。除我以外，起人叔叔會 
不會在別人的夢裏顒現？」 

r.?J 

r 叔权所深愛的人的夢中……鬌如淺并麗 S ,他也必然會向她簿達什麼吧！」 

r 淺并鼸香 ？ j 

「那位照片中的女學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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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你怎 ] to 道她的名字？」秋人 K 驚的不由大 a 說。 

r 我査到的。從相»大約可以推測 》 出’她 跟 起人权 叔同 一間大 學’叔叔當 
助敎時是；九六五年•她—生。知道|的括.査起來就十分簡 Sr 。」 

白*起人的大學在港 E 西麻布。透子今天去大學的圖*館’值閱了 S 届畢業 
相薄。假設一九六 S 年是在學 S . I - 九六六年至六九年之間畢#的。 

I 不同—的畢#相簿•很快找到她的照片。 

在理講15:六八年單業的理學系化學部學生.名叫《井 HS 。因爲叔叔當時 

r 理學系？那她町能是*忖生哪。不知現在败什9……」 
r 我以舀調査現在的消 .& 很不容8 .想不到很®單的被我探聽到 了。」 
r 向同學會探«?」 

r 對。大學設有冋學#*務局，我去査丫名册。」 
r 連她現在的住岍也奄到了？」 

「S =名册—錄 r 現在的住所和工作地點。據說毎三年一次 
給畢業生*認地址的。」 





透子打開記 事簿 C 

「還有，淺并鼯香結婚了•現在隨夫改姓寺內。地址是山梨縣河口湖町 …… J 
r 河口湖？好懷念的地方。記得初中時去逮足過。那位驟香女士即是嫁到那 
喪去吧！」 

「我不淸楚她是否•結娇就搬去河口湖……」 

透子在銀空俱遇起人和 R 香•乃是六年的的十月氐。《他的語氣， K 香似乎 
準備跟他分手到什«地方去。 

透子聽 事務局職員 說•名册是四年改 11 1次的•於是問他有沒有上一次的名 
册 。驗 員把現在的一九八六年發行的名册，以及一九八二年春作成的名册一供拿 
出來。 

r 一九八二年的名册上•她 還保®菌姓 淺并，住在 東京 新宿區下落合的公寓 
褰。 換言之，相 當靠近 起人叔叔的家。 還有 ，她的工作地點是東洋油脂公司。」 
「隳來是辦公室女郞啊。」 

「 I 定是。也許她在我遇到她那年結婚-搬去山梨縣。」 

「即一九六八年大 學爭菜 -躭®於柬洋油脂。八二年結婚了。」秋人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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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三十六歲才結婚 C 我見到她時’確實是郸個年齡。你覺不覺得她結婚太 
晚？她長得那麽漂亮…… j 
r 也許有個人因素吧！」 

透子 Is 爲那個 r 因索」可能跟起人有關。 
r 我還在1;一點。東洋油脂是怎樣的公司？」 

「_名思 II •大槪是製造油脂的公司吧！也杵製造工業或食物用油、化學藥 
品、漆料等。」 

「果然……秋人哥•記不記得？若尾副 S 部在彌榮子伯母家錄口供時說的 
話。、他說 MSI 子油的用途廣泛•：般工業用油或漆料工瘢等常時備有 M 麻子白呒 
的原料 . 」 

秋人屏息盯着透子。似乎驚異於眼®道位少女突然 之間發 揮了令人 霓 想不到 
的智慧。 

透子也回望秋人的眼胖。心袠漂地說，自從再遇見你.我突然改？。早 
上醒來’頭腦非常’知性和感性«««坩》常》銳— 






星期六下午四點，秋人造 Js is 子的*。 

透子的父親千野宏到公 a ] 去了。本來 a 休二日制 • a 末不上班，現在社長和 
常務®事相繼突然死亡，盧离公時進入非常事®。特別是內定敢下任社長的 
興_,以及常務 S 事干野$ •簡直忙冯連睡覺時間也沒有。 

佐知子在廚房 KW 了掙橡批，泡了紅茶。 

「《的要去嗎？天氣不好’恐怕不容易哪 ！J 

佐知子望望 ffl 外 • 。天空灰#滿怖•强*1不時把雨逋吹到玻璃窗 
上。外面已經 **« 似的暗下来。 

「如果早一點就好了。町*我的法 B 朋友學行的展覽會到今天結束•我必須 
在場幫忙-一直脫不了身。」 

r 明天星期日，我要出黹 * 子的婚《 •去不了。|_透子說。高中同學結婚。 ® 
請透子出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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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下星期我會很忙，只能今天去一趟。」秋人說。 

r 淺并 i 不•寺內 K 香女士 •我無論如 H 想見她•次。然後根據结果來決 
定我們以後要做的事。」 

透子已向母親透玆事淸梗概。她和母現無所•个該。還沒說出來的 R 有自己心 
中複雜昀感淸變化吧！ 

「那就早點出發好了。可能 俞冷 •小心一些。」 

佐知子一且知道無法改墦他們的 - fe . t •馬上衡上二樓，拿 f 兩件毛衣下來。 
一件給透子，：件是千野宏的，當然堆給钬人。 
r 有勞货心。」钬人笑*接過毛衣。 

四點半在門前發勡車子。 

市區内依然交通咀塞•上到中央汽車道時，秋人馬上加快速度。 

「到河口湖也許要兩小時，再找一找地址的話，可能七點多了。」秋人說。 
「這個時間，對方在家的或然率才高嘛•不是嗎？」 
秋人抿嘴點點頭。今天突訪寺內鼸番的家，乃是二人一致的想法。 

過了相摸湖，進入山梨縣後，車道穿過幾個山頂。天色一 J 喑，山耱被雲深 



奇堂 


r 假如天睛的話•從這裏®該可以荦見富士山。」 

男 Ptpdf&'-Bi ’ II 山 —— 

。秋人的 a I 說■他從 Jgwi 到了1,1山.透—由—稱 

巾 °@|1 。莩* IS 地 i 田野菜 II 。田 H 

透子沒把今天的亊吿： sw * 。 

今早也沒在學校遇見他•不知他在東京幹什《? 

從河 a 湖蠢公路出 a 出來時.洽好六涅十五分。 

秋人大略 sis 地臞.往第一=1七 K 公路舫進。 

」1 f I 窝口湖大 I . Ilif 吣 

秋人先把車子 H 個小定場。二人走進對面的咖啡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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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疲倦了吧！」 

「不，不怎 S 累。」 
r 要不要吃點東西？」 

― -1 我還不餓：：：」 

r 休息一下，先把要铵的事瓣完。我在暹裏問問路。」 

遇末的樣故，店內相 黹擠携 。 

叫了咖啡後•秋人立刻窣 着富 士五湖附近的地圖走近柜抬。上面記着寺內麗 
香的地址。 

他向收帳處旁邊的經理問了一舍，不久就滿爨地走回來。 
r 她的地址®該就在道附近。東洋油脂的公司宿舍正好在道一帶。」 
r 喲，問得這《淸楚？」 
r 運氣好嘛，經理的家也是道個方向。」 

秋人的指尖在河口湖南邊的二一一七號和二一 一九 K 公路之間描了一個11困。 
r 其實昨天我打過電話去東洋油脂璁公司，査詢之下，他們吿訴我，河口湖 
東邊是公司的硏究所-所以公用宿舍就建在釅总可以走路上班的距離。」秋人 




「那麼 ，麗# 女士的丈夫也是 …… j 

r 恐怕就在那個硏究所败 亊吧！ 也許她婚後也有上班，我沒說出她的名字， 
怕她萬'知道了提高 s «。」 

r 不猪。我想突然提起叔叔的事•看看她的反绝。 !-_ 

喝完咖啡•他們馬上離開。 

折回一三七锘公路•轉入小路。阑圍完全喏下來了•田野空地上只有兩三間 
小小的房屋。 

「_才經理說•那是五六間相連的排甩 c J 

轉 了幾個 9 T ’又回到 OR 來的地點。秋人很有耐性的賭瓚尋找。透子想 ，睡該 
找人問；問就行了•但是不銳話。也杵男人很少向人問路。剛才在咖啡室問路的 
事可能是例外。 

r 啊，可能是那邊。」秋人說。 

透子礙 B 注硯黑暗的前路。從馬路縮進幾米的位 H 上，果然並立着幾問白色 
的相連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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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想就是 iill 。」秋人很有自佶地銳，把車子開到路邊濘下。 

出到外面時-含雨的夜氣沁人肌 ft 。 透子從車上取出開襟毛衣披在身上。 
r 媽媽猜中了。」 

她把另一件毛衣遞給穿短袖播衫的秋人。秋人搖搖頭拒絕了。 
r 我習慣啦。我是經常半夜時到®外燒*的人哪。」 

他的手還繞到透子肩上•仿佛想庇獲她不受冷風吹典。 

他們沿着排屋門上的名睥依序確認。 

锶共六間，五間 sf> 不是。最後右拽那間沒亮燈 - 只有玄 M 的門上亮着一產小 

燈。 

探前窺望一下那家的名#： •二人同時 rwJ 了 • 》。上面記着「寺內祥平•麗 
香」兩個名字。 

透子突然悸動起來。秋人失望的眺望四間。 
r 好像不在家啊！」 
r 按按門鈴看看好嗎 ？ j 
秋人按了門鈴，等了很久耶不見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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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回他用手 ig 門-间時喊：「寺內太太。有人在家 f 」 

喊了 1次時 • I 的鄰居門打 M 了。由於是墨共用 gi . 大 II 
P 隔壁去了。 

I 名四十歲前後的主嫌打開半邊鬥， H 然宰着他們。 

「射不起’葫問寺內太太是否不在家？1_秋人問。 

「》呀 • 《個時候大《兩公《鄞不在了。」 
r 兩公婆？他 n 兩夫嫌住瑾兒？」 

「是啊•他 n 又沒有孩子。」 

「這®時候-他們二位去了什®地方？」 

嫌人在二人驗上 I . I 拖鞋 出到外 面。 I 尾的長|婦， i 利 

季想地大—益。 * 

r » 不起•你捫是…… 

「啊•我們是寺内«香女士的朋友 ’今天 剛好宋 到附近 •«* 打 ffi fs 申…… 

「那……你 n 不嘵得她丈夫入院的事玀？」 - ■* 
「«!寺內太太的丈夫入院？生病嗎 ？J 






「交通 意外。在中央汽 J 上跟 菜相撤 4了驀•在大月的 i 住了半 
年有多 了。」 

「「mse*s^^65?」。 」®人— i〒 

sfi I话涵。『我不知番不屋1 •:…|她在富士吉 

田的 (a« ^«a# if •繁 1 的。她— . I 忙 

»的樣子•今晚多毕不回來了。」 

「在 s« 败*皸…… J 

. II 

突 ， BI 是她希望知道®多詳 情。 

「好像是的。」 

ppilp.l?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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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後，他才到這裏的研究所做亊。」 

「鼸香女士和她丈夫同年齡 W?J 

透子走胡說的，對方睜大眼 W 搖 M 。 

r 不，丈夫比太太年輕六 a 哪！不過’他們«起來非常 g 對……」 

婦人嘆息-注«寺內宅的黑窗 □ 。她的嘆息 e 起來惑慨萬千。 

「你知不知道’ 《« 女士敗兼*的酒》在那兒？ 」 
r 我 I ? 她說遇名字和 地址。」 

?卜秋人馬上 I •—外 f 。店名韋水—」 • I 吉田市的繁華 
街外。 

二人向婦人感» - »,沉«地回到車上。 

透子感 覺-股 邪》似的疑 ®« 上心 51 。 

<31 

車子再度奔驰在暗沉沉的馬路上。回到河口湖的高速公路入 P 方向’經過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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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急大遊樂場旁邊。 

「前面應該是富上吉田市 T ……」秋人自 S 自語。 

透子在腦海中—試組合«香的軌迹。 

六年前的秋天，三十六歲的淺幷 RS - 嫁給同••間公司的同事-三十歲的寺 
內样平。寺內立刻派去加州的公 W ] 硏修，鼸爯也辭職跟了去。 

記得那天起人道樣說： r 透兒 •)! 個夂人很快就會消失在我眼前，我們分道 
揚鍵…… J 

這些話似乎在暗示醑香離他遑去。 

兩年後回國的寺內夫嬸搬到河口湖町❶ 

去年年底，寺内遇到交通慧外，住進大月的 H 院。 
r 看起來他們是很登對的夫*……」《家1:嫌的嘆息在透子耳邊 me 。 

富士吉田市比河口湖畔的範圍廣 Ms : 多。淬了一陣的雨又下起來 •!? 扛燈飾 
滲人擋風鏡，映入透子的视網糗中，蜗成非現實的映 fft 流逝過去。 

秋人艇禳沉秋地擺動駕驶盤， frfffee 經找到 B 的地方。 

単子淬下來，透子的眼睛移近取窗， 41 到「水芭蕉」的镞寫店名， ® 色的霓虹 





燈半明半滅。 

「1輿離開大街很遠•不盲找。不然從河口湖町過來 S 十分鑪 左右 。 J 
I - 人下了車。「水 e 蕉酒廊」出入口只有一個•兩邊是雙 V 公离 。時 
半，路上 i 夜般寂靜。 

遇末晚上的緣故，除了柜抬 R 有五强長方形桌 的店內，客人 有九成 

的情侶和 證1罢。 

山水菜山 •山中畜畜 p . I ’廉 

r 歡迎光 K -. J 很有成努的 SS - 迎推二人 - 

二人選擇靠鬥邊的®脚凳坐下。 

柜抬內 s 有個 ® 理或保涅的中年人.另有兩名少女。兩名女服務生在客 
人間穿梭’似乎忙得不 IS - M 交•沒有人過—們。 13 
過了 一 舍，才有 I 名女相務生拿着擦手巾«來。 

n ft 髮的女服務生穿紅衣眼，招呼 i . 在一邊等候他們叫 東西的 樣子。 
r 攙水威士忌如何？」秋人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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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子注視女人的瞼。眼影資途得很濃，阆臉’鼻梁挺 S , 口紅好像故 1; 霣弄 
性感似的塗出脣線外。 

年紀不太輕了-大槪三十多歲。 

她向酒保轉逹秋人要的飮品。 

透子從那張因濃粧而*形的面具&下，看穿了厣本是斯文柔和的輪酎，就在 
一利那喊出 I 個陌生的名字：「 91 杏女士……你是不是寺內 K 香？」 

對方定睛望住透子•帶*責鏞的眼神◊然後深吸一口氧，冷淡地問：「你怎 
會知道我的名字 ？ J 

「啊，我們剛_去過府上居太太吿訴我們的。」秋人連忙解惲。 

「哦……你們爲什麼去我家？」 

r 因爲我們想知道你對白藜起人的印象。」秋人照陬先講好的，冷不防地搬出 
起人的名字。 

鼸香的瞬間反®—看起宋好像不嘵得那個名字。 

她沉默地側側頭。 

「白藤起人 5( 盧高公司的經縈家族成 ft 之一 •發明了超小型電算機等熱門商 





品。跟你同校，你念理學系時，他在工學系當助敎，可能你«5過他的課 —— J 
「夠了。我想起來 r 。」陬杏 R 出•絲苦笑 •打斷 秋人的話 。「好像煅近 過世 
了。報紙和電蜆 h 出現他的名字，所以我記得 。 J 

「只有這些？雔道沒有其他私人間對他的記«?」透子不宵罷休的追問。「八 
二年十月，我在銀座偶然®見起人叔叔跟你走在|起……不記得了嗎？」 
r 什麽 ？ j 

透子把當晚的情形說出來。銀座的俱樂部 II •起人捶住 R 香的手說過的話。 
颼香一邊垂睫一邊落淚—— 

r 那晚的事銘刻在我心裏，永遠不能忘記。叔叔過後一定寫信給你，或是見 
過面。在他去世以前•說不定……」 

突然，薄香發出轚 tf 笑起來。阓園的客人紛紛回頭看她。透子覺 mM 香有點 
醉了。 

「別開玩笑。你想到那兒去啦 …… j 

瞰香一時笑得說不出話來，好《覺得十分滑瘩。 

「我也想起來了。那晚是我畢茱十多年後，偶然遇到白藤先生的喲。碰到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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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I 個小時以前。因爲經常在報 S 雜誌上*到先生的險’我一眼就認出是他’上 
前打招呼。然後他請我喝茶•問我的近況。那時我快要結婚了-婚後就去美國， 
沒想到 * 在銀座遇到多年不見的先生，他也覺得是奇遇，興*得很哪！」 
r ……」透子說不出話來。 

「離開咖啡室不久就«到你了。其後耽是你所知道的。先生喝解了 ■* 成小 
說主人翁的心境，*然講出那®的台 ra ! 那時我比現在年®.而且有即將離 
5 a 日本的感«,不由受氣%®染，終於 a 下眼淚。只是這樣而已。」 

「怎9……眞的嗎 ？J 

「什 s «« 假的……你能 a 明我 l«[ss?J 
r 不……」透子無言以對。 

起人的相* SII , 只有一張 HS 和其他女學生在一起的合照…… 

酒保將攙水成士忌«給鼸香。««伸出逾上紫色指甲油的手，把兩杯酒3£排 
在*面上。 

「那 e ,我再*一敎一句-自從那年秋天以後’你一次也沒見過白藤起人？」秋 
人《»地問。 








「當然。」 

r 電話或信件呢 ？ j 
r 完全沒有。」 

r 當你從新聞上得悉白藤起人的死訊時，你怎樣想？」 

「沒什8……只是在大學時聽過一點課而己•不就跟陌生人一樣？ JR 香滿不 
在乎地說。 

「我以爲你可能知道起人叔叔的亊比我們史多一些……」透子坦率地說。 

麗香又用刺人的銳眼凝視透子。 

「你從刚才就說了些很奇抄的話。我是有丈夫的人。請不要說些引人誤解的 
話使我爲難 。 j 

麗香煩躁地掏出香煙來點-轉過檢去噴出畏長的煙。 

看宋她毕 t 喝了酒。透子從她睢上看出一個有長期住院的丈夫的女人消沉的 
生活方式，不由別過臉去。 

r 幾時開始來這裏上班的？」秋人冷靜地問。 

「大®三個月了吧 ！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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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每晚？」 

「除了星期日 。 j 

r 這樣說，四月二十八日晚上你也在這 裏？」 
r 四月二十八日？ JK 香®起0頭。 

「天皇生日的前一天•星期二。」 

r 怎麼問這件亊9 . 不過，邾天湊巧是本店一遇年紀念哪！十二點左右貼 

出休息的吿示稗後，我就跟經理和幾位常客去箱根遊車河去了。最後還在度假旅 
館投宿一晚哪—奇怪，爲什 《 特別 W 我 W 晚的 亊？」 

回到車上後•秋人沒有立刻亮«。 

他取出一支煙•銜在嘴邊•又放棄了。 

激烈的雨聲在車頂上敲得劈里啪 啦響。 

過了一舍，他問： r 你知道我爲何問她四月二十八日的亊嗎？」 

透子不說話。 

「那天市原彌榮子不在家。她去熟海出席同學女兒的婚第二天中午才回 
家。然後發現转室的窗 U 鏔頭鬆了 ，懷 疑有賊進來 W 空巢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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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子也在錄口供時刑警提過道件寧。 

「我想到萬I的可能性，於是問她那晚的不在現場 ffi 明。萬I是她倫進 
彌榮子伯母的》室.偷掉 S 珍珠*指.再把從她丈夫的研究室到手的里麻子白抚 
塞進《指內，第 . I天早上又 tt 回*«的聒，.个就"I以取代家父完成後仇使命了 
嗎？ j 


「可是她回 S 得很詳 ffl 。當然必須求碰 v 能相 e ,我想十之八九不是謀言。 
因她似乎沒有必要败 Ka 嘛。」 

r 代叔叔後仇？不可能的。她連起人叔叔是 atffiffi 不太淸@ 了。叔叔好可 

ts ……」 

r 沒有的亊。他 nHsln 然在銀>?相遇•到 m 樂部喝《而已•沒有特別關 


「就走 W ! 我阐傻.胡思亂想•在叔叔和她之間锔造美 K 的故电……不過這 
樣也好。如果叔叔臨死之前 《_ a « - 段赛魂結合的愛情’也許 S 加幸 ，„ J ……所 
以•叔叔畢宽很可 W ……」 









透子*動地啜泣起來。在銀座遇見的眺许在眼前搖晃。說 不定 是自己 從少女 
時代起起人权叔的嫌故-於是®偷嫉妒她。 

有嫉妒•也有《憬。超越時間結合的*魂。死心眼地追求無結果的愛。 

「我眞的*傻瓜。假如不來找她就 wf 。道樣我 tt 相信叔叔死得何等寂 
S - 相《那個美 R 的故事 …… J 

透子在不住顓抖。秋人的《手緊 》«* 她的崗膀。然後’他的手指捧起 is 子 
的險«0 

「我想家父一定很幸福。他不理會別人的閒言閒語，一輩子投人自己的研究 
工作， 這樣過 了一生 。我想他在 S 間也會高興。因爲我和你是這樣相遇的。」 

秋人用嘴锊纸去透子的眼淚，然後蛵蛵印在她的臀上。他的礪費有法國陶土 
的香氣。 

透子還在顗料 ，* 得魃海铤得一片眞空。仿佛自己的身體也變透明，跟秋人 
融成一個…… 













依攘兩項亊實，市®彌熒子 《« 事件的 * 法大有 不同。 

I是從白*起人故居發現 M* 子白杬 的*。 

二是白 S * 太的®»事件有 BI 能是人爲因 * 造成的 O 
在這之前，「«离 W 」® 落終究被認再是機 W * 外，市哚彌榮子則是針對她個 
人的動»而«害的。 

發展 ¥| 後來 - Kss 署的專 案小組有了新 的見解 。即是懷疑%太和薄榮子都 

是被白篇人1窝 ISIS 。 il 

時間和方法都有可能。 

隆太在 * 外發生以前，於三月十四日《»「盧高 KJ 飛行過•即起人死之前十 
天。換言之，在那十天內，起人可 能趁夜 M 接近序 在調布 機場的 「£高號,將主 
興的燃 料箱打 g •去掉一怀 分激的 汽油.取而代之 的加進 S 的水.導致 結霜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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彌季事件也 一 樣。 .I 她愛人的起人•可能製造藉 U 或 K 她恢 I 係， 
造訪妯的家。從她寢室的首偷走黑珍珠戒指’在《指台內 側注入 M 麻子白 
® - 做好突塊的細級工夫•另外找2把 all 。 

這件亊也有証據。女«在彌榮子的睡林下發現起人的附名綱筆。女 «* 法確 
棄幾時掉的.不過二月 SII 沒有。從二月 ie 人在 三月二 十四日 
身亡的期間.他 f 來過彌榮子家的可能性存在。 

假設是起人的罪行，勦*多半是報 《 ie ! 

然而小組內部有人指出，起人 a 揮的8人方法未免太不明 St 。 他想報《的 
話，大可趁自己在生的日子採取《«了當的手段完成目的 ，问 須迂 ii 嫌彎抹角？ 

対於這些指描•若尾副*部展開 *» 烈的反綸。 

r 像白#起人這樣的天才•必然心高*傲。® to 生前惹事上身’當然受到嫌 
疑.接 1 S 。 i 明他的 wit . 任 i # RI 他的 i 行勦.結 
果只是落得按人恥笑的下場。迢*他絕5:無法忍《的。他達自段也不»承2.。於 
是製造病死的形式，8安排死後復仇的毒莳。 , 

確實兩榷都是不確實的手段。那不正是他對或然率的賭注嗎？成功的話當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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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縱使達不到百分之百的目的 ，也 能使受害人心驚楛顫，使人覺得他們對起人 
的冷麩是殘忍的苛待。勿寧說是不成功的話，史能引發世人支持他•達到譴责盧 
高公司經營管理暦的自緣之效！ 

依我的愚見，這是天才白釀起人的豁命性陰謀——」 

無諭怎樣，茯窪曹署都在集中全力解明市职彌榮子事件。 

隆太的墜機意外由富士五湖资署背铕《理 。目舫 正在跟運鍮省 * 外調 查委員 
會犋繫，進行捜査中。 

關於彌榮子亊件•假設是起人的罪行的話，酋先必須弄清楚兩件亊：他怎樣 
得到 MK 子白朊？挟時把毒藥裝進彌榮子的农指中？ 

假如無法査明 MR 子白杬的入手途 S •那就不能証明是他的罪行了。由於起 
人禰有廣泛領域的孿者和專家朋友，有必要先激底査出他的交友關 係。 

況且•還不能肯定兇手是起人。 

毐段彌榮子的另有其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。那徨情形的話 ，兇 手則是爲了嫁 
禍起人而將毐藥瓶在他的故居了。 

兇手可能是彌榮子的敵人、因她的死而得益的人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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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雙面捜査起人和彌榮子的背衆以外，總部還有一項重要的緊急任務-即 
是防備新的犧牲者出現。 

假設起人是兇手的說法成立，他的復仇對象就不限於隆太和彌榮子兩個，恐 
怕會有第三第四個受害人產生。 

第三個安害人，最有可能受狙擊的是白藜興二。 

興二比隆太小三《，今年五十二。盧高公司釗立時•他辭去銀行職務•就任 
副社長。其後主要負责經理方面的菜務。路大91行動派 a 太相比•興二顚得有些 
神經質，保守而& i * 。對於企業經營的享•通常依照隆太的《思去敬決策。 

至於對待起人的態度•興二顯示更刻薄的嘴狯。他們的表兄弟千野宏，在获 
窪 S 署接受簿訊時說： 

r 因爲他揄當經理的 fi 任啊！ W 於起人的«1大硏 究費， 縱然他能諒解，也不 
得不硬着心稱表示强硬的態度。」 

可是起人死後 ， rtJM 彌榮子卻向親近的人透茲過這樣的亊。 

「興二在三兄弟的中間。小時候•隆太和起人都表現®秀，而興二像三文治 
似的夾在兄弟之間，似乎很吃#;。加上隆太比較疼愛小弟弟，我想興二對起人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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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雜的淸 . t 結哪！」 

0^窪< W 署跟總警窃褰取得協通，酋先委託興二宅管區內的北澤资署，在他家 
附近®强。 

宙岛公司也《用保*，常時在 HI :身邊提 * SM 。 

保 — K 二.仔當 II 他 I 有被人擎 
® 。在家裏•興二的妻子春江定時雲丈夫的西裝、 i ' 袖扣甚至鞋子， ® 怕 
1不入.在他的曰用— I 子寝。 琴差 

五月二十八日•丸之內的盧高®社召開8*#議，興二頓理成章的接任® 
太•成— 一代 sli 長。千野1由常 I 事升任專— 事。 

«定六月 8* 臨時股東大 *• 選任兩名祈篇亊 • 

本來盧岛是家族企*的色彩很* •全*的投票中•百分之八十由 11 太 、興 
二、起人三兄弟和千野宏®別持有。«太是三十巴仙•興二和起人各二+ 

千野宏是十巴仙。 

可 i 人持有的股份•巳在兩年前爲製造新—而提出 1 求 I ,轉 
交公司保管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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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人死後 ，一 部分股粟讓給市原彌榮子’大部分由隆太接收。 

隆太也死後•他的股份鱿由赛薄子®承，可是壽子根本不想參與公司經營， 
將股東的權利委任興二。 

興二就任新社長以後，他的身邊警衛《形霰重•房車每天經由不同的路線上 
公司。原本略帶神經《的興 • 一本身更加砷經緊張，不但 * 少外出或打高爾夫球， 
連外人贈送的食品或領密等那不用手»。午餐吃的是家裏帶來的飯盒，晚上只到 
兩三間相熟的餐館用稱•採取澈底提防措拖。 

「這樣敗不是太荒嫌了嗎 ？J 

佐知子 e 丈夫說起興二的情形•不由咋舌。道天吃飯時跟透子討綸。 
r 起人巳經死了，怎麽可能 91 擊他的平治房車•或在餐 ». 的食物裏下毒？」 
r 但是考*到可能有串謀人的話……」透子說。 

「那麽縱使彌榮子亊件和隆太亊件都不是意外，都有串謀人的話’何不選擇 
更確實的手段？反過來說，萬一邇會狙擊興二的!§,當然也金採取起人生前策»- 
的辦法行事，不台贸貿然的》擊他的車 - f 啦 ！ J 

透子發現萬事悠閒雄之的母親鍵有意外的推理能力 ，不 由驚奇地望着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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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知子聽了，臉部表情有一瞬的僵硬。 r 沒亊的。你爸爸並沒有跟起人叔叔 
過不去。而且有媽媽看守着•絕對安全。」 

佐知子說得很堅强•大概是不想 * 女兒擔心。 

透子在腦中重複母親說過的話••採取起人生前策畫的辦法行 in _ 

那個夢埂突然愎甦。起人的《昔在耳邊低語： 

「看着吧！透兒……我要從霣間把死的禮物达給大家 ！ J 
不祥的預感使透子不寒而慄。 

她的預感不幸在短短的十天後命^6—— 



對於盧卨公司而言，六月十日乃是•個比十月的釗杜紀念日更具意義的日 

子。 

I 九七五年六月十日，盧高公 B - 正式妓售起人 MR 的劃期性超小型霣算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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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super - mini 」 。後來成爲爆炸性的熟門葙品，盧高的名字一 _ 成名天下知’製造 
了 S 身爲一流大企業的契機 C 

第 M 年，盧高在撗須茛建設新 H 場 ..1 九七七年，丸之內的十五 層總社大 ® 
落成。 

所有的開幕饔典都選在六月十日舉行。凡亊不講究風水吉凶的 a 太， 只對這 
I 天非常執著。 

自此•每年六月十日上午十動 a •在公司學行祝《會 • 社長向全蹬 SM 致 
詞，成爲一棰恆常價例。 

尤其今年是盧高 l < j 社二十遇年。 

本來窸該舉行盛大的騫典，對.然而接二連三的發生不幸 •雖 然祝 H 會例常 
爭行•然而並不舖張。幹部 n 卻希望趁此 R « 冲冲 B • 一洗社內消沉的氣氛。 

六月十日這一天，《得梅雨期 M 的蜻朗天。 

丸之內盧商公司的七樓大《«:裹•在上午十 K 以前，聚集了五百名左右的@ 
社 職員。 

大蠖堂並不太大，除了®典之外，道裏還用來舉蝣靳入社社员的入社鏃式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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窖會或大型集僉。平凡的設計，只有一個 U 米高的舞台，反而說出廉高是個年輕 
的企業。 

舞台中央攝 T 一張桌子•左邊裝飾着盛開的鮮花。淸澄的隈光從面向皇居的 
西和南面窗子照進來，看來今天的 * 典可望在開朗的氣氛下進行。 

上午十點正，依例宜布開彙儀式。 

場內一片籲靜。新社長白輮和二踏 t 舞台。 

身高一七 O 公分的興二穿著螬服•昂首挺咮 • 一步一步走近中央的桌子。佔 
據舞台右下方的錄攝败追蹤他的勳作。祝 tt 俞的淸形將會同時在全囷各地分行和 
工場播放。 

r 各位社 R , 今天我站在道典，再道《 一個喜氣洋洋的褰典致詞，乃是我本 
身在一個月以前敗夢也想不到的亊。」 

興二萏著激笑開始說話。他的瞅笑因緊張和自負而類得有點 Ifl 硬。 S # 因忙 
累而有點港 *T 

「不須要我再重後，由於前任社長白#隆太於£月十二日 f : 外逝世，於是在 
二十八日的躉事會議上，由我躭任新的1亊長嫌社長。道個饔典的黄詞，同時是 



我對各位社負以社長身分所敬的第 一 次致饲。」 

興二的手扶着桌子兩端，熟切的視練巡視場內。原本不擯畏演講的他，逐漸 
解下緊張，恢復本來的語调。 

r 各位•自從：一 一月以來道五十多天•廑在公司接二連三發生意想不到的不幸 
遭遇•連榷失去了一一 一位*事。任推都對本社的前景慜到不安，導致士氣下沉，並 
非沒有道理的亊。可是只要忍受道個試煉，躭能重新開钱光明的前聚 r n 我相 
信•試煉愈大，而我們務過之後•將會箝宋更有力的成長和 a 進•-希望每一位社 
員貢獻自己的力 ft •協助我努力發展盧岛公 B 1 ——」 

興二深深吸 I 口氣，拉高噪門大 S 說： 

「縱然我們爲三位舊事的死惑覺遺憾，可是一切己成過去。我也不再有所懼 
怕。我們要向着廉商的光明舫88 — J 

他前面的桌子隨着一聲巨 * 炸 M ,乃是接下去的瞬間的亊。 

火花和木片飛敎，興二的身體在理苒中两舞 3 然後描出一個奇抄的弧形，仰 
頭栽倒在舞台的後方。 



尖銳的齊笛轚響 *¥ 裊的丸之內區。 

消防車、救海車、巡邏車一部接一部的穿過日比谷大道。其他車子慌忙讓 
路，路上的行人紛紛停下腳步 • 瞻怯地望向剛才溥來砰然爆炸聲的方向。 

尻是盧高公司«社的方位。 H ifi it 高公句又有什«發生…… 

丸之內的商業人士 15出恐懼和好奇心攙雜的激勛神悄。 

人 們跑到路上•眺望 S 出薄煙的盧高大 II 七檯窗 P 。 

消防車和巡 ii 車濘在那個窗口下面•工作人員紛紛被吸入大1內部。 

可是，當消防 ftfnii 進七播大禮坌時，因爆炸而引起的火勢巳桎撲滅， R 有 
白色的爆煙在空中靄通。舞台右邊的窗*和其後的屏租沾上火花， I 度起火燃 
赛，社員們立刻用滅火器«滅了。 

白藤興二仰面倒在舞台左後方的花團底下。蠼服的腹部因火海而裂開，噴出 
大置的血。一看就知道生存希望激乎其羝•救堪隊貝在確認以前•已經把他放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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雉架上，設法搶救爲急務 C 

因燦炸而受害者，似乎只有他一個。 

火勢鏑壓下來，重傷者被運走後•即刻 W 始現場檢証。 

這裹由視 K 捜杳一猓特殊犯搜査組的管理官土方警蜆負資指揮。特殊犯捜 
査組是專門處理綁票、飛捩 .t 外、爆作、電驻犯罪等現代特殊罪案的組繳 ，土方 
則是®疤公認的燦炸物櫃取。 

通稱特殊捜査班的十名工作人员 II 惝地撿起舞台上飛敝的木片和钿* 晬片。 
菅區內的丸之內聱1员将«重內的五百名社員引到別個房間 • 開始迓個逐個 
錄取口供。 

新任專務1亊千野宏和®務部畏酒井留在韁堂，接受土方5視的寅問。四十 
五六歲的土方體格小而結實，輪廓稍渖。 

r 即是說’新 ft 長上台兩 I -. 分 a 左右，前®的桌子躭炸開’將社畏的身體彈 
到舞台後方去了？」 

土方確認千野宏的說明。 
r 不錯 。 j 



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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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當時你們在什麼位置？」 

r 舞台下面的左邊最前排 —— 」千野指：指排成十五排左右的椅子前方。 
r 我坐最左端，就在千野 M 參隔壁。」酒井說。「因我擔任司镀，必須時常走 
上舞台去。 j 

「原來如此。幸好大家沒有受湛。」 

聽了土方的話，千野好像抽枋似的突然皺 K3T 如。仿佛是桩亊態的霰重性壓 
、拼命支搾下去的表情。 
r 正確地說，幾點幾分發生爆怍？」 

r 酒井宜布開會時•恰好十點。然後社畏上台……大懺是十點|一:分或四分左 


r 我想差不多是那個時候。」酒并附和着說。 

然後土方 m 他們盡 量詳 細地講 述爆炸 S 的大小和火 花 的憋覺。 
「桌子 襄果然 裝了炸 揮嗎？ 」酒并問。 
r 多半 是的 。 j 
r 計時炸 琿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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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的 —— 對了，這個螬觉的出入口是怎樣的情形？ J 土方立刻轉換問題。 

「前面和後面各有一道門•兩邊邯有上锇。」酒并回答。「鑰匙擺在一樓後面 
的管理艮室•使用禮堂的人才去向他拿……」 

r 不遒是特別的 薆典 •最近也使用得比較頻繁。」千野說。 

「因爲人數較多的集 # r > 會使用禮堂。」酒并說。 r 最後使用的是什麼時候或 
什麽人，知不知道？」 

「隳該記錄在管理負的記 錄簿夷 。 j 

「那 就麻 煩你們確定 IT 。 至於 這镱大 IV 的出入口，共有幾 個？」 
r 正面玄 W 和後門，其他是各 看走聒 盡如有太平門，可以從緊急棰梯出去。」 
「太平門通常有沒有 t 鎭？」 

「有•從內側上撖。」 
r 從外面進得來嗎？」 
r 不能。」 

「正面玄關的進出怎樣檢杳？」 

「有兩名傳達小姐和一名费衛。社貝钶戴激隹，縱使不戴也認得出是誰，當 




^ 」了。外要 I 人！—為 • I 人物 ’ I 受 

f *» M 」. 除了明—訪客以外 ’ I 人1從正面玄關進 人啦。」 
r 後門呢？」 

fiIp ”！ Ti *!——— 。」 

» SI — - ^ 

-I 

fp 很方减 _%___ !!1」■’ 






然後跑回來。 

r 我想 m 你們檢査一下這個19堂的門戶狀態 。 j 
土方走向窗側，千野和酒井跟在後面。 

嫿堂位於大 V 的西南角落•玻璃窗有幾個打開了。現時是不需要冷氣的 
季節，有些窗口是在蘸式開始以前打 M 的•有些是在爆炸後爲了排煙才開的。 

無論如何，首先賊人不可能從 fcv 樓庙的窗口牦進來，而且外牆也沒有類似 
的痕迹。 

土方走到走廊侧。一米高的磨沙玻璃葫並列•其上還有透空氣用的毳長型锭 
轉氣窗。 

觸目所見的窗子全部關上•而且嫌住了。 

他們從禮坌後方檢査起，走到離出入口七八米時，幾乎同時停了下來。 
上面的窗口開了一蝾縫。縱幅三四十公分、磺幅八十公分的旋轉式窗口，開 
了一條五公分左右的陳縫。 

「這是今天早上打開的嗎？」土方的聲 tt ■尖銳起來。 
r 不太淸楚……說不定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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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急忙檢査其他窗子。 

結果發現下面的窗口全部 - M 了，只有上面的甚窗打 gl 一一個地方 ，開了 
三公分至八公分的細縫。 

r 我們會向管理員或嫌 Mfn 好好確定-說不定是經常打開的。可能是爲了換 
氣而打開……」酒井猥狽地說。 

「假如窗口朝向外面 i «: as 金留蕙到，電魃的防衛系統也會卡住才對。可 
是窗口朝向走廊方面•而且位 (5 那 * 髙•又是換氣的小窗，雅也不會留蔥到 
了 。 j 

r 雞然窗子很小•大倨子的男人也可以出入的。」上方嚴由地說。「只要完全 
打開’身相打磺就可以溜進來了。 il 樣的話•對兇手而苕，等於除掉 I 道攔阻之 
門。簡租地說，只要進到這轍大 V 典面，潛入禮堂內部躭不是十分困難的事 
了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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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藤興 - 被運到 SO 院後，慧織不能回愎躭斷氣了。死因是因爆炸而 » 及復 
部，引致內轘破裂。 

上午十！點左右，惡蚝傅遍整個盧高公司«社。 

下午十二點半，丸之內9署設立專案小組•從一點薄開始第一次捜查會逮。 
tt 組長是刑事課長。»甕捜查一課長和丸之內署長是副組長。 
r 目前仍在»續現場檢 SE 和錄口供捜査’酋先報吿現時判明的事實。」土方警 
梘簡潔地開頭。 

「先是有關炸彈的事。在現場收槊到的主要是 mife 、雷管的碎片和金骣時薄 
的碎片。其他的都粉碎 r ,無助於作証物。從暹些來推測，我想幾乎可以宵定是 
黏土狀態混合火槩中柙藏的小型計時炸彈，放置在 1 C 台的桌子裏。」 

衆人在緊張的氣 m 中傾耳聆酹。 

「從 ii 炸的情況推測，火槃最多只有一百克，極其小最，很可能是貼在受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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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' Ffl^L A 子 t 板的內側•或—上面。 i 縱使打開抽 ® 也看不見， 

llBfn 人的 I ’ I 之百炸死。—地平這次乾時炸彈 I 

± ffiy 」 置的火漀-放 H 在受害人的身邊。可想而知，目*宵定在 一名受害人身 

一接着社長、常 H 後 . 又當社畏 .：：. j # 人 a ; 出栗了似的低語。 

- 接下去是有 M « 手的出人方法等 • 讀九之內署的 fts 人®結8言。」 
iu 之內 i 的刑 I 田1來。所雷醤言 • 呈他 E 1 社內 
錄 K 的口供.加上土方在罢檢査的結果得到的情報。 

「有關蠢公 FI 的出人方 ig . 由於益 ugafii 和所有門 
M •以及作的1 . 3益入乘益的事。因此 . I 雲內部 
; ft 人，或是外來者的情形•想必&白天找個蓄的两口從正面玄關進入.不然就 

®-6£ fi «門進去的。一 1® • II 比 I # 了。因 i 

K 走 W ® •上部 J 一排|二十六乘八十公分大的篇窗.其中|二個小 i ® 打 
另一方面•最近使用幢黨是六月：日，：：一十多名部«員開會那次=當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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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出席老 1MH:7sA®Msl]lftftT 

s_p 醒#.找 ii — 

ie 入 1. — i 好 1 i 非沒 a ! s & 的事。」 

fi 只 p 地 p*pf—II 少 

寻土」 IlIIxslr — 西’！分 i 丄 

衆人 8 出驚嘆之 s 。 

i _ 

可說很簡單的到。」 

「 r ^ *«l * wssu 。1用1 ’奮之外•裘的 I ® 、化粧品 


- _11^ 等 KS : 」 ii!i 到的 i 、化 
rsl - 時裝 K 怎樣？」 

flut - HI —®® 。 111 市的樣子 。 j 
「郓®……即是任何人»;败得到了 ？ J 」 
捜査一課的探員自 » a 自語。土方飛快的瞥他；眼。 

r 不箱。不過•說是什»人鄗铕得到未免有語病 C 班之二右想製造 i 十討 
H 的爆作物，只 f Jg 某程度的知 ® ，並不是困 4且 .^I 

, si , i. 

ss 的沉默。似乎大家推測到搜查的困*。 

判斷 f f IP — gg 。「可以 

u 氣— ’ •什 i 譯了。」 

r 那從理論方面來看，多 久以前可以安裝得好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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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呢 —— R 要败好聯動裝置時》的話，可以正確地指定在幾天後的幾點幾分 
爆炸。換言之，多久以前都可以——」 

「七十天以前也可以？」 

「大»可以吧！」 

r 捜査一課長所謂的七十天以前，是否 . t 味著三月二十四日白藤起人死亡以 
前的 . t 思？」 

丸之內署長提®地問。一課長無笤地點點頭。 

「唔……根據公司內部的口供，毎年六月十日«行®典，上午十點 Mtt 長向 
全磴駭員致饲，好 *€: 十年來的憤例了。由此可見，七十天以前在舞台的桌子裏 
裝置計時炸彈，乃是可能的事 。 J 

「對，只是狙擊新社長白轅興 *, 不觴及他人……」 

又是死掉的兇手败的手腳嗎^——沒有人敢否定這個可能性。 

毎個人都被«|大的実影覆器似的恐懼不安，誰也無法馬上從那個咒語的束搏 
逃出來。 






這回捜查 ffl 部刻不容緩地採取行動。 

盧高公司®社在六月十日發生爆炸•當天滂晚•幾名探負造訪目黑 E 的千野 
宏宅•仔細地捜索。亊到如今•不得不全心戒_下一位犧牲者產生了。 

假如有第四個狙擊目標的話•千野的可能性最高。 

千野今年五十歲，乃是白藜«太、興.一、起人三兄弟的姨表兄弟。大學工學 
系畢菜後•起初是在電典製造廠工作，盧高公司釗立第三年時跳漕加入•不久升 

任 M 亊 - 

千野是個溫厚的技術人员，對起人的遛遇寄以同情，據說好幾次敗隆太和興 
二的調濘人。 

因此•千野和起人誼沒有過不去的結怨。但對起人而言，也許會憎恨所有利 
用自己之後冷眼相看的幹部們。他要陣榷殺害岛 V 領薄，導致企業崩潰，也許是 
他復仇的最終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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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他在隆太死後升任專 »( 


運樣的 sg . 下 I 次的狙 ani 千野宏了 
事 。II «- :也死 r ’ 由他就任社長的可 能性 《 «I 

IIxo - u'Il . ••七比三傾向於！*—說法。 
其 7 •有無安裝爆炸物的形迹 
其二：有無放 KM * 子白 S 的形迹 
其三：有無安裝其他危險物的形迹 
千野宅是 II •共—個爲•和洋折〒 W 光充沛。 

絮•不能 I 。！季在家 . 

從下午五點開始的作業•花 rH 小時終於結《。 

特殊犯捜充班主任》部走到佐知子和透子面舫。 

「屋頂到 If K 仔當— rig ; 墨炸物。」 

r 那就好 r 。」佐知子 « .e 。 

r 此外-沒有 Is 似危險物的裝®。至於薄麻子白抚，由於你先生不略 


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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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，不必擔心像市原女士那樣 中毒身 亡的情形。而且 Is 說千野先生沒有直接戴裝 
身用具的習價 C 」 

r 是的。他只有戴腕表的習慣。」 

r 關于這點•在 It 高公 B 1 內 ft s iA 査的人 M 檢査過千野先生的腕表了，沒有 
異常。」 

钕在家裏的其他：一隻拥表，也都袪査過 f 。 

「你先生的情形•似乎»該成鎘桎口服用的方法。」 
r 口服的 ？ j 

r 不猪。蓖麻子白杬的淸形，撺說是不經口投藥浸人體內更加發揮强列一毒 
性•當然經 U 服用也能致命 ，R 是需要史多 里，實際 乃是更確實的手段。」 
聱部取出兩個從架子上拿到的瓶子，攫在二人面舫。 

「這是維他命 C 的粉末，道是雄他命 E 的挥«。千野先生夫人毎天¥上眼用 
的營養劑吧！」 

「嗯。每天服一湯匙 C 和一顆 E 豚 囊。 據說有消除疲勞和防 1 H 老化功 能。」 
r 從酱生處買到的嗎？」 



都不 p±„Hg^M1ii if •写 s 

c 的粉末有 i ? 爲装有 i _ •裝在相當大的瓶子輿。 

S 個月買！裘？」 # 

- I —1 是的。快—完時.我打 I 給小叔.到時他會開車— 
r 最近 一 次是什麽時候？』 」 

內容4他 t f —. C 的 II 少的 樣子。 
「二月中時各 HTI ® •其後我不小心打 f 的瓶子 

ts , US. , •- Is 

「換言之，兩《都是白藤起人死亡之舫就有的啦 c 」 

IOJ 

「其他還有沒有你先生經常服用的鳕康食品之類 ？ J 

義的—漏和盈後乳液。在知子| ’回頭 

望莩透子。-弟一弗%後受 fft ’ T 巧途 t 放了 M 麻子白杬的乳液 . | 

「那麽，入浴_也有危險 r 。 j 透子說。 





188r 我們家洗澡時一定放入浴劑的。」佐知子說。 

r 除非糊裏糊绝的喝下洗澡水，就有問朗啦。」瞥部苦笑一下。愼重起見，派 
人全部檢查一遍。 

r 還有，我想 IR 敎-下送雄他命劑到府上那位先生的姓名和聨格處。」 

警部在記亊簿 II 記下姓名地址後，把必要的東西拿走，全 « 人 M 撤退。 
r 一發不可收拾了。」透子蒼白着臉望著母親。 

r 沒亊的。」佐知子 . t 外地用樂覯的語《說。「我 n 家不舎有亊的。因你爸爸 
沒跟起人叔叔過不去，他不 * 向我們家報«的。」 

r 5 T 是9方似乎認定起人叔叔準鐫毀滅盧存公 S 1 啊！」 
r 好，假設那些都是起人的作 ft •但從目前的手段來看，他的狙擊對象只限 
定某一個人，絕不危及他人。而且，他不可能在咱家的雄他命劑裹下毒呀。因苒 
媽螞可能吃下去。那就違反他的殺人主義了。」 

「可是•假如沒有其他辦 法的話……」 

r 不，起人先生是天才呀。假如他眞的想害我 rl •當然會想到我們能想得到 
的手段。但是费察專家這樣找都找不到，表示他沒有下毒 啦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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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知子有奇妙的信心’透子也 «» 安心不少。 

可是-第二天早上，亊態卻則 ». 料不到的方向扭轉。 

六月十 I 日上午八點半。千野宅的鬥 avf 。 

佐知子開門後 • S 現甬名昨天來過的探 a 站在那*。 

千野宏還在家裏•本來軎歎*林的透子也比往日早起， ffi 父女在皈 B 裏。 

「昨天打攪了。」 

一拜入玄 M . 其中一名探 a 立刻開鬥見山地說： 

「檢査結果•從雄他命 E 的 K * 中驗出 S * 子白 8 X 。.一 
「什* ?」三 人*乎同時88。 

「外表看來似乎一樣的嘐*中.只有一® M 合了《麻子白 5 f . 的粉末。分 ft 足 
以致命。而—放在阶底 • I 大家的 Kldl 先生嫌有一天吃下 
去•以致中*死亡 —— J 

探員用銳利的眼砷«察千野宏的表情。 

「那些雎他命劑是幾時瞬人的’紀不記得？」 
r 不。向來委託內子去 S ,我記不 * 楚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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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— 月中旬的 時候。」佐知子銳。 

「那就是白藤起人死亡以前 的審 /。 J 
Ffe ……」 

H 」 母親在目黑本町有喪衊 “ Ilp^I 11 li,sls I 

• 顯 — ’ I 

二人的規練|投在千 »1 上。 

「因此 ’我— SS 擎野先生.嵘 傾你路我們回1部一下.可以 嗎？」 
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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夾在磚® G 造洋垮之間的 .* 角 M 頂咖啡 g c 麻東樹材和玻璃店內，今天不是 
播放「四季」 vlfn ' 是莫扎特的網琴協赛曲。 

六月十三日，黾期六下午四點 ao 

透子和秋人斜斜地面«面圍坐在上次那張圓桌前。 

今天是星期六•客人蕙外地播少。 

「事情變得靦煩透了 …… j 
透子盯着街路，喃喃地說。 

特殊捜査班於十日傍晚到家裏來，带走雄他命劑的瓶子後，竟然演變成目前 
的惡劣局面，《是敗莩也想不到 C 

「令»今天也被叫去捜査璁部 r 嗎 ？ j 
秋人端詳透子的？ I 險愁容。 

r 嗯。從前天早上開始•毎天早 h 八點半，丸之內瞀署就派車子來接他 去。」 




「■"1是•那也可能是有關«炸事件的背浓 » 訊•不 I 定是令_」 

r 不。 e 爸爸說，在這以舫針《起人叔叔的嫌疑， I 百八十度的轉移到爸爸 
身 t 了。也許走捜査當局對於兇手束手無策而產生 * 慮 . |下子轉變爲追究爸爸 
的糗力 。 j 

r 即是說，那些維他命劑是家父死後才送到你家的•因 l(n 判斷家父沒有 败手 
0的餘地，是不？ .1 

今天下午，*I子打*話給 KA• *宰馬上«面。因爲昨天和今天有* 風 的迹 
象 • 3子呆在家裹沒去學校。 

透子提議在這間咖啡 e « M 。因 ftilxlft 遇到學校的明友，可以跟秋人安 
靜地該話。 

I 見到秋人的面，透子《忍不住激勡，含《眼淚向他傾拆家裏瞄及的 異常 * 
態。 

千野宏成爲嫌疑對*的 * •尚来向断 M 界公布，連秋人也*得非常 t 外。 

秋人從透 - f 略帚激動的申訴中一 |確認亊態。 

「從隆太伯父的*外到六月十日的爆炸事件爲止•起初的看法是認爲三宗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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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都是起人叔权生前安排好的。但在我們家的維他命劑 IM 麻子白 6 S 的膠 ft ’ 

—不是雙|雙的潭。 111 墓驾當了。即是爸爸 

效成是起人叔叔的罪行•將那=個人 …… J 

「8了那 H 個人 • * 終坐上公司社長的位子？」 

「當然 a 不能由他败社 ft -可是1 - 把興 r . 叔权也除掉的話•那 

畢霓是爸爸做社長的提 S 。 」 5 
一唔 ……因藿三 人的死•比雄鄯能坍到利 S 的確實是令 缘 。那是無法否貶的 

事實。」 

「他們 S 苒目前的事件•若是爸爸的立場全 8 r > 可能败得到。先是排掉【慮高 
被一的汽油使之結 1 S 的亊。至於彌榮子的戍指，爸爸以常務董事的身分出入她家 
。的 機會也 不少， 大有機會麻出皎指 r « 。 然後爸爸有許多大學同學是學者’想得 
到萬麻子白1易。至於曾亊件’爸爸素就盖機製蠢的技術人負， 

安裝計時 rF 彈易如反掌’而 R 他有特 權自 由出入蟠堂 . 」 

r 從^<的—出有 — sf , 11子的— • 1麻子白 
杬的瓶子偷偷擺在隱蔽式塌 撇’機會 多的是哪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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囊. 


: rc . ft 外’？做成他自己也 I 擊.故 iK ? 白—人維他命劑 s 
透子咬緊嘴脣•忍 ft * 湧般的眼淚。 

IL 故 mfllf • I ’ ®— 了结一切。」秋人冷靜 

Ilf 1 - . 「是 一個大箱。他忘 rs 雄他命| - 十四曰以 i ㈣ 
透子無 3- 以對。 

秋人等《的心情平 》 i K -- TS 下去。 

f US ' 是 .i • sm -— 事悄太過 Ksr ?—— 個人 I ® , 
utIt, ell® 於 I 對 te . 嫌 
y 的」工作 J = f—I • I? ISIS 

「那是有原因的。家母於二月中旬各買 
來打破了。後來又叫人达； » ftEw 來. 

這件亊，以爲是二月中旬買的那； 


瓶維他命 C 和 E ,可是裝 E 那瓶後 
■ ,乃是；：一月二十八曰的事。但是家父不知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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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令堂另外買：瓶新的，沒吿拆令律®?」 

「很遺憾，她不記 m 自己有說過。」 

「原來如此 。 j 

秋人集中思考片刻•又再凝规透子。 

「»結來說，目前贅方認爲令緣是 B 了嫁媧家父而 R 出破抹了。還有沒有其 
他解罈？§如兇手圬有其人，他段 fH 個人•保装是家父的罪行。在他的計塞 
中，連令律也毒段•使人 ffi 爲那也是内藤起人安排的計書。 M 是眞兇圯了緒誤， 
他镐錯了維他命劑到手的 nw ……」 

「若是 W 樣，表示兇手還在人間，而 a « 的在狙擊我爸爸了。」 

透子覺得毛骨悚然似的恐 tffa 接著一個閃光似的念頭掠過她的魃際 C 
「說不定還有其他解釋……」 

她凝神思考了 一會，卻又想不出具«的想法。 

「啊•我想起來？ ^—」 秋人改矩 一 下姿態 。 「關 於 寺內睡香的事。她在四月 
二十 八日的不在場 IE 明確實了 。 她不是說那天是酒廊的一遇年紀念，跟經理等人 
1起去箱根兜風，後來邇在旅館住了一宵嗎？我打電話去她的酒廊，店典的經理 





196 確實有那回亊了。」 

「四月二十八日？即彌榮子家町能進 f 小偷那天……」 
r 無論如何，她的不在場証明成 立了 。畢荦她與事件老無關連 啦。」 

麗香狯上令人心跳的濃粧。 

塗上紫色指甲油的發光指甲 C 
「別 W 玩笑。一定是搞錯了。」嘲笑的尖叫 SC 
這些片斷在透子豳中一閃即逝 C 
結果•她和起人叔叔是無緣的人。 

那晚的 m 景不期然地浮現在眼舫。 

離開「水 g 蕉」後，在沒有亮馊的車内，透子接受了秋人的吻。好摩是從見他 
那天起就約定了似的 —— 

從那以後，只見過他兩次。 

1次是跟結束陶 S 展回國的法®陶|£家夫嫌；起吃晚飯。另-次是跟秋人去 
參贱美國轚家的展背畲。 

毎天早上醒來，直到晚上入睡绻止，透子都在想秋人的事。 




m 吻之後 . I 特裂化 . E-— 蠢 | X 的心接 近了。 

雖然不能毎天見面 .is 子 * 得現在必須等候二人的季 ffi 成熟 的日子來到。 

I »子的心— i 成？ •路人成人之— . |£1 和恍 


r 令尊受到 5 E 罪的嫌疑•你；定很*受。」 

秋人淡淡的語！ s , eft 來反而含有深切的關 * 。 
r 終於，我和你有|樣的《«了。」 

:::透兒’我知—擔心 • S 1 SII 助你。相 

「 ！： J 

「那時，不妨出外旅行敗骹6。」 

透子深深地望住他。 

r 眞的，去旅行好嗎 ？J 

秋人盯住她。：一人的視嫌在空間 《相交。 

离高的典梁，粗眉下有一 II 眼胖 ，雲 的薄臀 ，略尖的下巴，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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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味道的容貌。 

透子消楚地看到起人的影子…… 

接着的瞬間，一陣悲哀的冷氣流掠過她的心坎。 
他也會像起人；樣離開自己嗎？ 

這個人會在自己身邊待到什«時候？ 

透子閉起眼睛•拂去心中濟突的聯想。然後張開眼睛，羝笑着對秋人低語： 
「眞的-帝我去旅行吧！」 



六月十五日星期一中午以前•京士五湖努—艮中里右京，爲了調奄一件與 
盧高事件無關的事•造訪山中湖南側：間傳統的度假酒店。 

前晚，御殿場的旅館有賊侵入，帮走保險箱裏所有的現歆和有價股票，星期 
一早上才發現，向御殿場费署報案。 

縣笼璁部通令阓圍各署， m 求捜丧從舫晚到今天之內•有無可疑車子或人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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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勦 " 


內酒 glisrussf 1 ’ I 出動—査訪 。— 

sslrffSHr I 的 — •爲了 —客的 *1 


-由於他在富士五湖署前後待了很久. 


眼望盡富土山。更 


於是中里親自奔跑其中兩一||間酒店 • 

附近的人都認識他。 

梅雨期間難得的好天.從北歐式的木1店大堂. 

山巳經>«?§明亮的 e ’山頂無累，太*的粒子光琿燦爛。 

理望大黑淸 I •中異斷出爵當舉 ® 营有線索。 

就在；运時•大裘頭出現；名蜃的小產•往著拐 ： ' 

「 I 先秦了哲要营1 

_「東屋轂先生，邇是那《靖 神啊！ J 
「托福托福。太精砷了 •有點惹人肘厭啦。」 

老人露出和藹的澉笑•斜眼看副經理一眼。 

東屋敷將8九十商齡’ — .邇—酒店 經理。雖然已經不管 



200 實務了 ，可 是廣受顬客愛 戴- 等於代表了道間酒店 c 

中里的年齡等於他的孫«。五年前旭丘別垃發生和辻藥品會長剌殺事件時， 
由他負 資偵 査以後，經常跟酒店經理»面 ，閒 話家常。 

副經理確定中里的亊情結束之後 ，鞠 躬退回柜抬去 f 。 

「上個月中旬，盧岛公司社長的私人飛機墜落在山中湖 哪。」 

坐在中里對面的東屋敷拾起眼睛，眩 S 地望向宮士山對面的湖水。跌在北岸 
的飛機殘骸已轾完全回收了。 

「五月十二日發生的慧外•距今剛好一個月。」中里說。 

「那宗惫外的厣因#定知道了嗎？」 

「意外_査委貝 * 的報吿窬尙未公布。通常霑要苹年左右。」 
r 盧高公司自此多災多 《 啦。接二連一 _. 的發生不珂解的案件。在這之前白藤 
起人的死也還無法澤然吧！到庇他是•个是 W 純的病死呢？」 

「新聞界也議論紛紜的樣子。」 

r 不管怎樣，都是一件慘痛的事。他是曠世奇才哪。白藤家族以前時常關照 
我們酒店的 。暑假 或新年時耶作長期逗留。所以我不認爲那是別人的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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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哦。原來您老早認嫌隆太和起人先生等位呀 C 」 

「很早以前就認級 rc 我和隆太先生一起打過商爾夫球……主要是在六十年 
代後期，他們常來這裏。那時是起人先生最 W 煌的時候。其後大家都愛出國度假 
了。只有起人先生懐念這裏 • 趄死前還來道裏哪。 J 
r 臨死前？」 

「不錯。最後一次見到他•該是三月十七日吧！那天滂晚，他在餐褰一邊喝 
酒 I 邊用餐 O 」 

「那不是死前：雩期的亊嗎？」中里成感慧外。「當晚有沒有投宿？」 

「沒有，用過晚餐鱿回去了。」東屋歉說。「平 H 我都樂蕙跟他打招呼的，那 
天好像有點顋忌。現在想起來我也後悔得很。沒想到那是最後一面……」 

「有點顧忌？」中里盯住老人的白驪。 r 起人先生不是•個人？」 

「是的。」老人感溉地點點頭。「跟一位美烷的嫦人在一起 C 看起來有四十 
了，但是打扮璞素，斯文大方 ，而 且很冇智慧和魅力。本來我想上前打招呼 ，可 
是看到他們十分親熟，好皤不願浪黄•分一秒似的，於是我就不想打攪他們。他 
們回去時，我在大堂.角悄悄目送 ……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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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嗬：：：謝謝你的*»談話。」 
r 那兒的話。假如能夠幫得上忙……」 
r 起人先生那次是開車來的嗎？」 
r 不，有部出租汽审等他們。」 
r 知道是那 at 的車嗎？」 

「《社在富±吉田的出租汽車。我 Injs 店也常租用的 車子。 」 

「《的嗎？ e 了你的：席括，太了。」 

中里有 K * 勖地鞠躬致 ft 。 

同時•耳邊響起■刑事«長悠長的聲音。 

「目前的看法是 ffi 爲，道；連率的事件乃是白*起人生 M 安排好的犯行 • 
然躭是有人取代他《仇 •《 成是他的所作所再。 "7 是若是後者的淸形’有人 S 
實行後仇計嘗的話•那位人物卻怎樣也*不出來……」 

這個電話是發生爆炸亊件的前 I 天打來的。 


他不 






< 4 ) 

六月十七日 1 期： 1 , 梅雨芊 SR 又在關東地 E8: 滯，從早 t 開姶冷雨 T 個不 

停。 

下午三點左右，田久保嘵山留市的老*。 

他的家是都留市內的專*農*•家》有四 4 -多*的父母和-名*高中的妹 

妹。 

阿咦念了一年補習班—考進東京的私立大學-入學後搬到千代田區的學校附 

近租公寓。 

大一的時候 •« 然間在菌事行見到•部黃色的蘑款 sn-age •衡動地買了下 
來■'爲 r * 措汽油费和淬車货-只好不序地败 竣職。 一邊在 酒店幫忙育會準備 
夫，；邊敬補習班的老師。 

3 不過 還是每個月開車回鄉一次。一方面是母親時常催他回家， | 一方面是回東 
20 京時’母親一定準備 r 米、蔬桀、味冰、家爽 * 的雜和蛋等叫他帶回去， 對於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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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上自炊的阿咦而言-無疑是英大的 幫助。 

上星期五回鄕的阿咦，住到星期二，趁星期一一一不會遇到東京繁忙時間大塞 
車，於是提早出門。 

車箱裏，照例堆滿了自家製的 a 食。 

剛刚種田過後的水田 I 片綠油油-無數的銀線林之，連接大菩薩嶺的北峯披 

上 if 

阿嗅的車子出到一三九 K 公路 •«$ 到中央汽車道的都留人口方向 。那 條公路 
從大月來，桎過都留市和富士吉田市•嬈過河 n 湖等四 fg 湖•在南邊的富士市頤 
第一號公路合流。 

不知透子今天有沒有去學校？ 

阿曉望着前方的雨雲想着。六月十日早上發生的爆炸亊件.他在學校食堂看 
中午的電硯新 W 得悉。 

阿嘵立刻到文學部的敎室找透子，但她卻早-步回家去了。 I 直到十二日星 
期五都沒有在學校®到她。 

星期五滂晚回鄕前•嘗試打電話去她家 C 透子的母親接甩話，回說透子感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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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躺在牀上。最近佐知子的 》 昔聽起宋也很消沉•阿*只說一句「好好保£」 ， 

趕快收線。 I 
終於連蠢興二新社長也银痛嫌牲了可以想 I 高公司上上下下都畲大强 

特別是透子的父〒乃是存留下來的最商負寅人•大槪有刑警和新聞記者擁 
上門去査訪吧！協助 i . S 界的髮。她的家人一定 f 心疲累不堪了。 

這個時候•他不是更«該拜訪透子妓舞她嗎？ 

從前的阿曉一定毫不蝤 * 的行動了。可是現在 I 
阿嗅的第六感吿訴他：邇是少管爲眇。 

假如透子需要他的幫忙•當然盡力而爲。埂在爲了她，還是不碰得好。 
他的慧繳銀慕典，出現一部黑色的保時捷跑車。停在「愛鼴加」咖啡室前面的 
車子 ，坐在 駕驗席上的有 6 術繁 K 的靑年，好像把透子搶去似的謹而去的遠 

過，今晚從寓所再打一次電話給透子吧！不知她的感冒好了沒有？ 

阿曉轉/一個«,用力踩油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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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嚇了；跳-慌忙踩煞車掣液馒速度。 

他的額頭 i 器•從撥水器盟 I 前方。 

序在 II 1 II 1? 刚才出 屢— - 轉了 I ,不是 
LISIIJ ? 汽— .露 ！I 。天祭好的緣故•榮 

時 • |*:釋。 奇麗 Ili 速。屢 

來的 fl — 頭向馬路’縛油—。好—打！後 ■ 不知爲學 

阿咦從萆窗探頭出去觀察那部保時捷 。其間 有 |山的 
* I 1 I 1 : 的阿 



叫 。 •用指 。 下 

Hlli— • 1 

?1? 地 1| ?-: 湖方向8來！？在汽油站 ||^來；_進一 

一名穿米 I ® 、用 1尖篇翼交 i ® 下來。—捷 r 」 一 

® 。男人伸手打開1的前座•女人 i 臢了進去。1 一樣 。當 1 
前，透子*進保時捷的的座。 

「對不起•阿嘵。 J . 

IM SIJa p 靈 。— 

那時到"?人。的檢。經過時’仿 SS 子的—說：「對不起’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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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嘵也跟者開動。 

跟剛才一樣走向二一：九败公路•穿過都留市車站，保時捷往都留高速公路入 
口前進。 

公路上有兩三部車子相隔•到了高速公路入口時•只剩下一部白色的私家 

車 o 

進入往大月、東京方面的車嫌。 

高速公路楊通無阻。假如保時捷全速飛訑的話•恐怕追趕不上。 

阿嘵中途放棄了。反正他也要回東京，沒有特«跟着走。 

然而雨霧阻礙 r 視野•保時捷似乎放®速度了。 

中間隔 r 一部白車， H 部並排行駛。 

不必十分籩就到了大月出入口。這裏跟岡谷來的車榇合流，車數多了些。 

穿過五個短程隧道後•到了談合坂頂上。阿咦畢髡無 .t 嫌地追蹤保時捷。他 
的後面有一部灰色的小型車，保持一定的問隔走着。 

這是阿曉走慣了的路線。 



過 fl 野町，阿哦看到保時捷換去 r 相樓湖出 PJ 的車線，不禁有點動搖 c 
那兩個人不是直接回東京-是否轉去什®地方？ 

夾在中間的白車往前 II 進，阿嘵的車子蝴成直跟在保時捷後面。 

當他知道前面兩個人將繞道去別的地方時，立刻避開跟得太緊。他不想被他 
們發現，然後緊追他們去什«地方。 

對了，_才「她」從那裏上計程車？ 

待會再想好了。現在必須集中稍神跟蹤。 

保時捷從相換湖出口的收費站出去了。 

阿嘵跟着。灰色的車子也跟在後面。 

馬路往下走•去相携湖的舫頭指向左。 

很快躭下到繞湖岸；間的馬路。«續下着小雨•不連貫的湖面在靄霧 F 發出 
鈍光。 

對岸的小海角上到處建有白色建築物，幾乎都是愛情酒店。阿嘵貢下車子不 
久 ，曾經載家人到道 一 帮兜風-現在又比當時多了幾間的樣子。 

仿如城堡似的大型愛淸酒店雄立在»|林問，四五層商的眾®式設計沿着馬路 



前面的保時捷渡過•座嫌吊撟。出到下坡的私道時，終於出現一間隱藏在樹 
木間的磚醣建築物。 

那是•間繞有趣味的占典式度假酒店，不是情侶幽俞的愛情酒店 C 阿曉暗自 
鬆•口氣。 

黑色的保時捷開進前庭的泮車場。 

並不太大的停車場 t 還有其他三部車子濘*。阿嘵把車濘在大喜馬拉雅杉樹 
背後，注視二人的模樣。 

二人下了車，穿過前联，走近酒店的玄 Ma 秋人的手輕蛵扶着她的肩膀•然 
後噸序走進锭轉門內。 

阿曉優漫把車開進绰車場，濘在距離保時捷稍逮的地點。 

想了一下，終於推門下車。 

不加思索地推開锭轉門。爽面走寬敞的大堂，舖上暗紅色的地氈 c 正面是通 
頂樓梯。不見客人影蹤。 

阿曉走進大堂。右邊的柜抬好 * 有個穿第‘西裝的男人在講話，阿曉急忙移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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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線。不期然地寬樓梯背後的策梯門 i 關上。米色雨樓和 i 巾掠過阿曉的 
視野邊端.跟 SS 門？關閉。 

「歡迎光臨。住宿嗎？」 En 
傳來柜抬工作人負的聲音 。 H 嘵背向男人，再度推開 r«p 。 

那兩個人今晚一定是在适裏役宿的了。 

可堯有挞绅不守舍•楞楞然地步人兩中， )1 地序下0步。 

-部灰 fe •- 的 h 型車犹濘在他的 Mirage 旁邊，兩個男人正往他的方向走過 

來 。那 ^&一 ® I 走。？大月1到了—辑也雲 

克當的步伐走向酒店玄關。身上的 ili ，其中一個蠢 
鏡的很年輕。另外一涸身材結實•頭型又圆又大•年紀在四十開。 

那人有些訝興地注说阿咦的險•然後柊 Mi ’跟他擦肩而過。 

阿曉往回走。突然浮起一個紀慊。 

他在圖片遇刊 t 見過對方的檢。那是白—太的飛機 i 山中湖的現場昭 •• 
片，一名瞀官帶着沉痛的表情眺素機的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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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六月十九日•星期五 cj 
透子從牀 上鸭起來-望望 ue , 喃 f ? 。 

势：過 '個黾&•，這一天終於來了❶ 

上星期六，在元窺布的咖啡屋 a 過钬人後.透子每天屏息數萆曰子過生活。 
六月十日¥上•盧卨公司 effc 發生壜炸寧件。從十一日起•父親千野宏每天 
被丸之內费署請去接受問話。 

透子擔心得失去食欲•患了惑苗•毎天钶蹶娵地關在荦興，只等着星期六到 
來，可以見到秋人。 

自那以後•透子覺得心神小寧，整天患得患失似的。異常的緊張和激動 ，時 
常睜眼直到天明。 

爸爸正値水深火熟之中•怎麽自己邇有心 ffl …… 

一邊 S 脯6己，一邊憋得心裏難爻，終日眼淚汪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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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一和星期二去了學校，可是敎授講課壓极兒 K 不進腦。她有點害怕見到 
阿曉，然而在校園 K 沒遇到他•連他那部黄色小車也不見蹤彩。 

也許回去都留市的老家了。 

十七日還在下雨，氣通下降，透子又惑3了，還有點發嶢。 

終於盼到了星期五。 

空中白雲飄 a ,雨停了 ，* 來1:個焦風的唷朗天。 

铕球花開了。透子很喜歡梅雨時的道褕天氣。而且，好像很適合晚間旅 
行— 

「假如出去旅行的話•晚上出發最好。那懞子心情似乎比較平靜。」 

秋人的說話不泮地在透子心 Km 複回響。 
r 旅行地點……不須要決定的好。」他利落地說。 

總之，他們約好在十九日星期 H 傍晚六點簿»面，秋人到白金酒店的大堂來 
接透子。 

秋人已經回去江古田整理亡父的遺物•不住酒店了。 

那是他們第一次共餐的地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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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點左右，透子穿着睡衣從二 》 走向起居室。佐知子穿着麻質套裝坐在梳粧 
枱前。 

「透兒，正想上去看你。感》好了一點沒？」 

「退燒了 。 j 

「哦。今早看起來靖神很好嘛。」 
r 爸爸呢？」 

「去了公司。.一 
r 巳經不須要去警局啦 。 j 

「該問的都問過了 • 费察也無可奈何。何況你爸爸沒有敢過任何虧心亊。」 
向千野宏的問話持續 r 四天•大致上泮止了，十五日起，他就直接到丸之內 
的盧髙®社 h 班 c 
r 那就好了。」 

r 爸爸的亊本來就小必太操心，不過，捜査的進展不知怎《樣了？」 
r 好像找不到兇手的眉目哪。」 

「連新閒界也完全不透 n 消 B 。贅方一定很愼重的调査這件亊了。」 



r 我們家的維他命藥丸，到眩是誰於了 Miivu 白杬，還查不出來呀 —.J 
「那就夠恐怖了……」佐知子蹵呀嘆 B 。 

1他命 E 來的二1月二十八曰以後“人外—什 K 人出 i 裹，佐知 
子和透子都向探員報了名字，主要是她們的明友•沒 41 一個是可疑人物。 
r 媽媽•你要出去？」 

「我到溽子伯母家夫。伯母打霣話來•叫找幫忙整理隆太伯父的逍物。」 

「哦……縟 - f - 伯母 一 個人，一定很寂寞。」 

隆太死後，溽子一個人住在西获的洋嘮興，，她沒有生兒育女，跟逄太一樣疼 
愛透子，佐知子也對 * 子很有親切«。 

「透兒，什®時候去 * 看伯母吧！」 

「好-我會的。」 
r 今天要去學校？」 

r 今天滂晚•美子謂我去探肪她的新居……」 

透 - f 禁不住向母親撒謊。她說 iL 月眩結婚的高中同學請她去家興過汊…… 
「眞的必去不可？可別勉强哦 c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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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沒亊了。」 

佐知子表示傍晚才回家-然後出門去了。 

透子«熱水洗澡。原則上毎天早匕洗頭，因爲感冒而停了兩天。平常是淋花 
潢浴，今天卻泡浴缸。全身浸在肥皂泡裏，嘗到不 51 思艤的高昂和充實感。 
吹乾頭髮吃早餐時，電話響了。 

難道是 秋人？ 透子略帶緊張地拿起話简 。 
r 透兒？是我……」 
r 啊’阿？」 

「感冒好了？」阿嘵的聲音似乎有點_ 忌。 

「沒事了。」 

「那®•今天來不來學校？」 

透子望望時鑣，十一點毕了。 

r 現在出去也過中午啦。下午沒什 «* 要的課……我想多休息一天。」 

「是麼 ？」 

阿嘵沉默-角。突然改蝴語鐧 f 地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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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本來我想在學校當面告訴你的……現在早些通知好了。」 

r.?J 

r 你們的車子被费祭跟蹤了。好«是富士五湖瞥署的中里右京警視在 監視。 
小心一點！」 

「霣察跟蹤？怎《回亊？ J 

「我也不淸楚。卻是 亊實。 m 你轉吿白藜秋人。«的 ，小、 D 啊！」 

透子還在發呆時•阿嘵已®收了供 • 。 

透子百思不解。假如是丸之內！ hs 的探员终千野宏的亊跟蹤自己還有 可能， 
怎®是亩士五湖的费蜆？ 

還有，阿曉從何得悉那個 「亊實」？ 

不管怎樣，姑且轉吿秋人吧！阿嘵不 * 是 M 玩笑或揶掄，而是出自眞誠的關 

心。 

透子的心有點兒痛。 

透子再來起話简，撥號碼去江古田的秋人家。沒有回應。秋人已經出門了 

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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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有見面再說好了。 

透子上樓 準備行裝。 M 能舍留宿一夜。現在想起來也覺得騖奇，怎麼可以作 

沒有決定行 a ' 躭出8,大槪是秋人的旅行方式吧！躭*他的爲人。透子也不 

敢問他今晚會住什 S 地方。 卩 t , 
就穿 ill 夾克和長鷀出門吧！不過•她也把最 g 馱的圖案洋裝塞進大旅行袋 

裹- 

心潮澎湃，壓不住心情的激動。 - -a 
下午三點•爲了平伏心情，透子打開壤到一半的*。然而惫識從活字上辑 

過，無法專、 L '。 

終於到 了四點 。約 好六點 a 在白金酒店碰頭，十 E 分鐘以前搭計程車去就來 
得及了。不過， 71 :點出門也可以。 

不知天氣如何？早上是雲天•不知明天天啃或下甬？ 

開了收音機•等來等去都沒有天氣預報。 5 
透子收拾行李，下樓時四點半，晚報送來了。恰好 I ?.見報紙丟進郵箱的聲 



透子立刻拿出來看。 

東京地 E 的天氣走下坡 e 晚上可能下陣雨云云。 

透子讎開社會新聞版。自從開始報溥盧竊公司有關的事件以後，透子養成習 
慣，比以前讀報璜得仔細得多。 

她的視練停留在左下方的一段小 « 上：「河口湖投水自 盡」。 

內容是今早七點左右•一名住在附近的老人到湖邊垂趵•在水深二米的湖底 
發現女人的铌 B ,立刻報警。拉上岸時•女人早已溺死。從她放在岸邊的手袋中 
找到記亊簿•判明死者是河口湖町的硏究負寺內样平之銮 R 香•四十二歲。記事 
簿上潦草地寫着自殺的短文，原因不明 - 1 
r 麗香女士自殺……」 

透子呆然。在她眼舫浮現的不是一個月前在富土吉田的酒廊見到的 麗香，而 
是六年前的銀座俱樂部裹•被起人握住手的溫柔女性容貌。 



透子再撥電去江古田。還是沒有回苷。 

不知秋人有無留 t 到這件亊？ 

透子離家。出到目 * 大道•播手叫了 一部空車。 

抵遠白金酒店時•五點 零 五分。 

大堂深處有 涸寬敏 的茶座，可以莩見外面的日本6 阑裏 嫌嫩 的綠葉。 

到處找不到秋人的影子。 

透子在茶座的角落上坐下來。叫了咖啡，之後一值呆呆坐着•依然無法屋抑 
內心的動悸。 

麗 香爲何突然自殺？那不 W 是她個人的 亊情 •似乎跟!£ 高事 件有關的感覺。 
透子湧起不祥的預感。 

不知秋人知道沒有？ 

她想早點吿訴他，可是他好像_早躭不在家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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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子再到大堂打電話去。也是徒然。 

咖啡端來了。 

將近六點，戶外薄慕低垂•天色將晚。酒店客人進進出出•十分熱鬧。也許 
晚餐時間的緣故。 

大堂的時針變成直練。六點正了。 

好不容易到了約定的時刻。 

然而依然不見秋人。她的心情15«興*。 

六點零五分。 

六點零九分。 

R ? , 秋 人！」 

透子喊一 S ,站_。他麋起.®色雨衣的衣踏開自動門進來了。 

他往透子的方向直直走過來。好像進入大堂以前已經知道透子在那興。 

然而——透子一下子洩氣了。認錯了人。那人根本長得不像秋人。他走到前 
面的桌子，在一名等候的女性對面坐下-二人開始歡喜地交 談。 

透子又坐下來。 



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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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點十一!一分了。透 TW 始覺得不安。 

雔道他不來了？爲什麼？怎®可能？ 

透子忍不住淚水盈 P 。她咬緊嘴舜，《蜆 A 動門。 

又過 r 好幾分蹲。 

門又開了，逞次進來：名體格®壯的男人。 

他來到茶®前，巡規一拐。然後向透子走過来。 

透子慌忙篇菜—&。大5想下雨了。 

快來吧•秋人。 

透子回過頭來 • 1地全身怔住。 

一 個男人站在她的身邊 。—裝 •白 W 杉 . i 的 i 就在眼前。 
fgf -^ 眼睛往上看•昆到労人的檢。 

Ism A-t。 I 的 ih 有—1 ’ 似 ISI 1 

o 

「恕我失禮，謂問你是不是斤野透子小姐？」 
r 是•…：」 




r 我是亩士五湖轚署的中里。」 

透子大吃一驚。阿曉講得不錯，道個人果然在跟蹤自己。 

「對不起，讓你吃驚了。今晚我來這裏，乃是受白藤秋人先生之託。」 

「秋人？」 

r 是的。首先，我可不可以坐下來？」 

中里伸出大手掌，指指透子對面的椅子。 

「請坐。」 

中里坐下來後•不再無禮地盯着透子看。 
r 秋人……他在什麽地方 ？ j 
「玦窪霣署。」 

女侍端水來了。中里叫了一杯咖啡。 

r 获窪赞署？」透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，(♦. 僅在混亂中回問。「什 * 時候…… 」 
「今天早上 c 我們先向寺内麗香錄取口供•華 W 跟他接觸的 ，可 是寺內太太 
今早自段了。那是我們一時疏忽造成的，後悔莫及。於是立刻緊急要求他同行， 
着手審 訊。」 





226 


「審訊？」 

「恐怕他 E 有所覺悟•在我們要求同行之前 - B 你預備了 一封信。睡香女士 
的死•大槪給他很大的 * 擊。」 

「鼷香女十和他……到 K 是怎|5冋,……」 

中里沒有直接回答透子的問 tt 。他的視棟汴向完全暗下來的庭困。 

「我捫在白藜起人身邊根本«不到寺内鼸负的存在。在她死前的一個星期， 
偶然在山中湖畔的酒店知道有她逍個人 •■«*! 銳是完全&麂滓 。 J 
「起人权权和篇香女士？他們«時有宋往的？請你吿訴我。」 

中里安标地回望透子。 

「三月十七日下午一—點左右•起人先生在河 n 湖車站一個人 F 車。然後叫了 
出租汽車-首先铒去河口湖町的排屋，接了一位女士上車。樓湖一周之後•吩咐 
司機去山中湖。在山中湖遊«•會•然後去澦店用餐。 is 店經理說•他們好像很 
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似的-非常親熟 。 J 
「然後呢？ J 

r 七點左右，他們又坐上出租汽車•先把那位女士送回家後，起人先生再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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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部車子回東京。酒店經理認得起人先生的檢•卻不知道女的是誰。可是我們查 
問了那位出租汽車的司槲•從而得知她住在東洋油脂公司的職員宿舍，名叫寺內 
麗香。經過調査•知道她的丈夫是柬洋油脂河口湖研究所的副所畏。她曾是同一 
間公司的職員，丈夫因交通 t 外住院半年，於是她再回到硏究所做#職。不僅如 
此。東洋油脂是使用 M 麻油做原料製造各植油脂的公司。以前有一名研究員從 M 
麻槿子中抽出 MSI 子白祆的白色粉末，灞在硏究所的«櫃裏 。 J 

「你是說…… S 香女士用那些 Msl - f 白杬毒死彌榮子伯母……果然她是爲起 
人叔叔報復？」 

r 不，眞相好 fK 不同。我想這封倍會說出一切。」 

中里從西裝內袋掏出；個白馆封，放在透子面前。 

搭封表面用原子簞离 hr 千野透子小姐」的字樣，後面有「白藤秋人」的簽名。 
字體很像寫英文。 

「爲什麼他把值交給中里先生保管？」 

「査出颶§女士的存在後，我們在她家附近埋伏。到了六月十七日下午兩點 
左右，見到她坐進'部叫來的計程取。計程率從一三九號公路去到都留市，在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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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的汽油站停下來。然後她換了那部在那裒等她的黑色跑車。」 

黑色的保時捷 I 透子終於明白了。 

「那天我也坐在跟蹤的車上。保時捷跑車抵連相換湖畔的酒店，開草的男性 
跟醒香女士在那裏逗留了杓莫兩小時。找們趁那期間多預 ii 了一部車。」 

r . ?J 

「下午五點多， RS 女士在酒店前面坐進一部計程車。陪她來的男人回到保 
時捷車 h 。這 II 我們分 W 兩部車班禳跟蹤。我們署内的採員跟蹤保時捷回到東京 
的江古田•査明了白藤秋人的身分 。 J 

「於是你把秋人……」 

「不，正如剛才說過的•我們先從 91 香女士開始問話。昨天叫她到费署時， 
她的樣子似乎一無所知，致使我們疏忽了。想不到她在第二天早上自殺……」 

中里右京的檢第一次 R 出苦惱的神淸。 

「知道她的死後，我先跟祅溪 *1 取得啉絡，同時突擊白藤秋人，請他出 
面。费方對他的嫌疑有好幾點，酋先是從使用 M 麻子白呒犯罪開姶着手。對他的 
審訊由获3费署的壇赘部和若尾副警部進行，我正想離開時，他把道封信交託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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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。他說跟你約好在這 91 碰餌 ， f - J 

ffiaIUIi ’他 8 S 1 I 行。 I 他知蠢一天不 I。I 

1 ,番有一天你—十分偷快的昧行。」 

透子覺得中里的眼眸與«着悲哀和溫柔的眼神。 


伯父出事 SS i I 工1。1站——中。又說 
入^； f 曰， 1盟 a — 。 

I 出現的是我不曾—的父親。 f 十年败的能 f 革命®究■中— 
沂，阐今3俱灰。他流淚說•假如再給他多一點時間躭好^~ , 

£運 吿訴我 ，希—取代他奪回盧 §5 T ,替他篇未完成的硏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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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實中的父親’不管何時打霣話給我，從來不在 m 話裏訴苦。他只是不停地 
重複•還差一點點就完成 H — 

回到巴黎後，收到父親的訃告。 

我回到日本時，只趕得及參加父親的頭七。 

在弔間客中，我 Is 出了寺内鼸香。她的照片貼滿家父的相簿，還有無數的日 
記和信件。我在回國以後發現的。我想知道她在家父心目中的地位•她是怎樣的 
人。 

母親死後’家父俱然數遇在大學級助敎時代的學生淺并||§ •對她產生愛 
!。她畢菜後進東洋油粝就 ®• 10® 身。父親不準鏞跟她結婚。因他知道自己 
不是 ifg 能使*子獲得幸福的男人。他跟不同的女人來往，玎是眞、 L ' 愛的只有一 
個。透兒說過•眞心相愛的人®是保持距 n —— 

我想她也了解家父的惹志。 

這樣過了十多年•她接受了公司的同亊寺內样平求婚，在父親的慫慂下結了 

婚。 

你在銀座遇到他們那次 • 擊@是他們分手之夜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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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決定終生不見面。然而夼運又使他們的心相連•於是時常魚罹相通 ，家 
父還不時去河口湖町找她。 

這些都是我從家父留下的日記、書《和相簿看出宋的。 

在法事上見到麗苒後，我們兩個談了一夜 C 我在她身 b 看到亡母的影子，她 
也在我身上看到父親的容貌，似乎受到强烈的 * 擊。 

於是•我們又像命運安锛似的相《起來。 

第二個禮拜天•我去拜訪河口湖町的 K 香。 

寺內样平在去年&遇到交通 . t 外，住進大月的 B 院。她說她在硏究所錢黾， 
幫忙生計。 

我們在湖邊敝步•一邊走一邊聊天•不覺走近硏究所。那時她也 I 定在想像 
跟家父一起敗步的清累。父親的影子使我們不知不覺地親近起來。 

禮拜天，研究所休息。不過門戶沒有《1&關閉 。她 打開一道玻璃門，帶我進 
去裏面。 

r 那是劇毒無比的篦麻子白杬。研究所的人從 M 麻的種子抽出來的東西。」 
她把庞架角落上裝白粉末的瓶子指給我看.若無其亊地說。眞的若無其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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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•說不定是家父在暗中指示她這樣說。 

滂晚，從她家回來的路上，我再轉去研究所•將那瓶白粉愉出來。那時我是 
不假思索的行動的。 

自我回國後，市原彌榮子頻頻接近我，時常逆我去她家。當著別人面前，她 
對我冷嘲 W 諷，效》給別人看。 

第二次去她家時，她術我進寢室。當然我若無其事的避開她的誘感，不過已 
S 知道她的首飾箱放在埔檷爽， ® 口的•個锇頭*掉了。 

四月二 十八日 •知道她去了熟海不在家的夜晚，我從那個窗口聞入•迨走里 I 
珍珠欢指，花了一晚時間•在白金戒指台內注入 Mft 子白祅•敢好凸起的工夫 • 
第二天罕 h 又把农指妓回箝子去。我把家父的附名網 S 故 .#. 掉在她的林莰。 

市厣彌榮子曾是家父的情人•趁家父的硏究受咀時抛棄他.改投隆太伯父懷 
抱。當父親向公司要求研究费時，據說她第“涸帶頭反對。 

她是我第一個要復仇的對象。 

不過，我•小曉得她幾時才戴黑珍珠砹指，也不知道縱使败了，是否毒素會照 
預謀的在她身上起作用-那是一«小明確的賭注。 



但我向或然率挑軟。 C 進一步說 ’ 我把遘件事委託給父親的栽判。 

然而’扰在道時•發生«想不到的事態。 

五月十二日，隆太伯父的飛 W 墜 ;*•* 場死亡。 

說不定•那是父親生—黉好的窠。11速不能解明吧 —• 

因着這件 t 外•我看穿了父親的*圔。 t 3 
在1伯父守言的那一夜•我把攙 rM ? 白 is 的蓁丸’ — i 復疲勞的 

特效吃她—了 . i 吾。 S 方 I - RI 手指上的® 

® ’ Ha » isi 4« ms 照片從父親的相簿抽？‘ • II 和 i 。1子從父親 
的遺物中抹去她的存在，以防她成 S 拽査對 * 。 

可是，女性的直 *» 是了不起。 

is "兒，你在中 II !那年俩泰父和馨的事•居然 I 在心。你置直覺看出 



234 她是家父無法替換的恩愛對象。 

你說你想看看家父的相簿。 

我把麗香的照片全部抽出了，埘明澜掉那張她和冋學的合照。而你眼尖，一 
眼就認出是她。 

然後你從大學圖窖館和同孿會亊務局査出她的姓名和畢菜後的經 S 。當你說 
出她曾就釅於東洋油脂公司•可能有使用篦晚子白杬時，我眞的大感吃驚。 

你說你要去探訪 R 香。 

探訪的結果，我怕你可能會向寶方通級她的事。 

這次，我必須從你的意識中抹段她的存在。 

我把亊由吿訴 R 香，讀她在我們到訪時•委託®居的主梅說出那番話。其實 
她在富士吉田的 is ® 敵錢職 ， R 是一晚客氓而已❶我要她在你面前裝作不記得家 
父的事。 

透兒，抱锹。我這樣子欺 K 了你。 

狙擊興二伯父的計時炸彈，則是隆太伯父死後，興二伯父邀我參觀瀘髙公司 
總社時装置上去的。以前隆太伯父在我回國探親期間»經帶我參觀過內部，以及 



西大泉的研究所。他們在家父死後，多半有虧疚心理，於是對我百般厚待，近乎 
補償之心態。 

使用硝化甘油製造計時炸彈的方法•乃是我在美國留學時從朋友處學到的 C 
在巴黎時，也有不少惡友敎我败炸蓁 C 

材料是我在市內的化學肥料店和藥局分敗明霣的。 

我先把璁社內部的淸形牢紀独中，趁興二伯父回去後•從嬗堂上面開着的旋 
轉氣窗毡進去•在舞台的桌子裏邊安裝計時炸潭，前後不必五分鳢。 

這樣殺害了兩個人•我以父 W 生前安排好的形式進行犯罪。 

我的真正慧圖•乃是投注在最後的未逢亊件。 

是的•在你家的雄他命瓶裏混入有海铒典，也是我的作爲。那天我們去河口 
湖前，我去你家，趁你母親上樓窣毛衣，你上洗手間之際，我把亊先準備好的穋 
II 放進瓶子91面。當然，在道以前，我已從你口中深鋩到•令韋令堂毎天有眼用 
維他命丸的習惯。 

這件亊從一開始就意圖逹不到目的。我把藥九放在瓶底，有蕙讓人發現它有 
235不同的外表，縱使不服用也無所謂。 



我的 AJE 目的何在？ 

!L___i— 

部罪 if I—I ■ 1 

你說，可能還有別的解揮 c 
那個時候-你的直 * 迫近«相了啊！ 

Hh - 個級了-切 • — Is 給你父親。 
—上•我這樣政 • 乃是胭？ 野先生敢於 下台两 •• 

致^_ = »不—千野先秦 • I 他 f 7置—， I 爲他不 

格， i 一 。漠一來 . II 人的資 

另 I 方面.因1伯父— .我可繁他： I 的股份。 



他原本持有全體的•百分之三十股份，又接管了家父的股份，等於一個人携有 
百分之五十的股權。他沒有兒女•財產由妻子和兩個弟弟承受。興二伯父也死 
了，我就可以取代亡父後承了。 

興二伯父死後•他的財產由*子和女兒»承。 

不過，%太伯父和興二伯父的遺族縱使持有公硐股櫃•似乎沒有意願加入經 

營0 

加上千野先生退出的話•我鱿有《#站在最高®導地位了。 

無綸如何，那是家父的功縝一手技展成功的企業。 

我替父親完成復仇計畫•我本身將成爲領導人，然後帮領一班有才能的年輕 
班氐-繼禳家父中途受挫的硏究。我相值這是孤播而死的父親留下的悲頼，在夢 
中向我託付。 

可是透兒， - S 是諷刺的亊•茁一切幾乎依照我的計畫進行之際’我卻失去了 
逋佔®卨公司的野心。我旣不像父親那樣是天才科學家•也不像隆太伯父那樣有 

經營才幹。 - 
復仇結束了。道樣-父親就食宽恕我了吧！然後我會回去巴黎。現在的我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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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邊當作是故鄕了。 

我這樣決定，準備向麗杳告別。 

111. I 

可是我想在臨走前見她一面，•道個蕙念驅使我行勤。 

湖時 ^ SS 騍別 S 叫她搭1! 市內 ’冉— •然 後去相携 
可是，我終於發鱟自己失敗了。 

。對方早已知道我 

兩天後.今早六 i . 两杏的蠢叫嫌 r 我。 
r 我想再向你說 IS 再見。」她銳。 

我知道了她的決*。我也知道 無法阻止她。 

做的 Lm 蓋黑的袁 I • 蠢到了—子農。我所 
做的 I s , I 了。也許她怕 II _必 IIIf 8 s _ 



証，陷入檐毽苦惱和困 «- 因此 a 擇了死。 

我暹邊 也是。刑*上門來找我 • R 是時間問@吧！ 

«的•我想跟你作一次分手的旅行。可是我有預 .«, 可能沒有拽會了。也” 
那樣比較好。 

遇到你《好。«心祝®你，有一天會有一次慷快的昧行。 

白 1 


透子把秋人的信讀了一邋又一《。 

aSM *. 眼前浮起一個光 * 。 tb , 

那是自己念幼推園的時候’隆太伯父帚自己回家.在庭院的沙地上玩 . 
她捵仿 a 太： s ® 子.用沙造一座城。 

不久，起人 ffl 了 1(1 比她 大六 七鎪的少年出現。 

起人進去屋*，少年走向沙地。 

他用靈巧的手-爲透子建造尖塔和城門。 a 子開心地拼命幫忙他。 


人 



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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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•當城堡即將完成時•突然他把它推毀了。 

他不顧一切後果-站起來，頭也不回地走向 M 裹。 

那個背影挺直的長腿少年•迄今依然浮現在透子眼前，一步一步離她^ 

1星期後.透子去到學校。 

今年的梅雨是男性型+雨期間 . 黑出現爽朗的晴天。 

透子走上校園的斜坡時，•隻小飛機|«過淸 ie 的 W 5。 它在 

’然 II 間 . 3 Kf 當失農。 I ■上 U 

r 今天唷朗無風，正是絕佳的飛行狀態。」 

隆太的聲音在耳邊響起。 
r 我去了。也許會在衷間遇見起人叔叔 *!J 
I 切就從那天開始。 

那日以來•透子感覺到已經旅行過一次了。 

確實，幾時再有一次新的旅程？ 

她在敎務處的布吿板看布吿時，有人喊她的名字。 

「透子……透子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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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頭一看，；個頎丧的人影從走廊奔過來。 

條抆運動衫，牛仔裤，彎 * 膝 S 走路的田久保嘵，塔塔>«地踏着鞋音走到她 
面前。 

「嗨•透子，好久不見。好嗎 ？J 
r *。 阿嘵，你也別來無恙 ？ J 
「唔 JL 

阿嘵點點頭•八字盾緊 *•* 視透子片刻。 
r 透子……你好像變了 。 j 
「是嗎？」 

r 唔，確實改變了。」 

「怎樣改變？」 

「我不#形容……怎麽說呢？《埒很有魅力了。」 






本暢銷小說精選 


r 我要在雲間 • 送一件禮物轮大家， a 是死的禮物 * j 
它是一道死亡的咒綹 
一股怒不可遢的怨》 

在他心底內燃燒 
■ a 死地而後生的 a 仇大計 
在他心底內蠢蠢欲動 
要讓毎個人《跌進死亡陷阱的深湄 
他的行動開始了…… 








重要啟 1 J 

本公司獲日本著名作家夏樹靜子授權，出 
版< 雲間贈來的死 > 中文版，發行全球。 

版權所有， III 印必究 

搏益出版檠團有限公司软啟 



共莩曰本暢銷小 i 讓 

日本是畜 H 天黨，因爲日本人軎愛閱11的程度•不但 
會令作家*興非常，如果 *» 也能夠知道自己是那麽的得 
寵.它們 I 定會在封面上 II 出快樂的笑容： 

日本的«害人口佔總人口的九成•道 I 懞名讀者平均 
每人毎年遵不多花二千多港元 _ 霣雜誌軎 21 •害 e 售資總 
數毎年超過七*本在劇烈的 M 爭下，作品質索日益提 
裹，如栗要在那麽多的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爲蠕銷書 • I 定 
要有很多特別吸引 it 者的優點- • 

在香港 •:* 書人口也在不斷的壜加•其中以5歡看小 
脫的«者|5多博益特別爲愛好小說的|«者，在日本的蠼 
銷小說中悄 is 多櫓 ;1 型作品 .II 香港纘者可以欣貧到不同 
風格和頦耻的*水準作品.•而且香港人 I 向對日本的社會 
文化很有興趣，透過小說，除了享受閱讀樂趣外，也同時 


可渉 1 彼邦的社會文化特色。 

r 日本蠕銷小說 JEi8 」 ifi 個全新系列的小脫類型包括犯 
罪小脫、史 tl 小說、人物傳奇 ' M t 寫實小說等等 ，首先 
爲大家介紹的蠕銷作家包括山村美紗、森瑤子、夏樹靜 
子、遘城三紀彥等等 • 

* 了保 S 3 本系列作品的 M 棄•我們 特別延聘旣熟悉曰 
本文增又了解香港 it 者口味的人士 - « 大家挑選當代最新 
||»釤的/ I 版日本小說•鷗得世界性版權 .並由霣深翻 II 
人士負 llwil •使蕞人搪者能夠透過自己»親切的語言文 
字去欣賞外困傑出作品 



<$間报來的死 > |窨在日本文壜上 S 得 相當的 肯定。 

•中主角 S 了復仇 - »毎悃人都跌進死 C : 深淵 M -於 
是他 * 心權 * ’在巧妙安排下展開了 I 連串的報復行動。 
在搞* S 中人物的心路8程上-作者夏桕辟子以其文學的 
功力，««出 I «無形的} s « 力， alff 者的情 S 不自 we 
入毎*毎 K 中 o 

m 理小 K 在日本 SS 作篆中 -!«» 子可說得上是女 
作**中的 < sfs 者。其 * 中 cam 理的手法，*以»態而 
見稱。在*層玄®的悄 KK ,抽絲刺_ ,爲 sfl 者帝來十足 
的震拽力。另方面*;於人性犯罪心理的剖《 - 卻以淡入淡 
出的低脚處理手法，* ®* n 人性脆弱的 I 面-形成其作 
品在讀者心目中1見深、 */ 閫-而 S 異於 I 般间類的窨 
«’相信 il ft 日本坩理小找 I 直以來《受推 S 的因由所 


作者簡介 


作者簡介 


9|»靜子是曰本目羽十分受獸迎的女«搭理作家 .K 
lee 於 t 十年代•在|九七零年以 < 天使涓逝>»得>1戶 
川 SL 步奨 • I nt 三年又《<费發 >獲得曰本推理作家協 
窖奨。9樹靜子作品的主5特色是充甬感 ti . 她以 S 委包 
容的女性角9•深刻細粗插寫不同的人性心理。 

fiffi 的作0885叼初期多是®頃《田子關係.後來愈寫 
愈踏入八十年代，她的作品腰示了®貝多樣化的姿 
采 • © WS 本格推理、社會推理、阃谀推理和懸疑小說等。 



各行業和对—題取叼正確•是由於她做了謹憒的 
苞料播 II 工作，再加上 H 密的組 a 手法 •使 她的作品 題钶 
不担有*@•更有深 S 。 

經博益出版的受明靜子推理作品有<重婚>、< W 的 
悲島>、< K 管嬰兒坦茇>、 < M 的悲«>、(逝去的影 
子 > < 邊典2女> . < «幻的— >、<旅人的迷途> 
及 <1® 采的死> " 






藿¥, I 九五三年生於舄來西亞。 

自幼接受中英文 ««,*« 政治大學新閜系*業-曾 
任雜泛蠘《。其後前往日本•進入國立筑波大學國際區垓 
研究所，專攻日本1§文，考獲15士學位 o 

蕖#現在專奉«作，作品《見>1、璺、星、馬各地報 
刊 o & v 作有結城昌治的<累昭落日> .. 赤川次郵的<提線木 
偶陷 B ' 0一一色谇甩理>、<三色猫追蹤>、<三色 iiti 
、《殺人音典 >、<私奔>和< 禁奏的樂章>:!樹靜子 
的<«说之女>、<«幻的承諾>、〈旅人的迷途>、<雲間 it 
來的死>;山衬美紗的 < J 5 人地圖 r <無 ! i 屍>、<消失在海 
峽>和森璉子的<淺水《的月売>、<家族的肖慊>、<_暗 
悄 >:連城三紀彥的 < M 之夜>、(荒 Mi 殺人>、〈血線之 
罪 T 







